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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两汉隶书相对于秦隶来说，已经是成熟的隶书，本书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其形体的演变。通过分析，把汉碑隶书笔画演变的特点归纳为平直彻底化、方折明显化、笔势横向化、点画经常化，把隶书部件转化的特点归纳为符号程度提高、单元化程度提高、规范化程度提高、“服务”意识增强，把隶书字体结构的内在演变规律总结为简化、符号化、规范化和美化。此外，本书也提出了观察隶书的一些新角度，如把汉代碑刻的书体类型划分为标准体和俗体两大类，然后将两者加以关联，对于由隶至楷的演变内因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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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林英，文学博士，邢台学院讲师，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邢台市优秀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字训诂学。点校《王应麟著作集成·六经天文编》（中华书局）一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研究省部级课题多项。获五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序

欣闻何林英的《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即将出版，省语言学会期间，嘱我写几句话，代做序言。何林英是龙庄伟教授和我共同指导的博士，本书是在其同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于汉碑隶书，以前的研究多侧重汉字结构或书法艺术，字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最终把选题定在了两汉碑刻隶书的字体研究上。何林英博士一心扑在学问上，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汉字字体研究能够取得进展，一方面取决于汉字字体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各个时期字体演变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精细度。该书对两汉碑刻隶书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和系统性的描写，全面展示了隶书从产生到成熟的总体演变情况。该书将静态的汉字笔画形态描写和动态的汉字书写相结合，既有助于展现字体形态，又有助于展示字体演变。该书对于完善汉字字体学理论、提升书法学理论、促进汉字学史研究、加深汉字规范化认识以及辨别碑别字等都有积极意义。

该书在如下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第一，具体详细地描写了两汉碑刻隶书的笔画形态并概括了其总体特征与演变特点，以发展的视角描写了基础构件的演变过程并总结了其演变方式，深化了对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的认识；第二，从书写的主客观角度探讨了两汉碑刻文字的演变原因，有效推进了字体演变的相关理论；第三，文章材料丰富，静态的字体描写细致，从微观的视角剖析了秦隶到金隶的具体发展过程，归纳总结其中的字体演变规律，并试图从动态的分析中探讨秦隶到今隶字体演变的动因与机制。

该书通过描写和分析，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例如，书中把汉碑隶书笔画演变的特点归纳为平直彻底化、方折明显化、笔势横向化、点画经常化；把隶书部件转化的特点归纳为符号化程度提高、单元化程度提高、规范化程度提高、“服务”意识增强；把隶书字体结构的内在演化规律总结为简化、符号化、规范化和美化；把汉代碑刻的书体类型划分为标准体和俗体两大类，并认为俗体隶书和标准隶书开始是发展关系，后来两者分化形成并行关系，俗体隶书不仅发展出标准八分隶书，而且还孕育衍生出楷书。该书字图清晰，所附“两汉碑刻隶书基础构件及其演变路径表”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博士论文获得专家一致认可，王宁先生指出：“本文最优之处是对汉碑隶书笔画特征的描述，又从书写动态的角度探讨其演变特点，例证典型，论证平实，补充了过去关于隶变的论述，对构件的隶变描写，也有相当内容很有见地。”李运富先生指出：“文章目标明确，主题集中，条理清晰，表述简洁，格式规范，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他诸位先生也给予了肯定。

本书的可讨论之处在于，关于笔画的讨论，需从笔形、笔程、笔意、笔势等概念出发，本书还可以加强理论概括。字体风格与字形结构密切相关，书中详细描写了笔画与基础构件，可以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书写的细微变化如何最终导致字形结构的改变。

我们希望何林英能以此为基础，为汉字字体研究做出贡献，并取得新的硕果。谨借此机会，祝林英未来的学术道路宽广悠长！

郑振峰

2015年6月20日

于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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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 选题缘由

（一）理论因素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被人民大众逐渐创造出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一直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汉字的演变大致分为两大内容：汉字结构和汉字字体。这两方面是汉字本体研究（即字形研究）的主要内容。所谓汉字结构是指汉字字形的组合及其组合方式，包括汉字的构件、构件的功能以及构件之间的组合方式等；而强调字形在书写层面的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则是汉字字体的研究内容，具体表现就是笔画及其笔画组合的形式、整字的风格和形态等方面。其中对于汉字结构的研究，已硕果累累，这是有传统“六书”说作基础，再加上西方文字学理论的引进以及现代学者的努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本体化、科学化道路的结果。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导论》，姜亮夫的《古文字学》，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演变》，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王凤阳的《汉字学》，王宁的《汉字构形学讲座》等都是汉字结构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相比之下，汉字字体研究的步伐要缓慢一些。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字体问题纯属于书法领域的事，所以研究也多是为以创作和欣赏为目的的书法学服务。在文字学里，也存有字体研究的内容，比如在近代建立的古文字学以及当代汉字规范研究中。古文字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古代文字的释读与分期，而当代的研究则多是为了用字的规范与信息化的操作。这些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多是零散的、举例性的，还称不上汉字字体的本体化研究。然而近年来，随着汉字学的快速发展，字体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的出版，标志着汉字字体学的正式建立。此后，王宁先生对“字体”做出解释，认为“字体”是“不同时代、不同用途、不同书写工具、不同书写方法、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汉字书写的大类别和总风格”
 
[1]

 ，并提出汉字字体学的研究任务，即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总之，这些重要字体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字体研究的脚步，拓展了字体研究的领域，开阔了视野，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字体研究的主要任务应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描述各个时期字体的演变，理性地分析演变的规律与内在动因，进而揭示出整个汉字字体演变的原因与规律。

本课题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选定两汉碑刻隶书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然后参照其他历史层面的字体，总结出字体演变的规律，确定书写风格对字形结构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建立科学的字体学和书法学提供断代的依据。

（二）材料因素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前后历经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其中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历时231年，东汉（公元25—220年）历时195年，其间还经历了短暂的新莽政权（公元9—23年）和更始政权（公元23—25年），总历时426年，后人通常将西汉和东汉合称为两汉。两汉是持续稳定强盛的王朝，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社会的主流文化。到现在，“汉人”仍被中国人自称，而“汉族”“汉字”更是沿用至今。在文字字体方面，两汉时期是隶书走向成熟的阶段，它上承秦隶，下启楷书。综观东西两汉，可以探知隶书从萌芽，到定型再到成熟的全过程。也可以说，是在两汉时期完成了古今汉字的转型。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文字进行研究，对揭示整个汉字字体演变的原因与规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隶书萌芽于先秦，定型于西汉，而成熟于东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隶变就已经发生，篆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但隶书的成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时的隶书还处于萌芽阶段，诚如裘锡圭先生所述，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有很多字的写法仍然接近于正规篆文”；第二，“有些字虽然已经有了跟成熟的隶书相同或相似的写法，但同时仍然使用接近正规篆文的写法”
 
[2]

 。王凤阳先生也将此时的隶书称为“初期隶书”，并指出：“初期隶书还没有摆脱作为篆书的应用体的性质，字虽然直线化了，但运笔构形犹带篆意；这种直线条的，带篆意的隶书就是所谓古隶，或叫秦隶。”
 
[3]

 尽管如此，篆隶并行的格局在秦代已经形成。

汉承秦制，西汉初期，文字使用上也是篆隶并行的。与秦隶相比，西汉初期隶书虽然隶变程度更高，但仍不成熟。因此，裘锡圭先生认为：“为了跟成熟的隶书相区别，可以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称为早期隶书。”
 
[4]

 而成熟的隶书，即所谓“汉隶”或“八分”，成熟于西汉中晚期。对于早期隶书，随着秦汉简帛牍书的大量出土，已有许多专家进行了研究，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蒋善国《汉字学》、姜宝昌《文字学教程》等，都利用了这些简帛材料来分析汉字形体演变情况。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们将这些简帛材料进行了分时、分段的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形成了系列博士论文，包括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宋珉映《秦简文字与〈说文〉小篆字形比较研究》、韩延锡《居延新简文字研究》等。通过这些研究，早期隶书的面貌逐渐明晰起来，许多文字现象也得到了解释。

尽管如此，隶变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因为秦隶、简帛文字的研究都是断代的，对隶变这一过渡阶段的全面测查尚未完成，尤其对成熟的隶书即汉隶的研究还很缺乏。汉隶是隶书的最终形态，对隶变来说，是总结性的文字。因此，缺乏对汉隶的研究，对古今汉字演变过程乃至整个汉字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不完整的。

目前现存用隶书书写的汉代原始文字材料，从载体上看，主要有两大类：碑刻文字和简牍文字。就汉代简牍文字来说，西汉早期仍处于篆隶杂糅阶段，至汉武帝晚期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大量使用八分字体，已是典型的汉隶了。但是目前出土的用汉隶书写的简牍文字材料数量不多，还不足以进行成熟字体演变的系统考察。

那么碑刻文字呢？碑刻有广义和狭义之说：狭义上是指经过精心打磨，有一定规格尺寸和形制要求的竖石刻字；广义上凡以石质为载体的刻字都称为碑刻，或称石刻。“石刻文字，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大宗宝贵遗产。”
 
[5]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碑刻高峰，就研究隶书而言，在汉简出土之前，碑刻文字几乎是研究隶书的唯一材料。可以说，隶书的成熟及其丰富艺术形式的构成最终都是在幅画宽阔的碑刻载体中完成的，这些是形制窄小的简牍所无法实现的。西汉碑刻数量很少，据统计，西汉及新莽时期现存碑刻大约16种，以小碑为主。从隶书字体演变的角度看，进度明显晚于简牍，“当西汉中期汉简上的隶书已发展到八分形成，整个西汉中晚期刻石的隶书仍处于着重改造篆书的体势，用笔还保留着浓厚篆意的阶段”
 
[6]

 ，虽然如此，这为数不多的西汉刻石却恰好反映了石刻隶书由萌芽到成熟的过渡状态，也正是我们研究字体演变不可或缺的材料。而东汉碑刻蔚为大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用汉隶书写的文字，其刻字代表了汉隶的最高成就，为汉隶字体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因此，我们选择将两汉碑刻隶书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不仅能满足数量上的要求，而且在时代和地域分布方面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反映出成熟隶书的总体面貌。

二 选题意义

从字体学角度系统考察汉代碑刻隶书字体演变的过程，至少有着这样一些重要的意义。

（一）有助于文字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从文字学角度研究汉字，主要有两大内容：汉字的结构和汉字的字体。汉字结构是对构件合成规律的总结，汉字字体是对构件生成过程的考察。由此可见，汉字字体研究可以为汉字结构的解释提供生动、鲜活的事实依据。那么我们从书写因素考察字体风格变化对汉字结构的影响，并总结出汉字结构变化的一些规律，这就为完善汉字结构理论及丰富汉字学教学提供了真实的材料，从而推进整个文字学研究的进程，因此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有助于对汉字简化优化的科学认识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隶书阶段是汉字字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汉字由象形化向符号化转变，由屈曲的线条向平直的笔画转变，加之字体结构的不断规范，这都对汉字的简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汉字在隶书阶段的演变满足和促进了汉字简化的需要与发展。因此，我们对隶书形体演变的路径做详细的描述，对科学地解释汉字简化的由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助于书法理论的进一步提升

在现代书法艺术中，隶书是书法家及爱好者学习和创造的一种主要书体，而学习隶书要从汉碑入手，这是古今书家的共识。汉代（尤其东汉）的碑刻丰富，流派纷呈，一碑一态，各具奇姿，因此成为笔法与形体极为正宗、完美的隶书书体。所以，我们对汉碑隶书的点画形态及其演变的具体描述可以为书家的学习、临摹提供理论指导。

此外，立足于汉代碑刻文字，采用切实可行的方法与术语，对一部分汉字的演变历史做一个尽可能详细的构拟，对于古文字的考释及书体风格的理性解释都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内容

以往对汉碑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字构形的分析以及书法艺术的发掘上，而对文字学角度上的字体研究（汉字的另一本体）比较薄弱，比如字形特征的描述、字体风格的分析及其对汉字结构的影响等方面涉及很少，特别是穷尽性的考察、系统性的分析，几乎是个空白。

我们研究汉碑文字，主要从动态的角度去考察形体的演变。王凤阳先生曾说：“字体变化的基础是线条或笔画，线条或笔画的变异是字体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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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汉字形体演变是一个以笔画变化为先导，由细微而至显著的渐变过程。因此，笔画形态的描写与分析，及其演变规律的总结是我们对字体演变研究着手考察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研究内容之一。

隶变的发生实际上是从笔画及其笔画组合的变化开始的，一方面是单个笔画书写方式的改变，使我们直观地看到隶书形体上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笔画组合形式的改变，即构字部件的变化，对隶书的形体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因此，从构字部件的分析入手，描述隶书形体的演变路径，力求弄清楚这些演变的原因以及演变发生的大致时间，并总结隶书部件转化的特点，是我们的研究内容之二。

字体结构必须借助书写才能体现，而书写又必须在一定的工具和材料上实现，因此用什么笔、什么书写姿势以及写在什么样的质地和规格的材料上等诸多书写因素都对字体的结构起到制约或推动其演化的作用。因此，从书写角度考察字体结构的形成机制，是我们的研究内容之三。

字体和书体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书体的发展变化较快，它对字体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书体对字体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对后世的书体创新也有一定影响。所以，考察160种汉代碑刻中最典型的书体类型，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向楷书过渡的中间状态是我们的研究内容之四。

二 研究方法

（一）汉字字体学的方法

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字体理论成为汉字字体学建立的标志。王宁先生对此作出了总结，她认为可以用四个观点来概括启功先生的字体理论：第一，字体的渐变性；第二，字体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其多样性；第三，字体名实之间的不对应性；第四，字体风格描写的可操作性。同时提出汉字字体学的任务是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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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字字体研究中除了关注字体类型总风格，还应关注影响字形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书写因素，这一点也是有道理的。黄侃先生说：“笔势不过一点一横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多，而其势不得不有所避就；或小变其笔势，又或求字体之茂美，则增加其笔画。亦有无可变易，而其势不得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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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或小变其笔势，又或求字体之茂美，则增加其笔画”来论述汉字笔势的变易，正是看到了书写审美的需要对汉字演变的作用。

本书是对两汉碑刻隶书字体演变的研究，以汉字字体学理论为指导，注意与汉字的结构（构形）研究相区别，注意与书法学的研究相区别，分析字体特征，并从书写角度分析总结字体演变的规律。

（二）提取特征的方法

研究字体，诚如王宁先生所说，对其属性无法做到穷尽性的分析与精确的衡量，但是我们可以采用特征提取的方法来研究，具体讲就是用一些可操作的方法把影响字体风格的特征一一提取出来，加以分析。王宁先生还说过：“一部分字体特征属性分析的可操作性，可以减少字体研究的神秘化，使字体理论不再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为字体问题成汉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奠定了基础。”
 
[10]

 因此可以说，有效的、可操作的特征提取法是汉字字体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

（三）特征描述的方法

提取特征法运用的下一步就是特征描述法，也就是说，具体特征提取出来之后，还需要对这些特征进行语言的描述。这与用形容词或比喻句的书体风格的描述有所不同，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对具体字体特征的理性客观的描述。如对笔画特征的描述：“横波是横向平置的波画，它的特征一波三折，‘蚕头雁尾’明显，多处于字的主笔地位；基本写法是逆锋起笔，并稍向左下方按笔，然后转笔向右上回锋，形成蚕头，接着向右行笔，收笔时逐渐按笔并顺势向右上方挑起提锋，如[image: ]
 。”

描述特征法运用起来比较自由灵活，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也会产生模糊朦胧与主观妄评的弊端，所以需要在描述中插入较多的比较，用大量的实例来提高它的具体性与客观性。

（四）比较分析的方法

为了更客观地说明两汉碑刻隶书的字体特点与规律，明确它们在汉字字体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不仅要从共时角度对不同地域、载体的两汉碑刻隶书的字体现象进行比较分析，而且还要从历时角度把两汉碑刻隶书与其他时期的文字进行比较，具体说就是与甲骨文、金文、睡虎地秦简、西汉简帛、楷书等进行历时的对比，分析字体演变的轨迹。这样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就能全面、清晰地对两汉碑刻隶书进行准确的定位和系统的研究。

（五）统计量化的方法

以往研究文字字体演变，往往采用局部的或举例性的文字资料，这自然会影响到方法的科学性以及结论的准确全面性。要系统研究两汉碑刻隶书的字体演变，就要在两汉碑刻材料的收集上尽量做到穷尽，且按照时间、载体、地域、字体特征等要素来分类，并进行数量统计，力求用量化数据来说明两汉碑隶的字体特征及其内在关系。

第三节 研究所用的材料

目前所见到的传世文字资料，从存在状态上来看，分为以字书形式出现的贮存文字和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使用文字两种。使用状态的文字又包括古文献传抄用字和时文（流行于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文体）书写用字两类。我们所见的时文书写用字，主要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进行断代文字研究，从动态的书写角度来描述共时层面上的字体特征，最准确的方法就是从出土的时文书写文字中提取单字，将书写文字转化为字表，根据字表所提供的字形进行特征分析。对此，陈淑梅先生做过详细的分析，她认为利用时文书写用字研究的好处有三：“第一，它可以保证文字形体的共时性，即为同一时代所书写，而且书写的具体时间比较容易确定；第二，它是文字使用现象的自然反映，不像字书文字或古文献传抄用字那样，已经带有了与实际使用不一致的转写因素；第三，它处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是文字实现记录语言功能时的实际形态，因而能准确地显示当时文字使用的时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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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时文书写用字是进行动态字体演变研究的最可靠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文字材料——碑刻隶书，正是汉代的时文书写用字。在确定了以两汉碑刻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大前提下，本书在材料的选取上主要遵循定时、定量和定质三个标准。

一 定时

本书进行的是断代文字字体研究，所测查的文字材料是汉代的碑刻隶书，因此把汉代碑隶暂时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

汉代分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西汉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5年；东汉始于公元25年，终于公元220年；其间，经历了短暂的新莽政权（公元9—23年）和更始政权（公元23—25年）。后人通常将西汉和东汉合称为两汉。两汉历时400余年，时间跨度很大，社会用字的风格、字体存在很大差异，这正为我们研究两汉的字体演变与风格特征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西汉碑刻虽然数量很少，而且字体演变进度明显晚于同时期的简牍，但它们却恰恰反映了石刻隶书由萌芽到成熟的过渡状态，正是我们研究字体演变不可或缺的材料。东汉碑刻蔚为大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汉隶文字资料，其刻字代表了汉隶的最高成就，为汉隶字体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碑刻文字基本上能保存当时手写文字的原貌。虽然碑刻文字最终是经过镌刻上石才得以存世的，但是镌刻基本上是忠于墨迹的。这是因为汉代人民对文字以及“对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怀有一种敬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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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们书法能力甚或文化水平不高，但在刻字时也会尽量模仿原来书迹，努力保持原样。所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字体上，两汉碑刻的隶书材料都符合我们对文字材料的选择标准。

二 定量

由于时间和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两汉碑刻全部收集起来，我们所进行的是定量研究。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碑刻高峰，从历代碑目著作的著录来看，数量很多，但目前存世的汉碑有多少，由于各家统计的方式和标准不统一，所以尚未有准确的数据。朱剑心统计两汉碑刻：“自道元以来，见于诸家著录，或存或亡或残泐，约计300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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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统计出来的“300余品”并未说明是否流传至今，甚至也包括了“或存或亡或残泐”的碑刻。那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汉碑（包括拓本）有多少呢？徐畅说：“据我的推测，石存加上拓本（即原石不存）和建国后出土的新碑，现存约有300种以上。其中大多数集中于桓灵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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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估计在近年出版的《汉碑全集》中得到了证实。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徐玉立先生主编的《汉碑全集》，共分六卷，基本上囊括了目前存世的石刻拓本，共收录拓本285种360件，其中隶书碑刻240余种。这是收录两汉碑刻文字资料最多最全的一部典籍，是我们选取材料的主要来源与依据。

我们所选取的材料，就在这200多块隶书碑刻之内。

三 定质

在这些数量有限的汉碑拓本中，为了文字测查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我们不准备一律兼收并蓄，而是择优选取。具体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一）字体标准

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两汉隶书的字体演变，所以在材料选择上，不仅选取成熟的八书隶书，如《张迁碑》《熹平石经》《曹全碑》等；同时还选取无波磔的隶书，如《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建宁三年题记》等；另外，一些带有篆意的隶书或篆隶结合的碑刻，如《祀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等，能够为我们提供碑刻文字由篆到隶演变过程中有用的信息，也被列入选用的范围。但是在东汉早期出现了一些泯灭手写字体特征，片面强调字形装饰美的所谓“美术体”隶书，多存在于画像石题记中，如《呜咽泉画像石墓题记》《王得元画像石墓题记》《郭稚文画像石墓题记》等，这类隶书完全背离了书写的本质含义，所以不在我们字体考察的范围之内，这类碑刻我们不予选用。

（二）拓片标准

我们使用材料主要来源于《汉碑全集》。《汉碑全集》收录碑刻拓本300余件，它收录的原则是：第一，伪刻不选；第二，重摹本选用；第三，尽可能使用善本拓片，还收录一些原石碑刻。对此，我们选取材料时做了以下取舍。

（1）重摹本不选。重摹本是按照拓本将碑文描摹下来。描摹时难免带有主观的臆断，有时甚至把字样摹错，所以很难断定与原拓本是否完全一致。这就影响到字样提取的准确性，对此我们弃而不取，如《何君治道造阁碑》《夏承碑》《杨著碑》等。

（2）字迹不清的不选。为了保证字样提取的准确和客观，碑刻字迹漫漶不清或残泐过甚的基本上不收录，但不排除参照个别清晰的字形。如《潘乾碑》《武斑碑》《为父通作封记刻石》。

（3）残碑选用。残碑中无论字数多少，只要字迹清晰，都予以选用。如《贰用等字残碑》仅两个字，但字迹清晰，隶书特征明显。再如《元孙残碑》《正直残碑》《皇女残碑》等，虽然字数少，但字体特征的表现不受影响。

根据上述定时、定量、定质的标准，本书共选出两汉碑刻160种，大多数是墓碑，还有部分摩崖、题记、黄肠石及券约刻石。根据前面对汉碑数量的统计，现存汉碑除了漫漶不清的，基本上已被我们选用。从字数上看，碑刻字数不等，最多的有900多字，如《曹全碑》；最少的就两个字。所录碑文的总字数为15856个，其中不重复单字2277个。具体碑目及部分汉碑资料简介见附录二。

第四节 具体操作程序

根据选取材料的标准选出碑刻拓片，之后我们将进入以下操作程序。

一 录入碑文

由于我们的研究需要处理大量的碑刻字体图片，同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检索，所以将所选用的纸质的碑刻材料，利用扫描或拍照的方式逐一录入电脑，以备编辑剪切之用。

二 提取字样

我们将碑文中字迹清楚的字逐一复制下来，按照部首排列法将其重新整理组合，并统计出不重复字样的字数以及每个字样的字频数。

三 字样分析

我们参照甲骨文、金文、小篆、秦简、西汉简牍等文字，对两汉碑隶的字样进行形体分析，从中发现和总结出种种文字演变的现象，然后利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分析的结果进行归纳。

四 制定字表

根据字样分析的结果，制定出能够反映每个单字形体演变过程的两汉碑隶单字演变字表。

五 理论阐述

对材料中出现的种种文字现象，从文字内部、书写本身、社会因素等多个层面进行理论阐释，力求对字体演变的现象与规律做出客观准确的解释。

第五节 研究的相关说明

一 “碑刻”概念界定

以石质材料为书写载体的铭刻文字谓之“碑刻”。从广义上说，碑刻既包括石质材料刻写的语言文字，也包括用石质材料镌刻的图案、画像、雕塑等。但从狭义上讲，碑刻只是指承载了一定语言文字信息的石质载体。我们研究字体、选取材料正是从狭义角度出发的。

当然，如果深究起来，碑原本只是竖石，而有些石刻文字如摩崖刻石、石阙铭刻、黄肠石题字等，本来是很难谓之“碑”的，如果称“石刻”，倒是可以涵盖。但是石刻本身还包含图案、画像等非文字信息。基于“碑”的概念已经泛化，所有的石刻文字都可以称为“碑刻”，所以我们承用了“碑刻”这个名称。另外，我们使用“碑刻”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能将非文字的石刻部分排除在外。

二 研究中所参照的字体说明

我们要分析两汉碑隶形体的字体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自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在汉字演变的线条链上做纵向的比较，因此，我们把秦简和西汉简牍文字作为参照字体。

为什么选择秦简和西汉简牍文字进行参照，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在寻求形体演变的历史时，只要追溯到最近的源头就可以了。隶书定型之前最近的源头就是古隶，因此，古隶是我们分析形体演变的最好的参照系。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竹简，即睡虎地秦简，其字体已呈现出隶书的特点，被称为“秦隶”或“古隶”，是隶书早期的萌芽阶段。与我们研究的汉代隶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将秦简文字作为参照字体，能更清晰地考察两汉碑隶字样形体演变的轨迹。西汉早期的简牍文字，如《马王堆帛书》等，字体上虽然比秦简更进步，但仍然属于古隶范畴，所以在我们参照标准之内。至于西汉中晚期，如《居延汉简》等简牍文字已接近成熟隶书，字体上，与我们研究的东汉碑隶同属一个平面，但毕竟有时间上的跨度，东汉后期碑刻隶书的创作多少会受到简牍文字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文字吸收进来，以期更全面地分析文字演变的现象。我们研究的碑刻文字与简牍文字不属于同一个书写载体，在书写上自然会有差别，但是镌刻基本上是忠于墨迹的，碑刻文字能保存当时手写文字的原貌，基本不影响与简牍文字的参照的准确性。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字无法在古隶材料中找到字源。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还把参照视角转向小篆，因为小篆与古隶是同时期的文字，有一定的相承相似之处。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许慎整理，小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是现存的最完整的古文字体系。然而实际上，我们也并非完全拘泥于《说文》，对于一些无法从小篆找到合理解释演变的情况，尽量参照甲骨文、金文。

总之，我们是参照甲骨文、金文、小篆、秦简、西汉简牍等文字，对两汉碑隶的字样进行形体分析，从中发现和总结出种种文字演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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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两汉碑刻文字研究概况

中国古代“金石”并称，可见石是重要的文字载体之一。早在殷商时代，石刻铭文就已经萌芽，现存殷商石刻文字的实物有《小臣係簋断耳铭文》和《妇好墓石磬刻文》。春秋战国时期，石刻开始多起来，规模较大的当数《石鼓文》，此后还有《诅楚文》等。秦统一之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峄山、泰山、琅邪（玡）台、之（芝）罘、碣石、会稽等地刻石铭功；秦二世时又在每处刻石上加了一道诏书，说明这些石上的文字是始皇刻的”
 
[1]

 。可见在秦代，刻石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碑刻之风兴起，镌刻的碑石遍及天下，冢墓神道、宫宇庙祠、道桥闾里，处处有碑。而且石刻讲究美观，精心制作，出现不少形体高大、镌刻精美的名碑，如《曹全碑》《鲜于璜碑》等。后代的石刻，虽然有所开拓，“但大抵都遵循着汉碑的格局，沿着汉碑的矩范向前发展”
 
[2]

 。

就碑刻的文献情况来看，所反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文字的真实性比较强，这是“因为碑刻文字一经上石，本身就不易改动，在出土之前，深埋地下，无人篡改，一如地下档案；一经出土，便成了最原始的文献资料，属于一次性文献”
 
[3]

 。毕沅《关中金石记》的卷首钱大昕作的序中也说：“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
 
[4]

 由此可见，碑刻文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事实上，碑刻在产生之初，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并且逐渐形成中国传统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学问——金石学。金石学萌芽于汉魏，“金石之学，始自《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载秦刻石名山文”
 
[5]

 ，当为碑刻研究之始。北魏《水经注》比较详细地著录了汉魏碑刻120余种，但尚未涉及文字学意义上的研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研究应开始于宋代。自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之后，收集研究碑刻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至清代发展到鼎盛。由于汉代是中国碑刻的第一个高峰，数量上和规模上都超过前代，对后世的启示也极其深远，所以汉代碑刻历来是金石学收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两汉碑刻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几个世纪以来的碑刻研究，前人对汉碑的研究很多，其成果涉及很多方面，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料著录的成果

前人对碑刻的研究是从整理原始资料开始的，现在所见到最早著录石刻的专书是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此后又有不少新作，而以清代为鼎盛。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著录的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碑目的会纂

所谓碑目的著录，就是将碑刻（包括原石、拓本以及已经遗散的碑）按其名称会纂排列，编成碑刻目录，以便研究者收集、查找和研究。碑目的著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纯的“录目”，即仅将所见的碑刻按名称编纂成书；一种是“跋尾式著录”，即在编纂目录的同时，还在碑文后面（或拓片后面），对该碑的有关信息，诸如发现地点、时间、字数及其残泐、流传情况等，作简要介绍。

1.通代目录

现存最早既存碑目又有考证的著作是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集古录》是现存第一部碑目著作，收录周代至秦汉隋唐五代的金文石刻。有跋尾400篇以上，主要内容是考证碑刻的形制、源流，评判各拓本的优劣和真伪。此后，赵明诚作《金石录》，他收集古器物铭文及汉唐石刻2000种，写出跋尾502篇。其中222种是汉碑材料，相应的跋尾有138篇，跋尾的内容主要是订正《集古录》等金石学著作的错误，并且兼评各汉碑文字的书写特点。

清代金石学家沿袭宋人开创的体例，涌现出大量的碑目著作，他们在内容上有了进一步的开拓，更注重材料的考证以及碑刻文字的释读等。其中精深的、规模较大的有：清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6卷，“收录汉代以来碑石百余种，用碑文证明经史，考证多详赡，证据今古，辩正讹误，多有精到见解。又仿《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例，附于文末，开收录碑版异体字的先河”
 
[6]

 ；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8卷；吴式芬的《捃古录》20卷；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录》18卷等。以上著作都是金石兼采。清代专门收录石刻目录的著作有：

清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共12卷，专录石刻目录，收周秦至元代的碑刻、拓本材料7853件，“其体例是以碑刻产生年代先后编排；每种碑记录碑石制作时间，撰文、书写、镌刻人姓名，碑额题刻，碑石字形字体，碑刻所在地等”
 
[7]

 。是中国碑石著录较为完备的著作。其后有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5卷、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2卷等对其进行增补。

清方若《校碑随笔》，收录历代碑刻拓片，按年代会纂成目，并加以考证。他主要“侧重于碑帖版本的汇录、考证、校勘、鉴别。……举出拓本各种版本的文字异同、阙泐情况，对石刻形制、内容、文字书体、流传、保存等情况作了具体的介绍”
 
[8]

 。今人王壮宏在原书的基础上，增补成《增补校碑随笔》。

2.断代目录

清翁方纲《西汉金石记》，此书开断代编纂石刻目录的先河，共收录两汉时期有年月记载的金石文98件，其中石多金少。“该书在每碑之下，历数碑之各种别称，以得识记；用楷书移录碑文，标注碑文的行文体例、行次；标明立碑年月，引用各家对碑刻的考证，说明原碑的形制、尺寸以及出土所在的地点。”
 
[9]



施蛰存《汉碑目录》，该书收西汉碑刻22种，东汉388种，收集广泛，资料丰富，考辨周详细致，多真知灼见。

（二）字形的会纂

字形的会纂是将碑文以字为单位影印或摹写下来，按一定顺序编成字典或文字编，以供人们检索字形之用。

宋代洪适《隶释》是一部碑帖考证汇编，该书先将隶书石刻文字用楷体写出，异体字保留原状，然后分别附加考释。该书是最先刊录碑文的著作，但已经开始对字形的考释与整理。专门考释碑隶的字汇始于宋代娄机的《汉隶字源》，这是一部隶书文字的汇编，是研究隶书和古今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此外，刘球《隶韵》也是一部汉隶字典。全书10卷，辑录了两汉以来庙碑、墓碣、遗经残石等上的隶字，并分别注明出处，是研究汉字发展的重要资料。

清代字形辑录的书籍主要有罗振鋆的《碑别字》5卷，罗振玉续辑《碑别字补》5卷，二者合并为《增订碑别字》5卷，后罗福葆增辑《碑别字续释》1卷。此外还有顾蔼吉的《隶辨》，该书收字较全，字形著录准确，体例完善，是汉碑隶书文字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翟云升《隶篇》15卷，用双钩描摹碑刻原字，尽量保持原字形态，这对文字研究，尤其是字形结构研究有一定帮助。

近代字形辑录的著作主要有：秦公的《广碑别字》，199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影印出版，该书收录了历代近3000种碑石中的别字，共收字头3450余字，重文别字21300余字，为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提供了字样库。另外，范韧安主编的《中国隶书大字典》是对字形的客观汇录，该书的特点是影印原迹，因此在断代字形分析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以上所述字形的汇编的目的不尽相同，如《隶辨》《广碑别字》是侧重于各个字形之间的形体和功能关系的呈现，《汉隶字源》《隶释》是侧重于字形的考释，而《中国隶书大字典》则是从书法学的角度为书者提供真实的资料。但是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字形演变的资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三）碑文的著录

碑文的著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抄录式，一种是集拓式。

1.抄录式著录

抄录式著录就是将碑文抄录下来，汇集在一起并加以整理与注释。抄录式碑文的整理始于宋代洪适的《隶释》，以后历代都有，但数量不等，质量也参差不齐。直到王昶《金石萃编》的出版，才有了新的突破，但体例和方法仍有不科学之处。20世纪以后，才真正走向科学道路。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收录汉碑59种，每通碑都包括立碑年代、形制、大小、出处及流传情况、文字字体、书法特色等方面的详细说明；对碑刻生难字词和模糊文字进行注释，并收集各家对文字的考释，评判其优劣，决定其取舍；每文后还附录其相关的研究资料。这是一部比较精善的汉碑注释书，是我们研究汉碑文字的重要参考书。

袁维春《秦汉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考释秦汉碑刻93通，每碑都是逐行进行文字释读、考证，以石证史；还对书法艺术进行了赏析，阐发书法流变。

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该书以汉代碑刻、云峰刻石、北朝摩崖刻经、汉至唐墓志为考察对象，集中研究碑刻的出土时间、流传情况、真伪鉴别等，并对碑文进行释读、考证。后附有山东现存碑刻一览表。

2.集拓式著录

集拓式著录就是将碑刻拓片收集汇编在一起，以便学者对碑刻文字进行研究。碑刻得以保存和流传，功劳最大的要数拓片。单个拓片固然重要，但是由于分散在各地，不便于搜求利用，更不利于保存。于是便有有识之士进行拓片的汇集、整理，并利用现在照相制版技术，编纂成册，使碑刻拓片得以流传，为碑刻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兼收各类碑刻，按时代编排，分装101册，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部通代碑刻拓片影印集，其中影印汉代石刻拓片181块。

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分6卷，基本上囊括了目前存世的两汉时期的石刻拓本，共收录拓本285种，360件，其中隶书碑刻240余种。这是收录两汉碑刻文字资料最多、最全的一部典籍。

此外还有《中国美术全集·商周至秦汉书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收集汉代碑刻拓片50余种；《中国美术史·秦汉篆刻》也集中收录了56种两汉碑刻拓片。还有一些中小型的专门收录汉碑拓片的著作，如《汉代碑刻隶书选粹》《齐鲁碑刻》《济宁碑刻》《孔孟之乡石刻碑文选》《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汉碑三种》等。

拓本的汇集辑录可使我们直观了解文字的原始面貌，进而可为分析字形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 书法研究的成果

我国从理论上研究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东汉崔瑗《草势》、蔡邕《篆势》等，但从书法理论的高度分析碑刻的书法，则兴盛于唐代。如张怀瓘《书断》、窦暨《述书赋》、徐浩《古迹记》、李嗣真《书后品赞》等，都是“将碑刻铭文和书法艺术研究相结合，对书体特征、书体流变、书法艺术技巧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中肯评价，大大丰富了书法评论史的内容”
 
[10]

 。

至清代，汉碑研究几成风气，这与当时书法的发展不无关系，“18世纪70年代以前，清代书法发展的另一个趋向便是不为时尚所惑，从汉碑入手，重新认识汉隶并加以创新，由此开满清一代碑学之先河”
 
[11]

 。可见清代碑学的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法学的推动。许多汉碑拓本的流传，也是出于书法上的需要而对拓本进行收集，并得以保存。

当代书法研究中，汉碑书法仍然是其重要内容。一些书法杂志，如《书法》《书法艺术》等，刊登了许多研究汉碑隶书的文章。目前唯一的一部以《汉碑研究》为名的论文集就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省分会负责编辑的。书中大部分文章是从书法学角度研究汉碑文字的，研究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泛，几乎涉及了汉碑书法的方方面面。

学习隶书要从汉碑入手，已是古今书家的共识。这是由于汉碑（尤其是东汉碑刻）隶书是笔法与形体极为正宗、完美的书体。现代学者对隶书书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基本笔画的命名

关于隶书基本笔画的命名，学者们的结论各有千秋。马广文在《隶书用笔四十八法》中，把隶书基本笔画归纳为左波、右磔、横、竖、点、挑、钩、折八种。
 
[12]



谷溪在《隶书笔法与汉碑》中指出汉碑隶书的基本点画是点、横、竖、撇、捺、钩、折、提八种，并具体分析了笔画的不同形态及其对字体结构产生的影响。
 
[13]



滕西奇的《隶书写法与汉碑注释》归纳出点画、平画、波画、捺画、撇画、竖画、钩画、折画、提画九种基本笔画。
 
[14]



袁金麟的《隶书基础》则归纳为平直状、斜行状、转折状、钩状、点状五种，并总结出收敛型字头、延展型字底、收敛型字底、延展型字旁等偏旁部首，又从笔画组合的规则、搭配的要求、特殊形态的处理分析了隶书的间架结构。
 
[15]



以上关于隶书基本笔画的命名虽然表述不同，但分类基本一致。这为我们对碑隶笔画的分类及其分析描写提供了参考。

（二）关于结体特征的总结

关于隶书结体特征的总结也是各有不同。马广文的《隶书结体三十八法》根据汉碑隶书用字的特点，从整字、偏旁和笔画三个方面分析出38种结体特征，其中整字方面有“因字立形”“疏密相附”“化繁为简”“承篆结构”“异写结构”“承简结构”“大小参差”等；偏旁方面有“偏旁独立成形”“部首错位”“偏旁移位”“同旁异态”等；笔画方面有“横置平行”“短竖破整”“增笔结构”“巧借笔”“并列竖画多相背”“波磔分背”“点画错位”“点画移位”等特征。

滕西奇的《隶书写法与汉碑注释》从字形结构入手，分析出“均衡”“盖尽载起”“包围妥帖”“开张”“因字立形”“避就”“变化”七种特征。
 
[16]



方传鑫的《隶书10讲》同样以汉碑隶书为例，分析出“独立成形、笔势连贯、形断意连、突出主笔、形态多变、因字立形”等特征。
 
[17]



汉碑隶书的书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隶书的文字学研究。陈淑梅先生将书法研究对文字学研究的影响价值分析为三个方面
 
[18]

 ：其一，材料方面，由于书法学的需要为汉隶的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可靠的字形资料。其二，字形释读方面，书法家研碑学字，必须先识字，因此非常重视对字形、字义的考据，“同时，由于字形结构和书体风格对字形的识读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利用书体风格进行字形考据方面，他们独具优势”
 
[19]

 。其三，文字学理论方面，有的碑刻研究已不是单纯的书法研究，而是与文字学理论相结合，探索字体演变的规律。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书法学家启功先生，他的《古代字体论稿》就是在书法与文字学相结合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字体理论。这对“汉字学界对隶变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

 。这三个方面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两者的影响关系，对此我们非常赞同。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书法学一定的书写规则，也非常有利于文字学的字体乃至字体结构的研究。因为我们研究字体结构，离不开书写用笔这一重要因素，而书法学所讲究的一些书写规则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

三 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

近年来，碑刻文字研究，随着大量新文字材料的出土，在语言文字界兴起了一股新的热潮，内容主要集中在隶变理论探析、相关文字研究及刻字构形分析等方面。

（一）汉代文字研究

汉代文字经历了一场大的变革，即隶变。隶变的发生意味着古文字字形的解体，方块形汉字的确立，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尤其是20世纪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文字材料，这为汉字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纷纷利用这些材料，对隶书特别是隶变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隶变理论探析

1933年杨振淑的《隶变考》，发表于《女师学院期刊》1卷第2期。该文主要通过360余个汉字，对小篆演化为隶楷的过程作了具体描述，并说明了隶变过程中汉字形体的显著变化。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沿承了《隶辨》的模式，用具体字例来描述隶变体例，不足之处是，文字罗列杂乱，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

1950年蒋善国先生的《汉字形体学》一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着重指出了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变，从分化和混同两方面分析归纳汉字“隶变”的规律，经增补，共得出小篆分化为隶书的偏旁和隶书混同小篆的偏旁443个，这443个偏旁是其归纳小篆变为隶书、真书的规律。这些都为我们进行断代分析隶书形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1987年蒋善国先生出版了另一部著作《汉字学》，该书专设“隶书和隶变的重大作用”一节，从动态角度对隶变过程进行研究，最后总结了隶变的规律。他认为：“在整个隶变的过程中，造成隶变复杂化的，共有三种因素：偏旁化、省体和讹变。讹变的结果，有时造成混误。”
 
[21]



1987年姜宝昌的《文字学教程》用一章的内容，着重探讨了“隶变和隶变规律”。文中将篆文同汉碑以及部分简帛文字进行比较，用大量的例子解释了“隶合”“隶分”的现象，并从结构、笔画和部件位置三个方面的变化探讨了隶变的某些规律。

1988年袭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中专设一节“汉代隶书的发展”，主要是利用汉代碑刻的资料，从字形构造和书体两方面来加以说明的。认为“西汉武帝时代可以看作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时期”
 
[22]

 ，在此基础上对“古隶”“汉隶”“八分”等概念作了解释并分析它们得名的原因及形成的过程。这是本书选定研究材料、界定隶书形变阶段的重要依据。

1993年赵平安先生的《隶变研究》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利用新出土的秦汉文字资料分析了隶变的性质和特点，阐述了隶变的现象和规律，探索了研究隶变的途径、方法，并对隶变阶段未识字进行了考释。该书无论在深度或广度方面都超过了前人，是隶变研究的突破。

1997年任平先生的《说隶》论述了隶书的产生和演变，并对文字演变中书写活动的影响、笔法对形体构造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形成了“文字动态研究”的新观点，该书对我们从动态角度分析字体演变具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2006年刘钊先生的《古文字构形学》中专设有一章“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论述篆、隶体在汉字形体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所举字例，则多用到汉代碑刻资料。

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刘凤山的博士论文《隶变研究》，则从隶变原因、隶变过程、隶变表现、隶变规律、隶变影响等方面，较为综合客观地分析了隶变中种种复杂的现象。

通过学者们的研究，秦汉之际的文字面貌逐渐变得清晰，隶书和小篆的关系也得以明确：它们不是前后继承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两汉正是这两种字体的过渡时期，能准确地记录两者从互相交替到完全替代的演变过程。

2.隶书发展史的研究

关于隶书发展史的研究，现代学者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孙静远《汉隶的演化过程及风格特点》（《艺圃》1997年第3期、第4期）从线条的确定、抒情与表现的追求、笔法的丰富三个方面论述了汉隶演化的过程，同时还分析了不同书写材料下的隶书在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

朱家溍《汉魏晋唐隶书之演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以石刻隶书为例，分析了从汉到唐代隶书的发展演变及其在各个阶段的特点。

张同印《隶书津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比较系统地对隶书进行论述的专著。该书对隶书的产生及发展、隶变的意义、历代的隶书书论和隶书名迹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评析。

尹忞《略论隶书的产生、发展与分类》（《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论述了隶书起源的几种说法，并认为隶书的成熟期是西汉晚期，还把汉代名碑分为方正古拙、法度严谨、风姿秀美和峭拔怪异四类。

李中原《隶书流变及审美特色》（《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隶书从战国两汉一直到清代的发展过程及其不同时代所存在的不同特点。

程志强《古代隶书的发展与鼎盛时期》和《古代隶书的衰落与复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9期）这两篇文章相继地论述了隶书的发展、鼎盛、衰落与复兴。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隶书在不同时代发展的情况及隶书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等，更有助于我们从纵向上把握对两汉石刻隶书的研究。

（二）两汉碑隶的研究

汉代碑隶接近于成熟的隶书，东汉碑隶更是汉隶的代表。然而对汉代碑刻文字的研究，远远比不上西汉简牍文字的研究成就。对两汉碑隶进行文字学研究的成果，可总结为如下。

1.西汉碑刻文字研究

由于西汉碑刻数量稀少，大多是题名、题字一类的小型刻石，不仅形制小而且字数也少，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在异常辉煌的东汉碑刻的比衬下，其价值容易被忽视，所以对西汉碑刻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徐森玉先生《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第5期）一文，打破了西汉碑刻研究的尴尬局面。文中对10种西汉碑文逐一介绍，并做必要的考释、补正等工作，进而探讨汉字的演变，书体、书法的沿革。

近年任晓明《从西汉刻石看隶变》（《书法世界》2004年第4期）一文，从体势、结体、章法等方面探讨了西汉刻石在隶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西汉刻石以其“不受幅面空间限制、随幅面大小来调整布局”的天然优势，完成了“汉简中几乎不能完成”的隶变中整体布局的创造性发展。

张秋霞《试析西汉刻石文字对简牍的接受》（《书法赏评》2010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西汉刻石与简牍文字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西汉刻石文字的字体性质，认为西汉刻石中“所谓的‘过渡书体’，只能是简牍隶书到石刻隶书的‘过渡书体’，而不是文字演进性质的‘过渡书体’”。

2.东汉碑刻文字研究

东汉碑刻数量蔚为大观，东汉隶书刻字得到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其成果按内容来分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字体的认识。

启功先生说：“所谓字体，即是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
 
[23]

 我们文字研究用的是第一个含义。东汉碑刻隶书已是成熟的八分书，直接来源于古隶，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这种字体的明显特点就是左掠右波、蚕头雁尾，笔画粗细有致，结构布白匀称，重心平稳，字多呈方扁形。

二是关于汉隶笔法的认识。

关于汉隶笔法的形成，各家有不同的认识。裘锡圭先生解释说：“在抛弃了正规篆文的笔法之后，如果把字写得很快，收笔时迅速提笔，横画和向下方的斜笔很容易出现尖端偏在上方的尾巴，如果把这种笔法‘正体化’，八分的挑法就形成了。”所以他和魏建功先生一样认为“八分的挑法是草书笔法规整化的产物”。
 
[24]



王凤阳先生也认为汉隶笔法的形成是“草率隶书的规范体”
 
[25]

 。

而蒋善国先生说：“东汉的隶书，是西汉隶书的艺术加工和美化，字形较西汉隶书方整，而笔画添了波折和挑法（弯钩）。”
 
[26]

 可见，“汉隶笔法是艺术化的产物”是蒋先生对笔法的认识。

三是关于刻字构形的分析。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构形史”系列丛书的出版，是汉字构形学研究的新成果。其中陈淑梅的《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依据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把东汉碑隶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通过对字样的分析以及构形要素、构形模式的考察，来研究整个东汉碑隶构形系统。这是关于东汉碑刻文字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为深入研究汉字构造与演变规律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和重要的理论参考，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平台。

西南大学2008年张双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魏晋碑刻简体字研究》也是在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两汉魏晋碑刻文字简体字的构成进行了研究。

四是其他相关文字研究。

毛远明先生《汉魏六朝碑刻文献文字研究的初步设想》（《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详细讨论了对汉魏六朝碑刻文献进行文字研究的具体内容、价值，并对研究的思路、步骤与方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黄敏先生《从汉魏六朝碑刻看形似字的区别特征》（《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月）一文针对汉魏六朝碑刻中存在的不少形似字，分析了各类区别性特征的产生、发展演变，对于认识汉字内部系统的矛盾以及人们对形似字的改造、对区别性特征的筛选，具有积极的意义。

南昌大学2007年于彦磊、丛彩云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石刻文字研究》和《两汉碑刻中的篆隶研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张站立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石刻隶书形变研究》，分别从书法角度和文献学角度对汉碑文字进行了研究。他们探讨了汉碑的形制、种类，辨别了“汉隶”“八分”“古隶”“篆隶”等概念，重点分析了两汉碑刻中篆隶体的字体特点、具体分类及发展方向等问题。

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吴文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汉碑文字研究》探讨了汉碑文字字形演变的规律、汉碑中的俗体字的产生及发展去向，此外还收集整理了东汉碑刻中的通假字，并利用这些材料为东汉时期的语音研究提供佐证。该文的一个研究特点就是从传统文字学的角度对汉碑文字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第二节 当前两汉碑刻隶书研究的不足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三个方面的研究各有特点，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就资料著录方面来说，这项工作自古至今从未间断过，可借鉴的成果皇皇可观。书法的研究多侧重于书体的演变，研究者对书体的特征特别敏感，往往独有心得，但是他们涉及字形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书家对字形的描述多带感性色彩，文学描述的成分比较多，如多用“宽博苍浑”“灵润潇丽”“方整朴茂”“清秀刚健”等模糊的概念，尚未有科学的理论标准来加以规范。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尽管成果累累，但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 个体字形考证和举例性的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比较缺乏

历代学者对碑刻文字的研究成果确实很丰富，在某些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深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传统文字学研究目的（以解读文献为实用目的）的局限，常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单个汉字的考据。对碑刻文字的研究也常如此。如宋代洪适的《隶释》《隶续》，娄机的《汉隶字源》等，都是在解读碑文这一目的的前提下，进行的个体字符的考证，原则上还谈不上是文字学的研究。在当代，学者们虽然有意识地使用碑刻隶书材料来研究隶变现象和隶变规律，但大多数是举例式的，只限于从中选取个别字例加以佐证，尚缺乏总体的、系统的测查和研究。

我们认为，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是具有系统性的，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还不能称为汉字史。在个体字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而陈淑梅先生《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中对东汉碑隶进行的总体测量和探讨，则是对碑刻隶书系统性研究的一个开拓。但是汉代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西汉是必不可少的，尤其研究汉碑隶书，西汉碑刻上篆隶嬗变的字体正是考察碑刻隶书形体演变的重要依据。撇开西汉，对整个碑隶演变系统来说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选择两汉碑隶这一历时又相对共时的文字材料进行全面测查，力求揭示隶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为建立科学的汉字史提供依据。

二 隶变研究侧重在静态的结构分析上，动态的演变分析比较薄弱

汉字自产生到现在，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汉字的发展演变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根据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汉字的静态分析主要侧重在结构上，具体包括汉字字形的组合及其组合方式，即汉字的构字部件、构字部件的功能及部件之间的组合方式等方面。隶变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集中在静态的结构分析上，注重的是结果的对比。具体就是将篆书、隶书两种成熟的字体分别进行描述，然后加以对比，进而描写两者的差别。至于隶书是怎么演变过来的、隶变过程中种种文字现象是如何形成的等诸多问题，尚未涉及。

汉字的动态分析则注重于演变过程的考察。其实随着地下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到从动态的角度考察隶变的过程，如唐兰先生把隶变过程称为“演化”，认为字体的变化是在“不易辨觉的小差别”开始的，比如“笔画的肥、瘦、长、短、斜、正”
 
[27]

 等，之后，这些小差别经过不断的改造，最终变成一种新的字体。对此启功先生也说道：“古代有些字体风格，从甲一大类型变到乙一大类型时，也常是从一些细微风格变起的，例如篆和隶现在看来是两种大类型，但在秦代，从篆初变隶时的形状，只是艺术风格比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已，这足见字体的演变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
 
[28]

 这些真知灼见，足以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动态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汉字字体学建立以后，借助书写因素的分析与考察，动态地描述各个时期字体的演变，进而揭示汉字字形演变的原因与规律已成为重要的研究任务。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很缺乏，除散见在汉字结构学著作中部分章节的演变性研究，尚未见到专门探讨的论著。

三 隶书研究的视角转向汉简，汉碑隶书受到冷落

发现汉简之前，石刻文字几乎是研究隶书的唯一材料。但是20世纪以后，随着古代字迹的大量出土，研究者的视角开始转移，简帛材料成为隶变研究的主要文字，而对汉碑文字多是例证试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新出土的简帛文字极大地改变了对于字体演变的传统观点。此外，简帛文字体现的是日常手写墨迹，能准确地反映隶变过程，所以首先被关注，并逐渐取代汉碑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材料的限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秦隶上，成熟的汉隶则只处于附庸地位。然而对汉碑隶书文字学价值的忽视，同汉隶在汉字史上所处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因为隶变的完成、汉隶的成熟最终是在汉代碑刻文字中体现出来的。汉隶是秦隶的直接继承者，在它之后紧接着就是高度符号化的楷书。缺乏对汉隶字体特征的全面描写与分析，就无法写出完整的汉字字体演变史，字体理论的科学性也将会大打折扣。然而对整个隶书系统的历史演变研究，目前还很缺乏。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汉碑以往的研究集中在碑文的释读与考证，以及汉字结构的分析上，对汉字的另一本体——字体的研究，即着眼于文字学角度的字形特征的描述、字体风格的分析及其对汉字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穷尽性的考察、系统性的分析，几乎是个空白。

我们研究两汉碑刻文字，就是要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力求在以下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

第一，以汉字字体学理论为指导，注意与汉字结构研究、书法学研究相区别，运用提取字体特征的方法，分析字体风格，总结字体演变的规律，并尝试从书写因素考察字体风格变化对字体结构产生的影响，且做出客观的分析。

第二，对两汉碑刻进行定时、定量和定质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汉字材料做封闭性、穷尽式的分析，从而描写出两汉碑隶形体演变的总体面貌。

第三，以单个构件为起点，力求整理出能够反映形体演变的两汉碑隶字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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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汉碑刻隶书笔画特征的描写及演变特点的探讨

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释林·序》中说道，研究古文字，除了注意每个字包括形、音、义在内的自身的内在关系，而且还要注意它们同其他字之间或共时或历时的外在关系，也就是“横的关系”和“纵的关系”。
 
[1]

 我们研究汉碑文字，同样也是除了进行静态的构形分析之外，还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形体的演变。蒋善国先生说：“汉字形体的演变分两种：一种是字的结构，一种是字的笔势，即笔画姿态……字的结构，变化很少，字的笔势，则随着新字体的产生而屡经变化。我们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化以研究它的笔画姿态为主。”
 
[2]

 王凤阳先生也说：“线条或笔画的变异是字体研究的出发点。”
 
[3]

 可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不同的笔画形态。所谓“笔画”，就是指从起笔到收结，笔尖始终不离开纸面所形成的一个线条。笔画是最小的书写单位，是构成汉字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汉字字形的基本走向。人们在日常书写时，为了便捷，常常改变笔画线条的形态，产生由长到短、由曲到直和由连到断的变化，这些变化长期延续下来，最终会影响到字形的结构，汉字形体也会随之而改观。由此可见，汉字形体演变是一个以笔画变化为先导，由细微而至显著的渐变过程。同样的，一种字体风格的形成，笔画形态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某种笔画的固定书写特征直接关系到字体风格的变化。因此，笔画形态是我们对汉碑隶书字体研究着手考察的起点。

第一节 碑隶笔画形态及书写总特征的描写与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笔画”的概念，即一个个不间断地一次连续写成的线条，那么“笔画形态”自然就是单笔画的姿态了。秦永龙先生说：“在整个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笔形的变化发展始终起着先导的作用。”而“笔形，就是一个个独立而又具有长短、曲直、粗细等不同的点画形态”。
 
[4]

 他还指出，成熟的字体必然有相应的成熟的点画形态，其形成与完善是渐进的过程。在隶书成熟之前，尚未形成明确的笔画概念，这是因为早期古文字是用线、面来描绘，篆书则用屈曲圆转的线条来构成，早期隶书虽已有了各种笔画的雏形，但形态不固定，篆书的线条特征仍处处可见。直到隶书成熟之后，不同形态的点画结构完全取代了单一的线条结构，字体面貌也焕然一新，笔画才最终得以定型。

笔画的形成与笔法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任平先生在《说隶》中说：“笔画的产生是由笔势和笔法而来。篆书的线条以中锋匀速的笔法写成，力求对称，笔画方向很不一致，书写速度慢。”而隶书为了追求书写的快捷，“在实践中会自然地改变笔法，采用一种只靠手腕带动手指运动，使笔前后左右围绕一个轴心摆动的‘摆笔’笔法”
 
[5]

 ，摆动笔法是靠着手腕的摆动，顺势画出线条，因此线条不会太长，粗细也不均匀，同时还会增加起笔的次数，改连为断，使屈曲圆转的线条变为短笔画的组合。这样，“在线条交接处就容易形成方折，由于右手执笔，运笔以右行为主，则横、捺收笔处易粗，如果提笔向外，就发展成了波磔，摆笔法又与提按法结合起来，提按不仅是由毛笔的弹性所决定的，也是快速书写时不易控制匀速造成的。有提有按也助于快写，并且由此产生了形态各异的笔画”
 
[6]

 。可见，汉碑隶书正是随着笔法的成熟，最终形成了符合自己需要的笔画体系：横、竖、波、掠、点、折。下面我们将逐一描述。

一 笔画形态的描写及其演变情况

（一）横

横就是横向延伸，收尾无波势的笔画，是隶书中最平凡的一笔。其特征表现为画身比较平直，有时也略有向上或向下的轻度弯曲。其实真正平直的横画在隶书中并不多见，这是由于腕关节和笔杆轴点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高度又不一致，摆动时自然会出现程度不等的弧度。综观两汉碑刻文字中的横画，大部分都是看似平直，实际都隐含弯度，大致有向上弯和向下弯两种形态。

平状：起笔藏锋逆入，然后圆转回锋，按水平方向右行，收笔时向左回锋或提锋收住，首尾较圆。

[image: ]
 （阳）[image: ]
 （荡）[image: ]
 （狭）[image: ]
 （尹）[image: ]
 （立）[image: ]
 （杨）
 
[7]



凸状：多出现在字的顶部，写法与平横基本相同，只是行笔时需向上略作弯曲，呈下弧状。

[image: ]
 （全）[image: ]
 （苍）[image: ]
 （西）

凹状：多用于字的上部和中部，弧形方向与凸横相反，行笔时需向下略作弯曲。

[image: ]
 （永）[image: ]
 （礼）[image: ]
 （西）[image: ]
 （西）[image: ]
 （史）

横画，这看似平凡的一笔，在汉字中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参与了大部分汉字的形体构造。在我们所收集到的2277个隶书单字中，有横画参与构字的就有2162个，约占95%，在碑隶笔画中所占比例最大，这应该是造成汉隶取横势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横画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我们探其根源就会发现它形成的途径是多样的，有的是造字之初自然形成的，有的是经过演化而来的，或为弧笔，或为斜笔，或为点，或经连笔法而成平横等，总之历经了沧桑，有着丰富的经历。关于这个问题，在“碑隶笔画的演变特点”一节有详细分析。

（二）竖

竖就是纵向行笔所形成的笔画。“竖画的书写，重点在起笔与落笔，过笔顺随；起笔或方或圆，或中起；落笔或中或侧；过笔或直或倾；整画可长可短，可直可倾，可重可轻。”
 
[8]

 两汉碑刻隶书中竖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易曲线为直竖

将小篆曲状的线条变成平直的笔画，是隶变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如“上”，西汉初的刻石中还明显保留着篆书的遗意，[image: ]
 （群）；东汉初期趋向平直，但还不稳定，偶尔还会出现曲状的意味，[image: ]
 （廷）；东汉中后期形态固定下来，一碑之间无甚差异，和其他碑相比，也只是风格的不同，整体特征基本相同。如[image: ]
 （三）[image: ]
 （冀）[image: ]
 （门）[image: ]
 （肥）[image: ]
 （全）[image: ]
 （迁）。

再如“斗”，《说文》作[image: ]
 ，睡简《日甲》1作[image: ]
 ，《一号墓竹简》148作[image: ]
 ，《居延简甲》1470A作[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作[image: ]
 ，《石门颂》作[image: ]
 。从上诸例可看出，“斗”字中向下的曲线先被拉成右下倾斜的直线，这个倾斜线再顺时针向左旋转，最后成垂直线，其中，《贾仲武妻马姜墓记》中的[image: ]
 ，有小篆曲状的遗意，属个别现象。另外还有“升”字，变化情况与“斗”字同。

再如“而”，《说文》作[image: ]
 ，东汉初期的《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作[image: ]
 ，还可看出小篆弯曲的痕迹，不过字形下端已分裂为两条竖线。东汉中期直竖形态便固定下来，[image: ]
 （冀）[image: ]
 （门）。不过篆书的曲线形态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在隶书成熟之后，东汉的中晚期的碑刻中还有所保留，只不过线条已不再圆转，而是变成方折的笔画。如《西狭颂》[image: ]
 、《皇女残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image: ]
 。

再如“丩”，《说文》作[image: ]
 ，《杨著碑》中的“叫”作[image: ]
 ，《夏承碑》中的“纠”作[image: ]
 ，由它们所含的部件“丩”可看出，小篆的两条屈曲的线条已分别被拉直成折线和直竖。

再如“也”，《说文》作[image: ]
 ，西汉《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作[image: ]
 ，东汉《延平元年刻石》作[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作[image: ]
 ，《曹全碑》作[image: ]
 ，可见“也”字中端的竖笔是由小篆中的曲线逐渐被拉直而得来的。另外，在汉碑中“也”字还出现了一种变体，即“也”字的起笔由横折变成了横，如《王舍人碑》[image: ]
 、《皇女残碑》[image: ]
 ，这与睡简字形相似，如《为》29作[image: ]
 ，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2.改造原有纵向直线

隶书中一部分竖画是通过运用摆笔和提按的笔法，对篆书中纵向线条进行改造而形成的，并且形态各异。在汉代碑隶中，竖画呈现出以下几种形态。

（1）圆尾竖：圆尾竖是通过用笔的提按而形成的，行笔过程大致为逆锋向上起笔，转笔下行，至末尾按笔，稍作停顿，回锋向上收笔，尾部呈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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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尖尾竖：尖尾竖形如针锥，写法与圆尾竖大致相同，区别在于行笔过程中笔锋渐渐向上提起，至末处自然收笔，尾部呈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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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钩尾竖：多见于左侧，行笔向下如圆竖，只是收尾笔法不同，即旋锋向上略作弯状，再折笔向右回锋或提笔渐渐出锋，使尾部呈钩状。

[image: ]




（4）超长竖：超长竖一般出现在字的末笔，任平在分析隶书形体改造时，曾提到“书写过程中的停顿，快速运笔过程中的间隙，容易造成笔划的延长，笔划的延长常见于右下方或左下方，最后如果是一竖，也可能拖长”
 
[9]

 ，但这拖长的竖画，在两汉碑隶中并不多见，仅出现四例（如下所例）。这是由于隶书阶段以横势为主，竖画在字中比例有缩短的趋势。因此，超长竖画只是隶书偶出的笔形，给人一泻而下的快感，从而增加了碑刻的情趣。它的起笔写法与圆竖略同，运笔过程渐行渐重，至尾部稍驻，收笔或提锋或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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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短竖：此竖一般短且粗，多用于笔画较少的字中。笔法为逆锋起笔，中段稍重，然后回锋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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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斜竖：汉碑中也有很多竖画呈斜势，笔画一般也不长，多为左右对称出现，两斜竖的方向相反，笔法与直竖相同。斜笔必然会缩短纵向的距离，增加横向的空间，符合隶书字形扁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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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各字例我们可以看出，竖画在隶书字形中的比例，较之篆书，有缩短的趋势，这说明竖画逐渐退出了主导地位，但作用依然不可小觑。经测查，在我们收录的2277个隶书单字中，竖画参与了1968个字的构造，约占86%，是造成隶书平直特征的主要影响因子之一。

（三）波

波
 
[10]

 是隶书中最具特色的笔画，要有“一波三折”的波势以及“蚕头雁尾”的起、收形态。

[image: ]


图2—1—1 波

关于波画的形成原因，邱振中先生认为“波状笔画的出现，是‘摆动’笔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毛笔沿弧形轨迹摆动，即带有旋转成分；当手腕朝某一方向旋转后，总有回复原位置的趋势，如果接着朝另一方向回转，正符合手腕的生理构造”
 
[11]

 。也就是说波势是在快速书写时顺势完成的，本是无意中的自然之笔，但是相同笔画的大量出现，就逐渐成为了人们有意表达的对象，于是书刻者开始刻意地表达某种运笔动作所呈现的形状，隶书所特有的笔形和形态便由此而生并逐渐发展成熟。具体讲，“波表现出起伏的形态，折表现出笔的起、行、收的运动方向。波画的特点是头部象‘蚕头’，中腹稍向上隆起，尾部波脚象侧视的‘雁尾’”
 
[12]

 。如图2—1—1所示。

两汉碑刻隶书中波画的形成经历了简单的曲折状态、偶出雁尾和波势形成三个阶段。西汉时期，碑刻文字中基本上没有波画，但是有的线条不再单纯地取平势，而是有了曲折变化的意识，我们把这种最初的曲折状态看作波画的雏形。如《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中的[image: ]
 字，长横的首端有下垂式，末端向右上挑起，运笔呈“～”形曲线；[image: ]
 字，尾部向右上翘起；[image: ]
 字，第二横画有明显的曲折变化，且末笔有上提再向下按的动作。《孔林坟坛刻石》中的[image: ]
 等字，横画的中部向上隆起，尾部下按加粗，曲线态势明显。再如《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中的[image: ]
 ，《莱子侯刻石》中的[image: ]
 ，《麃孝禹碑》中的[image: ]
 ，《禳盗刻石》中的[image: ]
 ，《侍廷里父老[image: ]
 买田约束石券》中的[image: ]
 等字的横画，有的呈波折状，有的出现了挑尾，都为波画的雏形态势。

东汉初期，碑隶中偶有雁尾出现。以《侍御史李公阙》为例，此碑隶书特点明显，已出现“蚕头雁尾”的波画，但还很生硬，如[image: ]
 [image: ]
 。再观邻近时期其他碑刻，《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整碑文字比较平直，少有波磔笔画，只有[image: ]
 字的捺笔呈“雁尾”，而且显然是刻意而为。《张文思为父造石阙题记》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刻造的“蚕头雁尾”，如[image: ]
 等字，不过东汉初期碑刻文字更多的是平直无波势的笔画。由此可见，在东汉初期，波画的形态还没有完全确定，正处于发展摸索阶段。

到了东汉中后期，波画才真正成熟并普遍运用起来。此时波画的基本特征已固定，并逐渐占据一字的主笔地位，且有了“雁不双飞”的书写定式，即一字中只能存在一笔波画，不能重复使用，典型代表有《礼器碑》《乙瑛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但从形态上看，碑碑有差异，可谓灵活多变、姿态各异，增添了隶书灵动飘逸的美感。具体分析，含波势的笔画可有横波、捺波、折波和钩波四种形态。

1.横波

横波是横向平置的波画。它的特征是一波三折，“蚕头雁尾”明显，多处于字的主笔地位。基本写法是逆锋起笔，并稍向左下方按笔，然后转笔向右上回锋，形成蚕头，接着向右行笔，收笔时逐渐按笔并顺势向右上方挑起提锋。当然在汉代碑刻隶书中横波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一波画中的“蚕头”和“雁尾”都千姿百态，各有不同，从而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

（1）长平形：此形起笔逆锋向左下方顿挫，势饱劲足，形成蚕头，中部略细，至尾部稍顿后向右偏上渐渐上提放锋，形成一波三折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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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尾形：此形起笔轻，收笔重。收笔时稍重顿按，使其下部粗大有力，上沿线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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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翘尾形：此形行笔至尾部，稍重按后向右上方逐渐或实然提出笔锋，尾部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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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垂头形：此形起笔下垂，似羞涩之少女，含而不露，画身波动跌宕，节奏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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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头形：起笔取逆势，然后向下切入成方笔，似刀切状，转笔向右运行，中部和尾部的运笔与长平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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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凸形：此形中部稍高，两头略低，整个笔画略程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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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捺波

捺波是由左上向右下斜出的波画。汉碑隶书中的捺波形态也富于变化，从画身来看，有平有斜，有长有短，还有曲直与弧度大小的变化；从起笔形态看，有尖头、圆头、方头，蚕头有的明显，有的含蓄；收笔处的雁尾有的短，有的拖长，形态有圆形，也有方形。

（1）直捺：是汉碑中使用最多的笔形，主干部分比较直。起笔如波横，逆入按笔（按笔轻重决定蚕头明显与否）；行笔斜直，笔锋取逆势，逐渐加力；至尾处稍驻重顿；转笔向右，渐渐提笔，放锋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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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弯捺：与直形捺相比，这种捺的中间有弧度，写法与直捺同，只是行笔过程作弧，尾部较粗且向右上方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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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捺：是斜度较小的捺画，有的与波横略同，多见于字的底部。写法同于直捺，但角度平直，尾部向右上方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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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捺：短小粗重的捺画，它的变化较多。起笔时笔锋或藏或露，切锋宽厚，行笔重按，收笔时向上缓缓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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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折波

折波就是起笔带折的波画。它与横、捺波的不同就在于起笔时的折头，折头一般较细，或上或下，多见于字的底部。

上折头：起笔藏锋向左下，再折锋向右下行笔，至尾部放锋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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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折头：起笔藏锋向左下，转锋向右上，折锋向右下行笔，行至末端，放锋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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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钩波

汉隶中没有成熟的钩法，钩画只能借用掠法或波法。钩波是隶书中特有的一种波画，它代替了后来楷书中所有右向的钩。汉碑文字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的钩波。

（1）斜势：这种钩波的斜度较大，与捺波相比，收笔时翻笔向上出锋，略带钩势，尾部明显斜于右上方，此形多见于戈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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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弯势：此形横向较平；中间向下略弯，从上观之成凹形；收笔时稍顿按笔，向右上渐提出锋，使尾部向右上方斜。多见于心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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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势：这种形态的钩波一般由短竖向右转向而成，转向后或直或弯，横向比较长，尾部波磔明显，雁尾角度或平或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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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势：与长势一样由短竖转向而成，但转向后较弯，横向较短，尾部多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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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曲势：它是由横画转向后，向右下行笔而成，尾部波磔明显，多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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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掠

掠是从右上向左下斜出的笔画，常常与右波遥相呼应，体现出隶书“左掠右波”的特色，是隶书中又一典型的笔形形态。在篆书中我们只能看到向左下的弧形线条或斜直线，如《峄山刻石》[image: ]
 等字。隶变过程出于书写的便利，笔画按顺时针方向行笔，左下笔画在快速书写过程自然形成右向凸出状，使字形在方整中见灵动，掠画也便由此而生。

汉代碑刻隶书掠画的形成经历了左下加重的雏形态以及掠势形成两个阶段。西汉时期，刻石文字的一些左下笔画（往往是字的末笔或某一部分的末笔）出现了加重加长的现象。如《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中的[image: ]
 、《莱子侯刻石》中的[image: ]
 、《禳盗刻石》中的[image: ]
 等字皆有左下行笔加重的痕迹，尤其《禳盗刻石》中“利”字“刀”部左下笔画末端略微上挑，这是由于收笔前有一顿笔，提笔时随笔势而出形成的挑势。再如《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中的[image: ]
 、《麃孝禹碑》中的[image: ]
 [image: ]
 、《莱子侯刻石》中的[image: ]
 ，《五凤二年刻石》中的[image: ]
 、《连云港界域刻石》中的[image: ]
 、《禳盗刻石》中的[image: ]
 等字中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左向掠出的笔画，其行笔过程也是从上而下逐渐加重加粗，到尾部最粗。虽然这些左下加重的笔画形态还不固定、不成熟，但已经初具了隶书掠画的基本特征。

东汉初期成熟的掠势笔画已大量出现。如《侍御史李公阙》中的[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中的[image: ]
 [image: ]
 等字中的掠画，其势皆旋于左。其中《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中有71个字（共111个字）中出现了掠势笔画，可见掠画已很普遍了。到了东汉中后期，掠画的形态更丰富，并常与波画呼应，体势开张，形成左右伸展和外拓之势。如《石门颂》中的[image: ]
 、《孔庙碑》中的[image: ]
 、《曹全碑》中的[image: ]
 等。

汉碑隶书中掠画形态丰富，有长短曲直、粗细轻重之别，但写法基本一致，藏锋起笔，欲下先上，中锋行笔并向左下掠出，收笔时先顿笔稍停，再提笔回锋或顿笔后直接挑出。若按笔画的曲直有竖掠、弯掠、直掠、短掠和折掠之分。斜掠一般都带有弧度，头尾又有尖圆之别，主要表现在起收笔时用笔的不同。若按笔画长短可分为短掠和长掠，短掠又有顺写和逆写两种形态。具体分析如下。

1.竖掠

竖掠是竖直向下运行一定距离后向左下斜出的掠画。写法是起笔后向下中锋运笔，约至三分之二处转锋徐徐向左顿挫，提锋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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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楷书中的竖钩，在汉碑隶书中也均作竖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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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弯掠

弯掠一般是因字立形，一般都带有弧度，逆锋起笔后转锋向下，至中间出圆转向左，但圆弧的大小及位置均不固定。如下字中掠画虽都出弯弧，但形态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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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掠的尾部有尖、圆、方之别，主要表现在收笔时用笔的不同。

尖尾形：向左下掠出，出锋，尾呈尖状。也有的是收笔时用侧锋，重按后向左上渐提挑出，尾部虽不尖，但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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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尾形：行笔至尾部，锋尖向上或向下圆转回锋，尾部略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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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尾形：此形是在笔运行到底后，折锋向上，微微回锋，尾末成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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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尾形：行笔接近尾部，不提笔，仍向上和右上圆转运笔，然后边行边提出锋，尾部呈弯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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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楷书的弯钩和部分竖钩，在碑隶中均作弯掠，即尾部向左平拖出锋，有的伸展很长，且用笔有粗细轻重之变化，是汉碑隶书中典型的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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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掠

直掠特征是粗细均匀，笔意率直，没有弧度，尾部回锋收笔。

[image: ]




4.短掠

短掠是短促有力的掠画，或露锋或藏锋起笔，向左下顿挫运行，回锋收笔。有顺写和逆写两种形态。顺写，即从右上到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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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写，即从左下到右上：

[image: ]




5.折掠

折掠一般是起笔带折的掠，即起笔处有一个明显的折锋动作，折笔或长或短，这是由小篆笔形演变而来的，如“右”“有”“友”，小篆分别作[image: ]
 、[image: ]
 、[image: ]
 ，上部均是手形，形为左向开口的圆弧。睡虎地秦简中这几个字继承了小篆字形，上部保留了左开口的弧势写法，只不过线条被横向拉直，如[image: ]
 杂23、[image: ]
 秦77、[image: ]
 日甲65。这个笔形发展到隶书阶段，左开口的圆弧演变成掠画，但保留了起笔时的弯头，成为比较特殊的笔画，如[image: ]
 （甘）和[image: ]
 （池）。

折掠的写法大致为逆锋圆转起笔向右（或向下）运行，至适当处转锋（或圆转，或折转）向左下方行笔，尾部回锋收笔。有短折头和长折头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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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碑中还有一种笔形，亦可归入折掠类，即竖折掠。如“于”字，《赵宽碑》作[image: ]
 ，《尹宙碑》作[image: ]
 ，这是保留篆书遗意的笔形，在汉碑中并不常见，仅存在于各别碑中的“于”“乎”“兮”以及含有这些部件的字中。此笔形是由短竖转向而成，竖笔一般细且短，起笔后向下运笔，至合适距离，调锋向左下方作弯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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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

点是短促的，无运行距离或运行距离极短，无固定形态的笔画，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逐渐独立成形的。篆书中没有点；早期隶书中的点总是被或直或斜的短横、短竖所代替，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点；直到东汉中后期，点才独立出来，不再依附于其他笔画，而且点法也日益丰富。点的出现是用笔时提按的结果，“有提有按也有助于快写，并且由此产生了形态各异的笔画，如后期隶书中已有点，而点的前身是短横，只有提按才能出现点”
 
[13]

 。隶书中的点实际上是各种笔画的浓缩，书写时形态不固定，它可以是蚕头，可以是雁尾，也可以是一圆点，还可以是形态不规则的梯形、三角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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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碑隶书中的点有单点，还有点的组合，如两点、三联点、四联点。单点多处于字头，形态各不雷同，或上重下轻，或上轻下重，或出锋或藏锋。两点有的位于字的上部，多相背或相向取势；有的位于字的下部，多取圆，向侧下倾出。三联点有纵向而置的，点间上下呼应，与小篆“水”部同意；有横向而置的，点间笔断意连，相互连贯。四联点多在字的底部，首尾多相背呼应，四点神态各异。详见以下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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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折

折是书写过程中需要变换行笔方向的笔画，折笔使运动轨迹出现折点，使触纸的笔毫锥面由一侧换至另一侧。主要指两种笔画结合处。方折是隶书的主要特征之一，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就主要体现在各种形态的折画上。书写折画时可在折点处断笔，另起笔下行，也就是“断而后起”，这是隶书用笔的特点；也可以在折点处把笔锋绞转过来继续下行，折处呈方折或圆转之形。西汉刻字受刊刻工具的影响，转折处多呈自然的方折状，尚未形成明确的折法意识，如《莱子侯刻石》中的[image: ]
 、《霍去病墓前石刻题字》中的[image: ]
 、《禳盗刻石》中的[image: ]
 。随着提按和绞转两种笔法的日益成熟，折笔意识增强，至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折画，主要包括横折、竖折、斜折和连折四种形态。

1.横折

横折是先横后竖的折，具体说是横的收笔和竖的起笔相结合。其结合方法有连笔，即横笔连着竖笔一笔写成，折处可呈方折、圆转，或者外方内圆、外圆内方等多种形态；也有分笔，即分两笔写就，结合处有明显的折肩。试举例说明。

《杨震碑》中的[image: ]
 ，折处横收笔转锋，连笔写竖，呈现外方内圆之形。《景君碑》中的[image: ]
 ，折处亦为连笔而成，但明显呈外圆内方之形。《张迁碑》中的[image: ]
 、《曹全碑》中的[image: ]
 ，在横收笔处稍提笔，然后于原处转向下写竖笔，内外都呈圆转折笔。《张迁碑》中的[image: ]
 ，第二笔转折分两笔写，横笔由粗到细收笔提锋，然后重新下笔转锋向里下写竖，呈方折状。《西岳华山庙碑》中的[image: ]
 ，右边转折分笔写法更为明显，横画收笔后，起笔再写竖画，折肩外露。以上字例的转折形态各不相同，当然每个字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但这些大致可以反映出以下三种类型。

[image: ]




2.竖折

竖折就是先竖后横的折，即竖的收笔与横的起笔相结合处。结合方式与横折相同，也有连笔与分笔两种形式。连笔竖折就是先写竖画，至折处稍提笔，于原处转向右行写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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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笔竖折就是分两笔写成，先写竖，至末处提锋收笔，然后重新下笔转锋向右写出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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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斜折

斜折就是斜置的折画，包括横斜折和竖斜折两种形态。横斜折实际上是顺时针旋转了90度（或小于90度）的横折，写法与横折相近，但折锋后向左下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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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斜折就是倾斜了方向的竖折，写法与竖折相类似，逆锋起笔向左下行，至折处向左引笔，转锋向右作横法或向右下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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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折

连折就是两个折笔的连写，包括耳折、绞丝折和弓折三种类型。耳折由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书写时逆锋起笔写短横，折笔向左下斜出，至末端就势向左引笔，再折笔向右下行笔并作弧，至尾处折笔向左平推出锋，或折笔左上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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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丝折是由两个相同或不同的斜折组合而成。书写时先写竖斜折，然后重新起笔作横斜折（或再作竖斜折），至左斜笔末处转锋，折笔向右运行，尾处收笔回锋。有的用笔圆转，转折处呈圆状，貌似“8”形。还有或一笔连写或断开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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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折是就“弓”字的第三笔竖折折钩而言的。书写时先写短竖，再折笔向右作横，至折处再转锋向下收笔，或向下（或左下）继续行笔，至尾处折笔向左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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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碑隶笔画书写的总特征

前面我们说过，笔画形态与笔法的使用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笔法，就是书写的方法，具体而言，是指控制笔画的运动和力度。虽然笔法的丰富，是发端于秦汉的简牍帛书，这是由于毛笔笔毫与竹木相接触时可能会发生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保存下来便形成笔法，但是线条美的展现与空间的构造形式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笔法的进一步丰富、提炼、选择和总结，都要在两汉（尤其是东汉）碑刻中完成。事实上也证明了碑刻隶书的各种笔画形态都是在成熟笔法的使用中体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笔势上，起笔必藏锋，收笔有藏露

王宁先生在《汉字学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一文中总结出分析字体风格的一些重要属性，其中就谈到笔势，认为“笔势就是完成一个单笔画行笔的过程。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入笔和收笔的笔锋上”
 
[14]

 。综观两汉碑刻，如果说西汉刻石的笔画形态为随意刻成，尚未形成规则的笔锋的运行轨迹，那么东汉碑刻经过精雕细琢，笔画形态异彩纷呈，笔锋运动可以很明确地分出四个技巧动作：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其中前两个主要用于笔画的头与尾，即起收笔时；后两个则用于笔画的中段，即行笔过程中。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藏锋和露锋。

汉碑隶书笔画的起笔，无论何种，大多是藏锋起笔，即落笔时，锋芒内敛，采取与笔画进行的方向相反的笔路逆行，也称倒插用笔，欲上先下，欲左先右，欲右先左，这样可使笔画圆劲、饱满而含蓄。短小的没有蚕头的笔画，如短横、短竖、点等，起笔时入笔较轻，往往是逆锋起笔后顺势行笔；波画与掠画多作为主笔而出现，逆锋入笔后再重按，起笔处呈蚕头状。当然这些笔画的起笔也富有变化，起笔处的形态或方或圆，各不相同。

如：《景君碑》中的[image: ]
 每个笔画的起笔处都饱满圆润，状如蚕头。[image: ]
 字短横是逆锋轻入笔，与“炳”字波横形态不同。《曹全碑》中的[image: ]
 字，蚕头下垂，[image: ]
 字长波横的起笔处，圆中见方。《张迁碑》中的[image: ]
 、《鲜于璜碑》中的[image: ]
 、《史晨碑》中的[image: ]
 、《立朝等字残碑》中的[image: ]
 等，笔画起笔处笔锋明显裹藏于笔画中，显得圆润厚重。

再如：《景君碑》中的[image: ]
 ，起笔处也藏锋于笔画中，但是却呈方形。《皇女残碑》中的[image: ]
 ，波横的逆锋起笔，并向下按，切出方形。再如《张迁碑》中的[image: ]
 的波横，《鲜于璜碑》中的[image: ]
 的掠画、[image: ]
 的波横，《杨著碑》中的[image: ]
 的点画，起笔处均呈方形。

汉碑隶书笔画的收笔，有藏锋也有露锋。露锋就是收笔时不回锋，笔画锋利精神。隶书短横一般藏锋收笔，即呈现“藏头护尾”的形态；波画较长，亦有“蚕头雁尾”之势，所以收尾时多露锋，即以笔画进行的方向顺笔而起，伸展作收，使锋外露；竖画与掠画的收笔都有藏有露，但多顺势而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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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笔态上，笔画有起伏，肥瘦亦有变

笔态，“也就是完成以后单笔画的姿态。为了分析笔态，将笔画分解为头、胸、肚、尾四部，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各部分的肥细和均匀度上”
 
[15]

 。我们知道，篆书线条单一而且绝对的均匀，从头到尾没有粗细肥瘦的变化，这主要是中锋、藏锋用笔的结果。中锋就是行笔过程中尖端锋芒始终保持在笔画的中间，这样由铺毫把墨汁均匀地渗开，四面俱到，点画边缘光滑，充实圆劲，头胸肚尾粗细均匀。如果说中锋圆转是篆书固有的用笔方法，那么侧锋露锋、提按的出现则是隶书笔法的新内容。正是这些新的笔法，使得隶书的笔画有了起伏、粗细变化。

就两汉碑刻隶书而言，西汉刻石的用笔还保留着浓厚的篆意的阶段，笔画多平直，无起伏变化且粗细均匀，如《莱子侯刻石》《禳盗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但是由于线条最终是经刻刀上石完成的，所以仔细观察起来，笔画头胸肚尾的肥细又不是绝对的均匀，如《莱子侯刻石》“百”字第一笔横画，头尖，胸肚细，尾粗；“余”字第一笔掠画，也是头细尾粗；“三”字第一笔横画头尾等粗，中段胸肚细，第三笔则是尾加粗。《麃孝禹碑》“里”字的末笔，头胸肚粗，尾细尖。《王陵塞石》“石”字的横笔与掠笔都是头粗尾尖，胸肚略细但不明显。《五凤二年刻石》“年”字的竖笔，头细尾粗，胸肚渐行渐粗。总之，西汉刻字表现出来的笔画粗细不匀，完全是方便刻石自然造成的，并非主观审美追求所致。

[image: ]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碑刻隶书作为正规字体发展迅速，其笔法高度成熟，中锋与侧锋，藏锋与露锋，轻与重，提与按，方与圆等交相为用，矛盾中求得统一，笔画形态极为生动的变化与丰富的表现力便由此产生。如《礼器碑》《韩仁铭》《武荣碑》等，笔画以瘦而劲健为基调，又兼收轻重、粗细、方圆的变化，在端正中又隐含着超拔飞动的意态。再如《鲜于璜碑》《张迁碑》《衡方碑》等，用笔全力倾注于敛，少有纵逸之势，笔画方朴厚重，粗细变化不大。总之，笔画形态多式多样，富有起伏和粗细的变化，头胸肚尾肥瘦不均匀。有行笔过程稍提笔，头尾等粗，胸肚略细的形态，如“王”“圣”“土”“台”等字的长波横；亦有使用轻入重出的笔法，尾部重按，使头细、尾粗之笔，如“下”“王”“时”等字的波横，“东”字的波捺，“水”字的竖画；也有重入轻出，头粗、尾细之笔，如“川”“计”“十”字的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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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折上，转与折并用，有圆亦有方

转折，王宁先生认为，“也就是接笔与折笔转折处的轨迹。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圆转或方折上”
 
[16]

 。可见转与折是形成方圆的两种方法，转以成圆，折以成方。行笔过程中，以圆弧形笔法作起收，或在转折处作圆转运行，使笔画没有棱角的是圆笔；用提、顿、折、挫的笔法突然改变运行的方向，使笔画的起止处或转折处呈现出棱角的是方笔（或称方折笔）。

圆笔源于篆书，圆润柔和，骨力内含。而方折笔的出现则是继承了以契刻为主的甲金文字的特点。在兽骨或铜器等坚硬的材料上刻写文字，是很难写出圆转线条的，于是为了便于操作，书写时采用了方折笔法。可见，方折笔最初并不是所谓书法理论上的产物，而仅仅是对实践操作的总结。但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方折作为一种与圆转并存的笔法固定下来，并得以强化。尤其到汉代，契刻艺术兴起，各种形制的碑刻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为方折笔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遂使方折成为汉代碑刻隶书用笔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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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侍廷里父老[image: ]
 买田石券》

如东汉早期的《侍廷里父老[image: ]
 买田石券》（图2—1—2），笔画古拙朴厚，隐含着波掠之势，更主要的是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方折笔。然而由于年久风化，点画多漫泐，无法清晰再现笔画运行轨迹，实为可惜。但方笔之势依稀可见。如“人”字的起笔处，“物”字的转折处，“父”字掠笔的尾处，“后”字右下折画起笔处及转折处，均折以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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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晚期，方折笔作为一种被自觉运用的新的笔势，在碑刻隶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鲜于璜碑》《张迁碑》《张寿碑》《樊敏碑》《衡方碑》等名碑，笔画方正刚劲，骨力外拓，形成了强烈的方劲之美。

当然东汉隶书碑刻中也有不乏以圆笔为主的形式，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等由于简约波挑的顿挫，每以屈曲起伏的圆笔代之，可见圆笔居多。而《曹全碑》《华山庙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碑》则方圆并用，篆意交会，刚柔相济，丰富了隶书的点画形态。事实上，碑刻隶书的用笔，大多是方圆结合而又各有侧重的，一碑之内单用圆笔或单用方笔的情况非常少见。

比如：《张迁碑》中的“艾”字以方为主，但波捺的收笔用圆；“新”字短横方起圆收。《石门颂》中的“行”字折处用圆笔，收笔亦用圆。《朝侯小子残碑》中的“小”字两点用方笔，棱角分明。《曹全碑》中的“兴”字长波横起笔用方，收笔用圆；两点起笔用圆。总之，方笔与圆笔相结合，不仅丰富了隶书笔画形态，也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何先生也认为：“方笔与源于篆书，具有遒韧而筋力内含之美的圆笔对立统一、交互为用，形成了线运动最基本的一种空间形式。这是汉隶刻石对书法艺术的重要贡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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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碑隶笔画的演变特点

通过上节对笔画形态及书写特征的描写，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不同形态的笔画的定型，促使隶书彻底解散了篆体，摆脱了“随体诘屈”的束缚，进入以完全抽象的符号重新组合字形，亦即“笔画化”的阶段。从书写角度讲，汉碑隶书不仅丰富了汉字的笔画形态（具体表现在部分继承篆书纵横直线条的同时，增加了波、掠、折、点等一套独具特色的新笔画），而且形成了固定的走向规律，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右上到左下，从左上到右下的‘米’字型笔形走向的基本定式”
 
[18]

 ，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当然，任何一种新事物的产生，都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隶书笔画也不例外，它们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具体说是在传承甲骨文、金文、篆书、古隶的基础上逐渐定型的。

我们现在要考察汉碑隶书（或成熟隶书）笔画的演变特点，古隶（早期隶书）应是最好的参照系，因为它是隶书定型之前最近的源头。与早期隶书（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相比，汉碑隶书笔画的演变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平直彻底化

平直化是隶书笔画演变的总趋势。如果说早期简帛隶书笔画有了平直的趋向，那么碑刻隶书则实现了彻底的平直。这当然与书写工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碑隶尤其是东汉晚期的笔画形态上看，有着明显的运用相关笔法的痕迹。由此看来，碑隶笔画的平直不仅仅是刀凿过程的自然体现，还是隶书发展过程的有意改造。

碑刻隶书笔画平直彻底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将早期隶书中那些横不平、竖不直的或尚存圆转之意的线条拉直，使之变成平直的、起收明确的或横、或纵、或左右斜出的不同的笔画。当然这里的“直”是相对而言的，隶书行笔时略带的弧形走向应当忽略不计，这样到了东汉晚期，碑刻隶书中除了用圆笔写成的“┐”和“└”两种折画之外，再没有其他形式的曲笔了。为了与“弯笔”特点区别开，这里主要通过横画和竖画演变的情况来说明笔画平直的特点。

1.弧形变平直

在篆书系统中，弧形是最常见的线条，诸如上弧形、下弧形以及无规则的曲线弧等。这些弧形在隶变早期虽然被不同程度地拉直，但平直化的程度不高，弧势线条依然处处可见，比如睡简秦182[image: ]
 （“寺”），睡简10·12[image: ]
 （“御”），老子甲107[image: ]
 （“尤”），纵横家书52[image: ]
 （“术”）等。当书写对象转到碑石上以后，这些弧形基本上就不存在了，而是变成了折线或直线，进而演变成有着丰富姿态的横画或竖画。比如：“东”，[image: ]
 （孙膑4），[image: ]
 （公乘田鲂画像石墓题记），[image: ]
 （肥致碑）。银雀山汉墓竹简起笔略带弯度的弧线[image: ]
 ，到东汉早期碑刻变成直线，东汉晚期进一步改造成均匀平直的横画。

再如“術”，[image: ]
 （睡简37·101），[image: ]
 （纵横家书52），[image: ]
 （居延简乙126·5），[image: ]
 （子游残碑），[image: ]
 （景君碑），睡简字形屈曲圆转；到西汉简帛中虽有平直倾向，但还不彻底，“术”部第一笔仍然为弯曲形；到东汉中期的碑刻隶书中笔画全部变直，但尚存线条意蕴，经过进一步整蚀后，晚期《景君碑》中完成了笔画横平竖直的改造。

再如“木”，睡简作[image: ]
 （日甲87），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乙前5上），至东汉碑刻作[image: ]
 （李孟初神祠庙碑），横平竖直的平直化特征尤为突出；“述”，[image: ]
 （老子甲107），[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image: ]
 （杨震碑）；“邦”，[image: ]
 （睡简15·101），[image: ]
 （老子甲41），[image: ]
 （鲜于璜碑）等，简帛早期隶书中尚存的弧线，到碑刻隶书变成平直化程度极高的笔画。

2.折线变平直

早期隶书中出现了一些诸如“[image: ]
 ”和“[image: ]
 ”状的折线，这是在改造篆书弧形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碑刻隶书中，这些折线从西汉到东汉早期再到中晚期，逐渐拉成平直横画。

[image: ]




3.斜线变平直

斜线就是横不平、竖不直的线条，它们有的是书写时无意造成的，如“工”“而”“君”等；有的是依据字形方向自然形成的，如“海”“君”等。这些斜线在隶书成熟定型之后都变成了横平竖直的笔画。

“工”，[image: ]
 （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image: ]
 （赵仪碑）。

“而”，[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冀州从事冯君碑），[image: ]
 （鲜于璜碑）。

“君”，[image: ]
 （老子甲155），[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建宁三年残碑）。

“海”，[image: ]
 （连云港界域刻石），[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

4.连笔变平直

隶书中有些平直的笔画是经过由断到连的改造而形成的，即把本来两笔或两笔以上写成的连接起来一笔写就。连笔的使用，不仅减少了字的笔画，提高了书写速度，还加速了笔画平直化的进程。比如：

“列”，[image: ]
 （说文解字），[image: ]
 （睡简秦68），[image: ]
 （居延简甲2551），[image: ]
 （杨叔恭残碑），[image: ]
 （曹全碑），“列”字上部，秦简中还是三笔，至西汉帛书已将三笔连成了一笔，《杨叔恭残碑》中“列”，有复古倾向，仍作三笔。但是在汉代碑隶26个含有“列”字的刻字中，有21个字（占81%）上部均作连笔，可见连笔已成定式。

“即”，[image: ]
 （老子甲38），[image: ]
 （春秋事语88），[image: ]
 （史晨碑），西汉帛书中“即”字左边显然是上下两个不同的结构，但是东汉碑刻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左侧的断笔连成一笔，形成平直的竖折笔画。

“申”，[image: ]
 （睡简52·11），[image: ]
 （老子甲47），[image: ]
 （纵横家书248），[image: ]
 （公乘田鲂画像石墓题记），[image: ]
 （白石神君碑），“申”字竖画两侧的结构由左右分立逐渐向中间靠拢，最后连成平直的横画，且改变了书写笔顺。汉代碑刻隶书含有“申”的共有52个字，其中除了《杨著碑》[image: ]
 （绅）、《西岳华山庙碑》[image: ]
 （神）等字中间没有接成一笔之外，其他全部连成的平直笔画，完成了“申”字笔画的平直改造。

“光”，[image: ]
 （老子甲31），[image: ]
 （老子乙前63下），[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image: ]
 （礼器碑），“光”字火形的下部左右分立的两笔发展成一笔，改造成平直的横画。

总之，碑隶笔画实现了彻底的平直化，也就是说隶书的横画、竖画已经完全定型，并以较为固定的形态广泛地参与构字。在我们所收录的2277个不重复单字中，横画的参构比例是95%，竖画的参构比例是86%，这些数据足以证明笔画平直已成为碑刻隶书的普遍特征。从隶书自身发展来看，平直的普遍和彻底化是成熟隶书有别于早期隶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 方折明显化

方折明显化是碑刻隶书笔画演变的又一大特色。与平直化一样，笔画方折与契刻工具有密切关系。黄文杰先生认为：“凡是用毛笔直接书写的字形，大都不会呈方折笔道的，或者方折笔道不明显……凡是用刀契刻的字形，往往呈方折的线条笔画。”还认为：“‘方折’是隶书成熟以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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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结论有些主观（因为在甲金文时代，甚至在用毛笔书写的简帛文字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方折”特征），但却如实揭示了碑刻隶书笔画演变的重要特征。

碑隶笔画方折明显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将早期隶书中圆转的线条或屈曲的线条改造成方折笔画，还表现在强调原有的方折趋向，使其更明显。

1.变圆转线条为方折笔画

“甲”，[image: ]
 （睡简23·4），[image: ]
 （孙子9），早期简帛隶书“甲”字上部是由“[image: ]
 ”和“[image: ]
 ”状的两个圆转线条组合而成，碑刻隶书中全部变成方折状，并改变了书写顺序，到东汉晚期方折处也不再是自然的刀凿结果，而是呈现出折法运用的痕迹。如：东汉早期的[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晚期的[image: ]
 （景君碑），右上角出现折肩；[image: ]
 （韩仁铭），采用了使折处内圆外方的折法。

“玄”，[image: ]
 （老子甲39），[image: ]
 （相马经58下），[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杨震碑），“玄”字下端表丝结的圆转线条到碑刻隶书中变成折画。东汉晚期折法丰富以后，又出现了圆笔写成的折，如[image: ]
 （刘熊碑）。

“因”，[image: ]
 （睡简8·11），[image: ]
 （纵横家书250），[image: ]
 （连云港界域刻石），[image: ]
 （建宁元年残碑），在刻刀的作用下，西汉刻石将圆转的“囗”字外框变成方折状，至东汉碑石方折的特征更为明显、美观。

“回”，[image: ]
 （睡简18·149），[image: ]
 （春秋事语83），[image: ]
 （孙膑284），[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东汉隶书刻字将简帛书的圆转线条变成了方折笔画的组合。

2.变屈曲线条为方折笔画

早期隶书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笔画，常以弧或曲线条表示。但随着隶书的发展，在书写工具和汉字演变规律的双重制约下，这些曲线常常被方折笔画所代替。这样一来，不仅完善了隶书笔画系统，同时也奠定了汉字方块化的基础。比如：“出”，[image: ]
 （睡简28·5）、[image: ]
 （孙膑53）、[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白石神君碑），“出”字的曲弧线变成方折笔画；“札”，[image: ]
 （睡简25·41）、[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柔”，[image: ]
 （睡简53·35）、[image: ]
 （老子乙前45上）、[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尤”，[image: ]
 （五十二病方目录）、[image: ]
 （老子甲107）、[image: ]
 （春秋事语93）、[image: ]
 （衡方碑）；“兆”，[image: ]
 （睡简日乙163）、[image: ]
 （白石神君碑）。

以上各例中的弧曲线，到碑刻隶书中都变成了不同形态的折画。

3.使方折更加明显

早期隶书虽处在“笔画”改造“线条”的初级阶段，但“方折化”也是它的一个发展趋势，带有“方折”趋向的笔画常见于早期隶书中。如[image: ]
 （卑）、[image: ]
 （事）、[image: ]
 （皮）等。随着隶书的成熟以及笔法的完善，这些笔画在碑刻隶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方折的效果更加明显。如[image: ]
 （卑）、[image: ]
 （事）、[image: ]
 （皮）。

再如：“皆”，[image: ]
 （睡简23·2），[image: ]
 （肥致碑），[image: ]
 （赵宽碑）；“羽”，[image: ]
 （老子甲后185），[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

据统计，在2277个隶书单字中，方折笔画的参构比例为84%，可见方折化是碑刻隶书又一普遍特征。事实上，在笔画演变过程中方折与平直也是常常相伴而行的，如：“东”，[image: ]
 （孙膑4），[image: ]
 （肥致碑）；“子”，[image: ]
 （睡简13·59），[image: ]
 （史晨碑）；“尤”，[image: ]
 （五十二病方目录），[image: ]
 （衡方碑）；“申”，[image: ]
 （睡简52·11），[image: ]
 （白石神君碑）等字的演变中，既有平直的改造，又有方折的转化。总之，平直方折是碑刻隶书笔画变化的基本特征，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特征，还有两点表现得最突出，那就是笔势横向化和点画经常化。下面继续分析。

三 笔势横向化

笔势横向化就是笔画横向延长的趋势。笔画延长或缩短就是对原来笔画的运行距离（即笔程）作或缩或延的改变。任平先生在《说隶》“隶书形体的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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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节中，对“笔画的缩短和延长”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笔画得以缩短和延长的前提就是书写时以直线或准直线为主，否则很难完成。延长和缩短应该是相因相承的关系，比如隶书中某些字有了延长的笔画，与之搭配的另一些笔画就有可能缩短。事实上，我们从成熟的汉碑隶书中也可看出，笔画的横向延长，渐渐成为一种规律，被延长的笔画在位置和形态上都具有相似的特点，在整体上显得和谐、美观，成为正体化的标志。

1.横画的延长

“千”，[image: ]
 （睡简32·9），[image: ]
 （孙子24），[image: ]
 （礼器碑），从秦简到西汉帛书，“千”字的横画在逐渐延长，但字形仍呈纵势。而在东汉碑隶中，横画特别加长，成了一字的主笔，且出现波势，相应地纵向笔画有所缩短，字呈扁方形。

“亭”，[image: ]
 （睡简25·52），[image: ]
 （居延简甲873），[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image: ]
 （曹全碑），秦简字形纵向笔画较长；到汉简中横笔延长，竖笔缩短；东汉早期的刻石笔画安排较为随意，尚未有明确的横向延长的意识；中晚期之后，延长横笔、缩短竖笔的写法基本已成定局。

“市”，[image: ]
 （睡简13·56），[image: ]
 （孙子12），[image: ]
 （曹全碑），从秦简的[image: ]
 ，到碑刻的[image: ]
 ，笔势横向化的特征是极其明显的。再看同时期其他碑刻中的“市”（或含“市”）字，[image: ]
 （史晨碑），[image: ]
 （张迁碑），[image: ]
 （孔彪碑），[image: ]
 （曹全碑）等，形态基本一致，都突出了横画，使其呈现蚕头雁尾的特征，成为一字之主笔。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布”，[image: ]
 （睡简13·56），[image: ]
 （老子乙前12上），[image: ]
 （曹全碑）；“韦”，[image: ]
 （睡简14·89），[image: ]
 （张迁碑）；“本”，[image: ]
 （睡简12·38），[image: ]
 （老子乙前19），[image: ]
 （华山庙碑）；“黑”，[image: ]
 （老子甲149），[image: ]
 （孙子151），[image: ]
 （史晨碑）；“温”，[image: ]
 （足臂灸经10），[image: ]
 （老子甲后249），[image: ]
 （赵菿残碑）。

以上各例中的横画都有不同程度的延长。这些被延长的横画，形态上多呈现出“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的特征；从位置上看，它们大多处在一字的起笔或末笔，起笔可以奠定一字的整体基调，而末笔往往是一字取势的总结和强调，这就说明碑刻隶书的横向取势是一种有意识的表现形式，并作为成熟化的标志固定下来。

2.掠画和波画的横向延长

波画和掠画是成熟隶书最具特色的两个笔画。波画主要表现了“一波三折”的态势，而掠画的特点则表现在中段的弯势和尾部的挑势上，如[image: ]
 。碑刻隶书中波画、掠画往往是一字的主笔，书写时主要特征会被有意地强化，长度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延长，这样就形成了左伸或右展的横向发展的趋势。当然，我们的“横向”是相对的，是就字形整体取势而言，并非专指水平方向的延长。

在成熟隶书中，波画和掠画常常互相配合使用。如果一字中既有波，又有掠，那么着重突出波画，掠势相对收敛，如[image: ]
 ；如果一字中没有波，但有掠，那么特别突出掠画，如[image: ]
 ，这基本已形成规则。我们先看突出掠画的例字。

“产”，[image: ]
 （泰山刻石），[image: ]
 （春秋事语41），[image: ]
 （曹全碑），早期隶书将篆书中的曲线拉成直线或准直线，但字形仍呈纵势。而东汉《曹全碑》将“产”字上部交叉的笔画缩短，弱化成笔程最短的点画，并延长了左向斜出的掠画，字形从纵势变为横势。

“功”，[image: ]
 （老子甲107），[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image: ]
 （孔庙碑），早期隶书“功”为左右结构，“工”与“力”所占比例相当，但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工”做纵向压缩，并置于“力”的左上方，同时尽力延长突出掠画，使其成为一字主笔。如[image: ]
 （阳嘉残碑）、[image: ]
 （赵宽碑）、[image: ]
 （曹全碑）、[image: ]
 （武都太守残碑阴）等。

“名”，[image: ]
 （睡简11·25），[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曹全碑），从[image: ]
 到[image: ]
 ，最明显的就是掠画的变化，被有意延长了的掠画成为一字主笔，同时使字形由纵长变为扁方。

再看突出波画的例字：如做形旁的“辵”部，早期隶书中多做[image: ]
 ，虽有延长捺笔的[image: ]
 形，但数量少且不固定，如[image: ]
 （睡简30·38）、[image: ]
 （纵横家书73）、[image: ]
 （孙膑168）、[image: ]
 （老子甲50）等。在成熟的碑刻隶书中则将延长突出波画的[image: ]
 形作为基本的模式固定下来。我们收录了从“辵”的、包括重复字在内的共365个字，其中绝大多数都横向延长了“辵”中的波画，使其成为一字主笔。如[image: ]
 （史晨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image: ]
 （孔庙碑）、[image: ]
 （鲜于璜碑）等。

再如“心”部，早期隶书“心”部的捺笔向右下写出，呈纵势；但东汉碑刻隶书将这一捺笔向右做横向延伸，字势从纵向变为横向。如“思”，[image: ]
 （老子甲后177），[image: ]
 （纵横家书248），[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史晨碑）。据我们观察，所收录的33个“心”字底的碑隶单字全部体现出横向放置、横向延长的特征。如[image: ]
 （曹全碑），[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image: ]
 （鲜于璜碑）。

另外还有波掠共存时的左伸右展，相比之下，虽然右展的程度要略大于左伸的趋势，但不论如何，这种左伸右展的态势决定了隶书横向发展的方向。比如：

“死”，[image: ]
 （睡简10·5），[image: ]
 （老子乙前2下），[image: ]
 （老子乙前49下），[image: ]
 （乙瑛碑），[image: ]
 （曹全碑）。秦简[image: ]
 呈纵势；汉简[image: ]
 延长了左向的掠画；东汉碑刻延长横画的同时，将波画和掠画向左右分张，使整体呈扁方形。

“大”，[image: ]
 （睡简24·18），[image: ]
 （老子甲147），[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景君碑），从秦简[image: ]
 到碑隶[image: ]
 ，横画的形成、波掠的左右分张使笔势的横向化特征尤为突出。再如“依”“免”“无”“兑”等字，波画和掠画均被横向延长。

“依”，[image: ]
 （睡简20·198），[image: ]
 （老子乙209上），[image: ]
 （鲜于璜碑），[image: ]
 （史晨碑）。

“免”，[image: ]
 （睡简23·17），[image: ]
 （老子甲53），[image: ]
 （陶洛残碑）。

“无”，[image: ]
 （老子甲15），[image: ]
 （孙子59），[image: ]
 （乙瑛碑），[image: ]
 （张迁碑）。

“兑”，[image: ]
 （孙子63）、[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综观汉碑隶书，它在继承早期隶书笔画形式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改造，笔画多作横向的延长（延长之笔多是横画、掠画和波画），使整体成扁方形，更符合典型隶书的特点。

四 点画经常化

点画使用的经常化是碑刻笔画变化的又一特征。书写时点的运行距离最短，下笔即成，省时省事，所以在隶书中被大量使用。在我们所收录的2277个隶书单字中，点画参与了1247个字的构成，参构比例约为55%，可见在碑隶中点已是很普遍的笔画了，这也是隶书成熟的重要标志。

点画经常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用形态各异的点来代替早期隶书中的一些运行距离较长曲线、折线或短横、短竖等。具体分析如下。

1.点代曲线

由点来代替原来的曲线。以“马”字为例，睡虎地秦简作[image: ]
 （秦120），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五十二病方目录），[image: ]
 （老子甲52），早期隶书中是用四条斜置的纵向曲线来表马蹄的。隶书成熟后，用四个点来取代纵向的曲线，这不仅能加快书写速度，而且还符合隶书横向取势的要求。如[image: ]
 （史晨碑）、[image: ]
 （鲜于璜碑）、[image: ]
 （曹全碑）等。

再如“心”字，睡简作[image: ]
 （语9），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24），西汉《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中“悲”[image: ]
 字的“心”部将曲线变为方折直线。东汉碑隶则将[image: ]
 形上方的曲线断开，分别用不同形态的点来代替，如[image: ]
 （肥致碑）、[image: ]
 （曹全碑）、[image: ]
 （尹宙碑）等。

再如“龙”字，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纵横家书188），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膑163），熹平石经易残石作[image: ]
 ，[image: ]
 （白石神君碑），[image: ]
 （曹全碑），“龙”字右部由三条曲线被三点所取代。

再如“受”，睡简作[image: ]
 （10·8），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90），仍用曲线表示上端的手形。但在碑刻中，随着隶书的成熟，曲线断裂，端部被丰富多样的点所代替，如[image: ]
 （史晨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

再如“犬”字，睡简作[image: ]
 （法189），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五十二病方目录），东汉《郑固碑》中“独”字的“犬”部把短曲线变为点，如[image: ]
 。不过汉碑中“犬”字多数是省略掉肩部一点的，形同“大”字，如[image: ]
 （冀州从事冯君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image: ]
 （乙瑛碑）、[image: ]
 （景君碑）中的“犬”部。

早期隶书中有些弧形曲线除了变为平横以外，还有一部分被拆分成了两个点。如“不”字，《说文》小篆作[image: ]
 ，甲骨文作[image: ]
 （佚54），金文《师酉簋》作[image: ]
 ，郭沫若认为“不”字像子房尤带余蕊，其中上部[image: ]
 像子房，下部[image: ]
 像花蕊。睡简作[image: ]
 （秦174），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37），西汉《禳盗刻石》作[image: ]
 ，东汉初期《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作[image: ]
 ，均保留着“子房”之形，只是汉碑文字将曲线改为方折的直线。东汉中期《杨震碑》作[image: ]
 ，将横下的曲线断裂为两点。再如《杨著碑》[image: ]
 、《西狭颂》[image: ]
 、《曹全碑》[image: ]
 、《张迁碑》[image: ]
 等，横下曲线均被两点代替，且形态各异。

再如“辛”“帝”“部”“竟”等字中横线下的弧形曲线经过断裂、拆分，最终被两点所取代。

“辛”，[image: ]
 （睡简·日乙110），[image: ]
 （曹全碑）。

“帝”，[image: ]
 （老子乙前52下），[image: ]
 （纵横家书33），[image: ]
 （杨震碑）。

“部”，[image: ]
 （睡简10·12），[image: ]
 （老子乙前101上），[image: ]
 （曹全碑）。

“竟”，[image: ]
 （纵横家书260）、[image: ]
 （曹全碑）。

2.点代折线

以“州”字为例，甲骨文作[image: ]
 （前4），金文作[image: ]
 （散盘），《说文》作[image: ]
 ，古文作[image: ]
 ，可见甲骨文、金文字形与《说文》古文同。睡简作[image: ]
 （法100），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春秋事语28），[image: ]
 （老子乙前126上），武威汉简作[image: ]
 （有司40），字形构造与《说文》小篆同。《冀州从事冯君碑》作[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作[image: ]
 ，《池阳令张君残碑》作[image: ]
 ，字形与简帛同，都是继承于《说文》小篆字形。《杨统碑》作[image: ]
 ，其中折笔简化被点取代，再如[image: ]
 （郙阁颂），[image: ]
 （尹宙碑），[image: ]
 （杨淮表记）中原来的折笔均被点取代，字形接近于楷书。

再如“疒”字，甲骨文的“疒”字作[image: ]
 （乙738），像人患疾病，倚箸而卧之形。《说文》作[image: ]
 。泰山刻石[image: ]
 ，睡简[image: ]
 （10·17），[image: ]
 （13·55），马王堆帛书[image: ]
 （老子乙前13下），其中“疒”部形同小篆。东汉碑刻文字则将“疒”字左边的折线均改变为点，如[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image: ]
 （杨著碑），[image: ]
 （夏承碑），[image: ]
 （赵宽碑），[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等。

3.点代短横、短竖

早期隶书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点，常以短横和短竖的形式出现。隶书成熟以后，这些短横和短竖就变成以点为主的笔形了。比如做形旁的“氵”形，早期隶书大多数是用三条短横来表示的，但成熟的汉碑隶书中全部弱化成点了。

“浮”，[image: ]
 （老子乙前136下），[image: ]
 （孙膑166），[image: ]
 （肥致碑）。

“渊”，[image: ]
 （老子乙前92上），[image: ]
 （肥致碑），[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海”，[image: ]
 （连云港界域刻石），[image: ]
 （肥致碑），[image: ]
 （景君碑）。

“泽”，[image: ]
 （纵横家书157），[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益”，[image: ]
 （睡简12·47），[image: ]
 （春秋事语48），[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另外也有部分短竖被点替代的。

“庶”，[image: ]
 （老子乙前148下），[image: ]
 （汉印征），[image: ]
 （嵩山太室石阙铭）[image: ]
 （曹全碑）。

“鱼”，[image: ]
 （一号墓竹简12），[image: ]
 （杨震碑），[image: ]
 （曹全碑）。

“直”，[image: ]
 （老子乙前1上），[image: ]
 （连云港界域刻石），[image: ]
 （曹全碑），[image: ]
 （正直残碑）。

“干”，[image: ]
 （五十二病方247），[image: ]
 （张迁碑），[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4.拆字变点

有些点是经过拆分字头而得来的。以“羊”字为例，甲骨文作[image: ]
 （前2·25），金文作[image: ]
 （舀鼎）。睡简作[image: ]
 （杂31），睡简“羊”字将小篆字头断裂为两部分。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纵横家书229），沿续了睡简写法。东汉《夏承碑》作[image: ]
 ，《尹宙碑》作[image: ]
 ，将字头进一步分裂为两点。

再如“六”字，甲骨文作[image: ]
 （前6），金文作[image: ]
 （舀鼎），睡简作[image: ]
 （编3），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子65），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126），[image: ]
 （老子甲后209）。西汉《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作[image: ]
 ，继承了甲骨文、金文及简帛文字字形，东汉《杨震碑》《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等碑中的“六”字，均将字头拆分成一点一横，作[image: ]
 杨、[image: ]
 西。

类似情况的还有“立”“衣”“文”等字。

“立”，[image: ]
 （睡简日甲26背），[image: ]
 （老子甲52），[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image: ]
 （尹宙碑）。

“衣”，[image: ]
 （睡简秦95），[image: ]
 （老子乙前98下），[image: ]
 （纵横家书191），[image: ]
 （曹全碑）。

“文”，[image: ]
 （老子甲后345），[image: ]
 （居延简甲676），[image: ]
 （张迁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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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汉碑刻隶书构字部件的演变及转化方式的探讨

两汉时期完成了古今文字（由篆到隶）的转化，这是划时代的飞跃，是汉字史上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反映在字的构造上，而且也反映在构字基础的变化上，“篆书时期是用线条组字的，隶书时期改由笔画组字了，这种改变从根本上变化了汉字的面貌，这是现代能见到的汉字史上的一次最剧烈的变化，文字学上称为‘隶变’”
 
[1]

 。可见，隶变的发生实际上是从笔画及其笔画组合的变化开始的，一方面是单个笔画书写方式的改变，使我们直观地看到隶书形体上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笔画组合形式的改变，即构字部件的变化，对隶书的形体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构字部件是王宁先生在描述汉字构形系统时提出的重要术语。“当一个形体被用来构造其他的字，成为所构字的一部分时，我们称之为所构字的构件，如‘日、木’是‘杲’的构件，‘木’是‘森’的构件，‘亻、列’是‘例’的构件。”
 
[2]

 我们这里的“构字部件”
 
[3]

 具体是指由笔画组合而成的一个个独立的构形单位，一般情况下是汉字拆分拆到不可再拆的基础构形元素，它们具有或表形、或示音、或表义、或标示等多种功能。本章正是从基础构件的分析入手，描述隶书形体的演变路径，力求弄清楚这些演变的原因及演变发生的大致时间。

第一节 字形拆分与归纳的原则

字形的拆分与归纳不仅是汉字构形分析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也是字体演变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就是将字形拆分成基础构件，以便对两汉碑隶形体的基础元素进行分析，考察汉隶构字部件的演变过程，从而归纳出隶书字体结构的形成规律。对碑隶字形进行拆分时，我们主要遵循依理拆分和依理归纳的原则。

一 依理拆分

依理拆分就是按照汉字结构的客观类型及其组合程序进行的字形拆分。这种方法不但保证拆分的最后结果是有理的，而且可以保证每一个过渡构件都是有理的。如“旗”拆分为“[image: ]
 ”和“其”，如果先把“方”拆出来，剩下右部“[image: ]
 ”，这个构件在汉字族谱中没有出现过，没有构形理据可言，因此是不合理的。“古汉字是表意文字系统，每个汉字的构形都是以来自词义的字意为依据的，是有字理可循的。现代汉字经过隶变、楷化阶段，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质，大多数字形仍具有理据，少部分字形构字理据虽不太明显，但完全可以通过历史的溯源分析出来。”
 
[4]

 因此我们对隶书字形进行逐层的有理拆分，然后对拆分出来的构件加以描述，并按形体的变化分析其演变路径。对构形理据丧失或发生隐匿的，则从自身的系统出发，通过历史的溯源对构件的构意功能及演变过程进行认同与分析。

对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进行描写与分析必须采取依理拆分的方法，这是研究表意文字发展史的一条有效途径。采用依理拆分的方法，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依理拆分有利于分析构件的演变过程和演变规律。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从形体上看，“最大特点就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5]

 ，这便决定了古文字的构形具有理据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汉字具体的构形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因义而构形的基本特点却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因此，对隶书文字的分析采取与古文字相一致的依理分析法，即按理据和形源来分析，这样才能揭示两汉碑刻隶书文字构件的演变过程和演变规律，我们所得出的结果才可以用于系统的历时比较，从而确定两汉碑刻隶书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变化。

（2）依理拆分有利于揭示字形与字形之间的真实关系。“汉字是以构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构形表义系统，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纯粹的形体关系，而是存在着构意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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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形必须按照构意进行有理拆分，才能客观地反映系统的联系。如“徒”字，《说文》：“[image: ]
 ，步行也，从辵，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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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徒”字的构造理据，其直接构件应该拆分为“辵”和“土”。但从隶书形体上看，可以拆分为“彳”和“走”，但这种拆分改变了构字的意图，无法找到“徒”字在系统中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参照构意将其拆分为“辵”和“土”，使它在汉字发展系统中得以定位。

（3）依理拆分有利于文字的识别、异体字的考据。如《史晨碑》中[image: ]
 ，根据系统中构件的联系，该字应为“经”，因为《说文》的[image: ]
 （[image: ]
 ），在两汉碑刻隶书中写作[image: ]
 是很普遍的。如《尹宙碑》《鲜于璜碑》《白石神君碑》等中的“经”右部均作[image: ]
 ，《肥致碑》中的[image: ]
 亦作[image: ]
 。根据“[image: ]
 ”与[image: ]
 之间规律性的演变关系，可以确定两汉碑隶中的[image: ]
 就是“[image: ]
 ”。再如《曹全碑》中的[image: ]
 ，该字应释为“师”，因为小篆的[image: ]
 ，在古隶中有[image: ]
 （睡简16·111）的写法，根据传承关系，可以确证[image: ]
 就是“师”的异体字。

以依理拆分的原则为指导，我们判定基础构件，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拆到最后一级，还有独立的构意（或附属的）。如“本”字，“木”表示树木，具有独立的构意功能；“一”表树根，起指示作用，具有附属的构意功能。

（2）每一个过渡构件必须属于汉字族谱中已存的形体。

（3）必须是不能再拆分的、最小的构形单位，再进一步拆分的结果就是没有构意功能的笔画。如“本”中“木”字再拆分，便是失去构意的笔画了。

二 依理归纳

形体分析是为了显示演变系统，因此对依理拆分得出的结果还要进行有理的归纳。

依理归纳就是按形源和构意功能将构件进行归纳，可以把形源和构意相同而形体不同的构件归纳在一起，也可以把形源和构意不同而形体相同的构件区别开来。如：

[image: ]
 中的“[image: ]
 ”是“刀”的变体；[image: ]
 中的“[image: ]
 ”是“刀”的变体；[image: ]
 中的“[image: ]
 ”是“刀”的变体。它们有相同的形源和构意作用，我们依理将它们归纳在一起。

[image: ]
 中“月”的形源是“[image: ]
 ”（丹）；[image: ]
 的形源是“[image: ]
 （月）”；[image: ]
 中“月”的形源是“[image: ]
 ”（肉）；[image: ]
 中“月”的形源是“[image: ]
 ”（舟）。它们有不同的形源和构意，我们依理将它们加以区别，归入不同的形源。

三 形源的追溯

汉字的构形理据具有传承性的同时，还具有时代性。汉字构形理据的传承性，“保证了汉字构形系统的历代传承，使汉字系统具有超时代性，成为历代汉语的记录符号体系；其时代性，则是指汉字的构形理据的表现形式不能不随着不同时代的汉字体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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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汉字的发展，构形理据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在寻求形体演变的历史时，只要追溯到最近的源头就可以了。汉隶定型之前最近的源头就是古隶，因此古隶是我们分析形体演变的最好的参照系。但由于古隶的材料有限，很多字无法找到字源。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参照视角转向小篆，因为小篆与古隶是同时期的文字，有一定的相似处。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许慎整理，小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是现存的最完整的古文字体系。我们对碑隶字形进行构形分析时，所追溯的形源正是《说文》小篆，但也不完全拘泥于《说文》，对于一些无法从小篆找到合理解释演变情况，我们尽量参照甲骨文、金文。如“旦”字，小篆作[image: ]
 ，但两汉碑刻中的“旦”字大部分都写作[image: ]
 ，下端横画上方多出了一短竖，那这一短竖从何而来？在小篆系统里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向前追溯到西周金文，金文“旦”作[image: ]
 （颂壶），下方是一墨点，表示地平线，古隶将这一墨点写成直线，作[image: ]
 （睡简12·49），东汉隶书刻字进一步将上下两部相分离，但分离不彻底，保留了相连接的一短竖，形成了[image: ]
 的形体。因此“旦”字中“一”的形源是“[image: ]
 ”，而不是小篆中的“一”。

四 构件主形的确立

两汉碑隶反映了碑刻隶书的演变情况，我们拆分构件的对象主要是汉隶字形，而不是演变过程中的形体。但是在汉隶中又出现了诸多异体，对此，我们通过依理归纳，将同一构件的不同写法归纳在一起，并采取从众、从源的原则进行“主形”的遴选。主形之外的其他形体便称为变体。“从众”即构字频率，也就是构字频率高的构件是主形的首选。如形源为“丹”的构件“[image: ]
 ”，有“[image: ]
 ”和“[image: ]
 ”两种写法，“[image: ]
 ”的参构字数27个，“[image: ]
 ”的参构字数4个。根据从众的原则，我们选取构字频率高的“[image: ]
 ”为主形。这样可以了解这一时期构件的主要写法，便于把握形体演变的规律。

“从源”是我们确立主形的第二个原则，即选择与形源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的构件作为主形。如构件“[image: ]
 ”和构件“[image: ]
 ”的构字频率相当，无法用“从众”原则进行取舍，所以选择与形源相似的构件作主形。“[image: ]
 ”和“[image: ]
 ”的形源为“[image: ]
 ”，很显然“[image: ]
 ”是经过形源第一笔弧线的断裂而形成，与形源有很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我们选择“[image: ]
 ”作为主形。“从源”原则有利于形体演变路径分析的准确性。

五 两汉碑刻隶书字形拆分的操作原则

在贯彻依理拆分和依理归纳的原则之外，我们的拆分还本着尊重今文字字形的态度，承认其发展，对理据已经丧失的构件，不再强行拆分，这样所得的结果才会更准确、更客观。具体的操作原则如下。

（1）有些古文字中原是独体字，但到了汉隶变成了合体字，造成了原初理据的丧失。如“朋（[image: ]
 ）”“鱼（[image: ]
 ）”“鹿（[image: ]
 ）”“[image: ]
 （[image: ]
 ）”等字，依据形源，不可拆分。但从字形本身来看，是可以继续拆分的，但是拆分后，原初的构形理据消失了，更无从探寻形体演变的路径，所以，对这类字，要依据形源，不可拆分。还有一种情况，即隶变后发生变形，与形源相比，构件之间失去对应关系。对此我们同样依照形源，不予拆分。如“壹”字，小篆作[image: ]
 ，《说文》“[image: ]
 ，专壹也。从壶，吉声”。隶书作[image: ]
 ，将两个构件重组为“土”“冖”“豆”三部分，但这三部分与[image: ]
 并无对应关系，因此按形源，“壹”字不予拆分。

（2）有些古文字原是合体字，汉隶字形发生了粘合或重组，使构件与形源失去对应关系，对此，我们尊重字形，不予拆分。如“更”字，小篆作[image: ]
 ，《说文》“[image: ]
 ，改也。从攴，丙声”。隶书中作[image: ]
 ，将上下两部分粘合在一起。再如“此”字，隶书作[image: ]
 ，同样将两部分粘合在一起，这类字形都不再继续拆分。再如“寿”，小篆作[image: ]
 ，《说文》“[image: ]
 ，久也。从老省，[image: ]
 ”，隶变后为[image: ]
 ，构件虽然没有发生粘合，但严重变形，如果拆分只是一堆无理据的笔画，无法进行构件对应比照，同样情况的还有“甫”“[image: ]
 ”等字，都不予拆分。又如“重”，小篆作[image: ]
 ，从壬，东声。构件已粘合变形，不予拆分。另外，“春”“秦”“泰”等字上部构件发生粘合，但尚有未粘合的构件，对此，可将未粘合的“日”“禾”“[image: ]
 ”等拆出来，剩下的构件不再拆分。

（3）有一些字的古文字形本来是同一个成字构件和一个非字构件组成。到隶书中，两个构件发生较大变化，从今文字角度看，已视为一个整体。如果按形源进行拆分，得到的都是非字构件，而且两个构件的构字能力较低，对这样的字，我们承认古今文字的区别，即使构件是分离的，也不予拆分。如“寸”，小篆作“[image: ]
 ”，从“又”，从“一”，隶书作“寸”，两个构件发生很大变化，不需再拆分。但如果仍能拆出成字构件，则视其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再如“足”字上部的“口”形，徐锴解释说“像股胫之形”，是非字构件，其构字能力很弱，但另一构件“止”是成字构件，但考虑到“足”字整体的构字能力很强，有利于形体演变系统的分析，所以也不再拆分。类似还有“皮”“言”等。

（4）有些构件穿插的字形，可根据拆分后构件的构字情况加以处理。如：“尹”字拆分为“[image: ]
 ”和“丿”；“秉”拆为“禾”和“[image: ]
 ”。“[image: ]
 ”的形源是“又”，虽然形体变化很大，但有一定的构字量，如“尹”“秉”“事”等，所以予以拆分。但不同的是“兼”字，“兼”字也可拆出“[image: ]
 ”，但剩下的构件构字能力几乎为零，拆分之后只能增加基础构件的数量，且不利于分析其形体的演变过程。综合考虑之后，我们将“兼”字视为独体字，不再拆分。

（5）对于小篆中拆分过于琐细或被勉强拆分的构件，在汉隶中是否要拆分，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幸”，小篆作[image: ]
 ，《说文》：“[image: ]
 ，所以惊人也。从大，从屰。一曰：大声也。……一曰：读若瓠。一曰：俗语以盗不止为幸。”许慎的分析较为勉强，于省吾先生根据甲骨文的形体分析“[image: ]
 （幸）”应为独体字，象施于手腕的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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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对“幸”不再予以拆分。再如“长”，许慎解释为会意字，较为勉强，我们拆分时当作独体字处理，不再继续拆分。

（6）有些字形，尤其是相交的形体，当它们的构字量较强时，有时为了方便指称和描述，便不予拆分。如“东”“禺”等。

我们根据上述诸多原则，对两汉碑刻隶书的2277个不重复单字进行层次拆分，得出基础构件520个，变体870个，并且对每个构件主形的演变过程作了历时的考察。详见附录二《两汉碑刻隶书基础构件及其演变路径表》。

第二节 两汉碑刻隶书构字部件的描写及演变分析

蒋善国先生在《汉字学》中说：“隶变的特点有二：一，变不规则的曲线和匀圆的线条为平直方整的笔画；二，改变偏旁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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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平先生也说：“隶变作为汉字形体的改造运动，以书写的简化和部件单元化程度提高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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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构字部件是体现隶变的显著方式之一，它的变化对隶书的形体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利用汉代碑刻文字材料考察汉字形体的演变，曾已有之，如王献唐对“贼”字的演变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所用文字材料正是汉碑刻字。但是客观地说，碑刻文字需要经过笔和刀两道书写程序，字形难免有些变形，再加上刻字的目的主要为歌功颂德或吊祭，书写时较庄重、严肃，字形相对保守，因此其演变速度明显滞后于同时期的简牍文字。所以，就分析隶书的演变过程而言，汉碑的价值要逊于秦汉简牍。但是如果将碑刻材料与简牍材料结合起来考察，则能更全面、更完善地反映隶书演变的全过程。因此，充分利用两汉碑刻的隶书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字历时演变过程中一些细节的变化。本节我们将选取两汉碑刻隶书的部分字样，参照甲骨文、金文、小篆以及秦汉简帛等相关材料，对隶书构字部件的演变过程作详细的描述，力求弄清楚这些演变的原因以及演变发生的大致时间，从而了解以这些构件为部首的一批汉字的演变过程，为汉字的应用实践提供帮助和有力的支撑。

1.构件“丁”

金文“丁”作[image: ]
 （王孙钟）。《说文》：“夏时万物皆丁实。象形。丁承丙，象人心。”睡简作[image: ]
 （日乙110）、[image: ]
 （13·61），“丁”字上方的墨点逐渐弱化为短横，其象形意味消失，变得符号化、线条化。西汉刻石继承并发展了睡简字形，作[image: ]
 （麃孝禹碑），将横笔拉长，纵笔左向弯曲，固定了隶书横向发展的基本走势。至东汉晚期作[image: ]
 （赵宽碑），“左掠”的特征更为明显。但是当“丁”字参与构字时，必须考虑到整体性，它的笔画要与其他部分相适应，所以末端不再出掠，作[image: ]
 ，如[image: ]
 （熹平残碑），书写中纵笔右移，极容易一笔写就，作[image: ]
 ，如[image: ]
 （景君碑）。构件“丁”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王孙钟）→[image: ]
 （睡简日乙110）→[image: ]
 （睡简13·61）→[image: ]
 （麃孝禹碑）→[image: ]
 （赵宽碑）→[image: ]
 （熹平残碑）→[image: ]
 （景君碑）

2.构件“人”

金文“人”字作[image: ]
 （矢簋），小篆作[image: ]
 ，均像侧面站立的人形。睡简作[image: ]
 （23·17），改变了小篆的写法，由一条左向的弧线和一条右下的直线组成，初具隶书体貌。西汉刻石作[image: ]
 （莱子侯刻石），笔画更加平直，横势也进一步强化，东汉中期[image: ]
 （杨震碑），笔画更加规范，捺笔“雁尾”之势已显露出来。至东汉晚期[image: ]
 （曹全碑），隶书特征得到完全展示。根据构件“人”在字中的位置，变异成多种形体，最主要的变体就是作为形旁的“亻”。西汉初期刻石中“亻”的形态尚未稳定，如“仁”字写作[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形态仍同于单字“人”。而[image: ]
 （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则保留了小篆的写法。至东汉早期，形旁“亻”的形态已确立，后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亻”撇画的形态上，主要有上扬和下抑两种，如[image: ]
 （曹全碑）和[image: ]
 （尹宙碑），其中上扬的笔画为楷书笔画“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构件“人”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两条：

路径一：[image: ]
 （矢簋）→[image: ]
 （睡简23·17）→[image: ]
 （莱子侯刻石）→[image: ]
 （杨震碑）→[image: ]
 （曹全碑）

路径二：[image: ]
 （矢簋）→[image: ]
 （睡简23·17）→[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image: ]
 （何君阁道铭）→[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image: ]
 （曹全碑）→[image: ]
 （尹宙碑）

3.构件“卩”

甲骨文作[image: ]
 （乙9077），金文作[image: ]
 （康侯簋），像跪忌的人形。小篆作[image: ]
 ，《说文》：“瑞信也。象相合之形。”其说有牵强附会之嫌。从金文字形上看，是将甲骨文[image: ]
 形中跪着的腿部拉直，作[image: ]
 ，如[image: ]
 （宅簋）。睡简继承金文写法，并进一步将纵向的线条连成一笔，如[image: ]
 （23·17）中“卩”部。石刻隶书中，变圆转弧线变为方折，出现折角，作[image: ]
 （禳盗刻石）。东汉中晚期，在追求笔画匀整和结构平衡的力量推动下，进一步将字形写作[image: ]
 （白舍人碑）、[image: ]
 （张迁碑），与后世楷书的“卩”相似。构件“卩”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乙9077）→[image: ]
 （康侯簋）→[image: ]
 （睡简23·17）→[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白舍人碑）→[image: ]
 （张迁碑）

4.构件“升”

金文作[image: ]
 （秦公簋），睡简作[image: ]
 （23·4），一号墓竹简作[image: ]
 （180），可见“[image: ]
 ”形经历了向左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大约旋转90度，得[image: ]
 形。至武威汉简作[image: ]
 （13），则将笔画重新组合，把横向线条与弧形中间的短弧线连成一笔，使整个字的重心下移，结构趋于方整。在此基础上，东汉刻字进一步整蚀，隶定为[image: ]
 （史晨碑）。构件“升”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秦公簋）→[image: ]
 （睡简23·4）→[image: ]
 （一号墓竹简180）→[image: ]
 （武威汉简13）→[image: ]
 （石门颂）→[image: ]
 （肥致碑）→[image: ]
 （史晨碑）

5.构件“阝（阜）”

小篆作[image: ]
 ，《说文》：“[image: ]
 ，大陆，山无石者。象形。”以“阳”字为例，石鼓文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效38），银雀山汉墓竹简[image: ]
 （孙子74），“[image: ]
 ”中的“阝”部少了一个弧笔，与隶书形体接近了一步。东汉初期作[image: ]
 （公乘田鲂画像题记），写法还很生硬，东汉中后期“[image: ]
 ”形得以固定，写法接近于楷书。构件“阝（阜）”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以“阳”字为例）：

[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效38）→[image: ]
 （纵横家书7）→[image: ]
 （孙子74）→[image: ]
 （公乘田鲂画像题记）→[image: ]
 （杨著碑）→[image: ]
 （曹全碑）

6.构件“阝（邑）”

甲骨文作[image: ]
 （菁2·1），金文作[image: ]
 （胄侯壶），[image: ]
 （古缶），睡简作[image: ]
 （24·29），银雀山汉墓竹简[image: ]
 （孙子86），居延汉简作[image: ]
 （甲876）。可见，“邑”形的上下两部分经历了逐渐粘合的过程，至[image: ]
 （甲876）完成。而东汉碑刻又将[image: ]
 的弧线拉直，隶定为[image: ]
 ，如[image: ]
 （史晨碑），与“阝（阜）”部混同。构件“阝（邑）”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甲骨文）→[image: ]
 （睡简24·29）→[image: ]
 （孙子86）→[image: ]
 （居延汉简甲876）→[image: ]
 （东汉碑刻）→[image: ]
 （史晨碑）

7.构件“予”

小篆作[image: ]
 ，《说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106），[image: ]
 （老子乙前9下），字形上方相交的两部分逐渐分离；居延汉简作[image: ]
 （甲826），将下部圆弧切去三分之一；东汉碑刻在汉简字形的基础上，将下端弧线的弯度加深，以突出掠画特征，如《肥致碑》的[image: ]
 。而《赵宽碑》[image: ]
 字中的“予”部形态与小篆同构，应是复古现象，不在“予”字历时演变之列。构件“予”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小篆）→[image: ]
 （老子甲106）→[image: ]
 （老子乙前9下）→[image: ]
 （居延汉简甲826）→[image: ]
 （肥致碑）

8.构件“禺”

小篆作[image: ]
 ，《说文》：“母猴属。头似鬼。从甶，从禸。”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五十二病方76），[image: ]
 （老子乙前94下），武威汉简作[image: ]
 （服传31），东汉刻石作[image: ]
 （西狭颂），可见“禺”字下部的演变是通过[image: ]
 形左端曲线逐渐向左移动，直到与横线左端接合而完成的；其余部分则经历了逐步方折的变化。但是左端接合的“禺”字形体演变并不彻底，在东汉晚期的碑刻中还有未全部接合的例字，如[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可见“禺”字字形的完全固定应在楷书阶段。构件“禺”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小篆）→[image: ]
 （五十二病方76）→[image: ]
 （老子乙前94下）→[image: ]
 （武威汉简服传31）→[image: ]
 （西狭颂）

9.构件“才”

甲骨文作[image: ]
 （续1·3·6），金文作[image: ]
 （免卣），《说文》：“[image: ]
 ，草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甲、金文字形中线条交叉处的墨点表示地面。马王堆帛书继承了甲、金文的写法，作[image: ]
 （老子甲138），同时也有不同写法，即将墨点分离出来，作[image: ]
 （老子甲后268），[image: ]
 （老子乙193）；东汉中期的石刻隶书沿承了简帛字形，写作[image: ]
 （杨震碑），晚期字形进一步规整，横势得以强化，作[image: ]
 （张迁碑）。构件“才”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免卣）→[image: ]
 （老子甲138）→[image: ]
 （老子甲后268）→[image: ]
 （杨震碑）→[image: ]
 （张迁碑）

10.构件“之”

甲骨文作[image: ]
 （粹1043），金文作[image: ]
 （毛公鼎），金文将[image: ]
 形中相穿插的线条分离出来。睡简则进一步将字形做横向压缩，写作[image: ]
 （23·1），但仍与古文字同构，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马王堆帛书写为[image: ]
 （老子甲4），乃是向隶书过渡的形体。在汉代的碑刻隶书中，东汉早期的“之”尚处过渡阶段，如[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东汉中后期则完全隶变为[image: ]
 形。构件“之”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粹1043）→[image: ]
 （睡简23·1）→[image: ]
 （老子甲4）→[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image: ]
 （礼器碑）→[image: ]
 （曹全碑）

11.构件“宀”

甲骨文作[image: ]
 ，小篆为[image: ]
 ，像屋子的形状，上表屋顶，左右表墙。碑刻隶书中，早期刻字“[image: ]
 ”上方尖端逐渐隶变为点，左右两个竖笔明显较长，如[image: ]
 （杨孟元题记），东汉后期左竖逐渐变短，最终弱化为点，而右竖终以“钩”带过，如[image: ]
 （曹全碑）。根据汉碑文字材料，构件“宀”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以样字为例）：

[image: ]
 （峄山刻石）→[image: ]
 （杨孟元题记）→[image: ]
 （贤良方正残石）→[image: ]
 （景君碑）→[image: ]
 （礼器碑）→[image: ]
 （曹全碑）

12.构件“也”

小篆作[image: ]
 ，琅邪刻石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15·103），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1），可见“也”字字形下部的曲线由中间向左逐渐移动，至[image: ]
 （老子甲1）移到最左端，这样就极容易和上方的竖线连成一笔。石刻隶书中，在东汉早期就把两笔连成了一笔，作[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晚期进一步规整为[image: ]
 （皇女残碑）。在银雀山汉墓竹简中“也”字写作[image: ]
 （孙膑163），该形体应来源于小篆，且对小篆字形进行了改造。西汉刻石《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作[image: ]
 ，将银简字形中间的长弧线断成两笔，在西汉刻字的基础上，东汉刻字进一步加工，早期的《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作[image: ]
 ，与后期隶书字形相同。后期的变化只是笔画形态上的完善。构件“也”大致拟定为两条演变路径：

路径一：[image: ]
 （琅琊刻石）→[image: ]
 （睡简15·103）→[image: ]
 （老子甲1）→[image: ]
 （皇女残碑）

路径二：[image: ]
 （小篆）→[image: ]
 （孙膑163）→[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曹全碑）

13.构件“六”

甲骨文作[image: ]
 （前7·39·1），金文作[image: ]
 （保卣），《说文》：“[image: ]
 ，《易》之数，阴数变于六，正于八。从入，从八。”睡简作[image: ]
 （23·3），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126），[image: ]
 （老子乙252下），可见起笔的两条斜弧线分别向左上和右上横向拉伸，直至接近水平，再将两线交汇的尖端分裂成点，最终隶定为[image: ]
 （武威医简86乙）。就两汉碑刻文字来看，西汉早期作[image: ]
 （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还保留着古文字形的写法，中晚期的《五凤二年刻石》作[image: ]
 ，隶书“六”形基本定型。东汉以后主要是在笔态方面加以丰富和强化，以突出隶书特征。构件“六”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保卣）→[image: ]
 （睡简23·3）→[image: ]
 （老子甲126）→[image: ]
 （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image: ]
 （五凤二年刻石）→[image: ]
 （薄书残碑）→[image: ]
 （白石神君残碑）

14.构件“凡”

甲骨文作[image: ]
 （前7·28·4），像造器之模范形，金文作[image: ]
 （散簋），小篆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24·30），它同时结合了甲金文和篆体的特点，银雀山汉墓竹简[image: ]
 （孙膑112），将横线上移并与右弧线相接。东汉早期刻石作[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字形尚存古意，但已使用隶书笔法，东汉中后期字形进一步完善，且作为独体字时，[image: ]
 字里面与左右相接的横画逐渐弱化为点，与后世楷书趋同。据此，构件“凡”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散簋）→[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24·30）→[image: ]
 （孙膑112）→[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image: ]
 （杨著碑）→[image: ]
 （史晨碑）

15.构件“女”

甲骨文作[image: ]
 （前16·4·1），像跪忌的人形，泰山刻石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法80），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后12），可见，“女”部的演变，先是将相互交错的两条曲线分别变成折线，然后将贯穿两笔的纵长曲线拉直，并向左做逆时针转动，直至水平方向。在石刻隶书中，东汉早期尚可看到篆书遗意，如[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中后期隶变完成，隶定为[image: ]
 。“女”部可单用，也可作偏旁，主要位于左侧或下部。位于左侧时，“女”部的横画受结构影响不能舒展，一般都较短，如[image: ]
 （曹全碑）、[image: ]
 （赵宽碑）；但位于下部时，横画极尽延伸之势，往往成为一字主笔，如[image: ]
 （孔庙碑）、[image: ]
 （鲜于璜碑）、[image: ]
 （池阳令张君残碑）。构件“女”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前16·4·1）→[image: ]
 （泰山刻石）→[image: ]
 （睡简法80）→[image: ]
 （老子甲后12）→[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

16.构件“[image: ]
 ”

构件“[image: ]
 ”来源于小篆“辵”形，甲骨文写作[image: ]
 ，小篆作[image: ]
 ，像人在路上行走。隶书形体变化较大，变异形态较多，但从小篆字形上看，隶书“[image: ]
 ”上的三点是有线索可循的。在西汉刻石中，“[image: ]
 ”形尚存篆意，上方作两撇，但下“止”部省减为弯笔，如[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东汉早期已初具隶书“[image: ]
 ”的形态，如[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中后期进一步发展，“辵”字上方三撇完全弱化为点，“止”简化为带有折头的平捺画，波势明显，并成为一字之主笔，如[image: ]
 （张迁碑）。构件“[image: ]
 ”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8·2）→[image: ]
 （老子甲20）→[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image: ]
 （杨震碑）→[image: ]
 （张迁碑）

17.构件“[image: ]
 ”

小篆作[image: ]
 ，《说文》：“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睡简[image: ]
 （12·50）字中的“乍”，将小篆的曲线形体朝着平直方向改变，但不彻底，马王堆帛书[image: ]
 （老子甲54）中的“乍”，将上端[image: ]
 形向水平方向拉展。西汉刻石已将[image: ]
 形拉成直线，并在顶部成功分离出一短竖，如[image: ]
 （巴州杨量买山地记），东汉时期[image: ]
 上方的这一短竖从中间逐渐向左移动，最后变成短撇。如[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image: ]
 （乙瑛碑）、[image: ]
 （礼器碑）、[image: ]
 （郑固碑），但是在汉碑中[image: ]
 形并不稳定，在《熹平石经易残石》《史晨碑》等后期碑刻中，均作[image: ]
 ，如[image: ]
 （易）、[image: ]
 （史），但这些并不是字形发展的主流方向，应该属于回返现象。所以构件“[image: ]
 ”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以“作”字为例）：

[image: ]
 （峄山碑）→[image: ]
 （睡简12·50）→[image: ]
 （老子甲54）→[image: ]
 （巴州杨量买山地记）→[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image: ]
 （乙瑛碑）→[image: ]
 （礼器碑）→[image: ]
 （郑固碑）

18.构件“心”

小篆作[image: ]
 ，像心形。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足臂灸经14），[image: ]
 （老子甲24），将[image: ]
 形上部的弧线缩短，字形有所变化，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膑326），上部的弧线进一步弱化。东汉刻石将[image: ]
 形中间纵向的曲笔改为横向的弯笔，且出波势，如[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心”部根据构字位置的不同，形成了[image: ]
 （位下方）和[image: ]
 （居左侧）两种不同形式。由此，构件“心”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以下两条：

路径一：[image: ]
 （小篆）→[image: ]
 （足臂灸经14）→[image: ]
 （老子甲24）→[image: ]
 （孙膑326）→[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

路径二：[image: ]
 （小篆）→[image: ]
 （小篆）→[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19.构件“皿”

甲骨文作[image: ]
 （燕798），小篆作[image: ]
 ，像碗、盆之类的食器。睡简字形将[image: ]
 形容器的深度变浅，下端的支脚横向拉长，作[image: ]
 ，如[image: ]
 （12·47），马王堆帛书[image: ]
 （老子甲37）字中的“皿”部，将器口和器身连到一起，已看不出容器的样子了，而[image: ]
 （纵横家书11）字中又进一步将下端的连笔断开。东汉初期的刻字把[image: ]
 上方的曲笔与末端横线连到一起，并改变书写笔顺，确定了隶书“皿”的形体，如[image: ]
 （嵩山太室石阙铭）。构件“皿”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以“益”字为例）：

[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12·47）→[image: ]
 （老子甲37）→[image: ]
 （纵横家书11）→[image: ]
 （石门颂）→[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20.构件“[image: ]
 ”

甲骨文作[image: ]
 （佚54），上面像花蒂的子房，下面像花蕊下垂形。小篆作[image: ]
 ，《说文》：“[image: ]
 ，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一犹天也。”此说似为不妥。在两汉碑刻隶书中“不”字分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形源于小篆，表子房的部位向里收缩，逐渐变为正三角形，详见“路径一”。另一条线索形源于甲骨文，这也是字形发展的主流方向，表子房的[image: ]
 形为倒三角形，这样才为横下两点的弱化提供了可能。其演变路径详见“路径二”：

路径一：[image: ]
 （泰山刻石）→[image: ]
 （老子甲37）→[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嵩山太室石阙铭）→[image: ]
 （郙阁颂）

路径二：[image: ]
 （佚54）→[image: ]
 （睡简23·1）→[image: ]
 （老子乙前2上）→[image: ]
 （冀州从事冯君碑）→[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image: ]
 （西狭颂）→[image: ]
 （曹全碑）→[image: ]
 （正直残碑）

21.构件“言”

甲骨文作[image: ]
 （林1·4·1），小篆作[image: ]
 （泰山刻石），像张口伸舌讲话之形。睡简作[image: ]
 （10·1），将小篆形体中的曲线变成平折线，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膑65），[image: ]
 （孙膑6），进一步把曲线变直，但字形中还遗留着古文字中的竖笔。从简帛文字材料来看，这一竖笔的位置极不固定，或左或右，或长或短，或有或无，如[image: ]
 （春秋事语71）、[image: ]
 （孙膑6）、[image: ]
 （老子甲29）、[image: ]
 （纵横家书10）等。正是因为这一竖笔位置不稳固，所以成为被规范的对象，在汉字简化的大前提下，这一竖笔最终被取缔，隶写为[image: ]
 。构件“言”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泰山刻石）→[image: ]
 （睡简10·1）→[image: ]
 （孙膑65）→[image: ]
 （春秋事语71）→[image: ]
 （孙膑6）→[image: ]
 （老子甲29）→[image: ]
 （纵横家书10）→[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

22.构件“岂”

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上部演变成“山”，下部演变成“豆”，但在隶变完成之前，“山”呈侧立形，而且“山”和“豆”之间是有连接点的。这个连接点最初是在“豆”字顶部横画的右端，如[image: ]
 （张迁碑），后来在类化力量的作用下，“山”和“豆”逐渐分离，致使这个连接点断裂，“山”形也逐渐放平。最终演变成接近于楷书的“豈”。根据汉碑中的字样，构件“岂”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以样字为例）：

[image: ]
 （小篆）→[image: ]
 （张迁碑）→[image: ]
 （熹平残碑）→[image: ]
 （许阿瞿画像石题记）→[image: ]
 （梁武祠画像题字）

23.构件“及”

小篆作[image: ]
 ，从人从手，表示后面的人赶上来用手抓住前面的人。睡简作[image: ]
 （24·18），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春秋事语37），皆与小篆同构。东汉早期作[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将表人形的末笔和表手形的起笔连成一笔，写成[image: ]
 形，到中后期这一写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如[image: ]
 （曹全碑），字形已很接近楷书了。《史晨碑》作[image: ]
 ，“[image: ]
 ”形上下两笔并未相接，应是复古的写法。构件“及”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24·18）→[image: ]
 （春秋事语37）→[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曹全碑）

24.构件“皮”

金文作[image: ]
 （叔父皮簋），《说文》解释：“[image: ]
 ，剥取兽革者谓之皮。从又，为省声。[image: ]
 古文皮，[image: ]
 籀文皮。”从金文字形上看，上面是个口，表示兽的头，一竖表示身体，右边半圆表示已被揭起的皮，右下表手。与《说文》解释相符，但《说文》字形[image: ]
 与金文相差较远，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石鼓文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杂16）、[image: ]
 （10·7），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膑220），这些字形都与金文同构，于是可断定《说文》小篆字形讹误。因此，我们考察构件演变路径，小篆字形不适合作为参照。[image: ]
 （10·7）、[image: ]
 （孙膑220）应该是“皮”字隶变过程中的过渡形体。东汉碑刻最终隶定为[image: ]
 。构件“皮”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叔父皮簋）→[image: ]
 （睡简杂16）→[image: ]
 （睡简10·7）→[image: ]
 （孙膑220）→[image: ]
 （史晨碑）

25.构件“[image: ]
 ”

甲骨文作[image: ]
 （乙7818），小篆作[image: ]
 （峄山碑），从亼，从[image: ]
 。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69）、[image: ]
 （纵横家书5）、[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均与小篆同构。《史晨碑》[image: ]
 字中“今”作“[image: ]
 ”，与甲骨文同构。定县竹简[image: ]
 （19）、东汉碑刻[image: ]
 （石门颂）、[image: ]
 （赵宽碑）等字将小篆的“[image: ]
 ”变成“[image: ]
 ”，这应该是书写习惯所致，右手执笔，习惯于从左向右书写，而“[image: ]
 ”形的写法与之相背，所以造成“[image: ]
 ”形的演变。构件“[image: ]
 ”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峄山碑）→[image: ]
 （老子甲69）→[image: ]
 （定县竹简19）→[image: ]
 （石门颂）→[image: ]
 （赵宽碑）

26.构件“至”

甲骨文作[image: ]
 （乙7795），小篆作[image: ]
 ，像鸟从高处飞下之形。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37），将小篆的弧线缩短；[image: ]
 （老子乙前4下）字将上方像鸟尾的“[image: ]
 ”形分别向水平方向拉长；[image: ]
 （春秋事语7）进一步将[image: ]
 连成一笔，[image: ]
 （赵宽碑）与之同构。东汉刻字再把横下的圆弧曲线演变成方折平直的结构，作[image: ]
 ，从此完成隶变。如[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构件“至”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乙7795）→[image: ]
 （小篆）→[image: ]
 （老子甲37）→[image: ]
 （老子乙前4下）→[image: ]
 （春秋事语7）→[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

27.构件“[image: ]
 ”

甲骨文作[image: ]
 （粹1200），金文作[image: ]
 （子禾子斧），睡简作[image: ]
 （封47）。西汉碑刻作[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从甲骨文、金文“丘”字的构形上看，按照画画的原则，都应该是从下起笔向上运行分别做两个正三角状，而这是不符合自上而下的书写习惯的。隶变时为了快速书写，将一笔写成的三角状断开成自上而下的两笔。从睡简和西汉碑刻中能看到这种改造的痕迹，但它们还保留着古文字的形态，属于隶变初期。后来经过进一步加工，最终改造为“[image: ]
 ”和“[image: ]
 ”的组合，作[image: ]
 。“丘”字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粹1200）→[image: ]
 （封47）→[image: ]
 （老子甲后336）→[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

28.构件“[image: ]
 ”

金文作[image: ]
 （夨令彝），古人通常以三十年为一世，“止”上三个圆点，表示三十年。小篆作[image: ]
 ，构形和金文基本相同，只不过圆点变成三短横。西汉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后295）、[image: ]
 （纵横家书132），将小篆的曲线拉直，三个短横连成一长横，这应是在趋直趋简作用下的改造，而且[image: ]
 形，最外侧的一竖下端向相邻的竖画靠拢。到东汉两竖相接且与下端横笔分离，隶定为[image: ]
 ，与后世楷书同。构件“世”的演变路径大致拟定为：

[image: ]
 （夨令彝）→[image: ]
 （小篆）→[image: ]
 （老子甲后295）→[image: ]
 （杨震碑）→[image: ]
 （曹全碑）

第三节 两汉碑刻隶书构字部件转化方式探讨

通过上节对两汉碑刻隶书构字部件的具体描写及其演变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基本的常用的构字部件的变化，对隶书形体的变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其作用功不可没。关于隶变，姜宝昌先生论道：“隶变是汉字由秦篆向隶书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变（如：[image: ]
 —此）、省变（如：[image: ]
 —香）和讹变（如：[image: ]
 —秦）的总称。”
 
[12]

 可见“形变”“省变”“讹变”是隶变的三个基本方式。考察隶变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本节主要从构字部件的转化方式入手，探讨隶变的规律。

与小篆字形相比，碑刻隶书构件变化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隶合和隶分
 
[13]

 。所谓隶合，就是将篆书中若干个不同的构件（或构件组合）转化为一个隶书构件。所谓隶分，就是将篆书中同一个构件（或构件组合）分化为若干个隶书构件。具体分析如下。

一 隶合：若干不同的篆书构件合并成同一个构件

（一）隶合为构件“口”

[image: ]




（二）隶合为构件“田”

[image: ]




（三）隶合为构件“四”

[image: ]




（四）隶合为构件“目”

[image: ]




（五）隶合为构件“西”

[image: ]




（六）隶合为构件“月”

[image: ]




（七）隶合为构件“[image: ]
 ”

[image: ]




（八）隶合为构件“[image: ]
 ”

[image: ]




（九）隶合为构件“[image: ]
 ”

[image: ]




（十）隶合为构件“[image: ]
 ”

[image: ]




（十一）隶合为构件“[image: ]
 ”

[image: ]




（十二）隶合为构件“[image: ]
 ”

[image: ]




（十三）隶合为构件“乂”

[image: ]




（十四）隶合为构件“米”

[image: ]




（十五）隶合为构件“日”

[image: ]




（十六）隶合为构件“儿”

[image: ]




（十七）隶合为构件“曲”

[image: ]




二 隶分：同一个篆书构件分化为若干个不同构件

（一）[image: ]
 形分化

[image: ]




（二）[image: ]
 形分化

[image: ]




（三）[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四）[image: ]
 形分化

[image: ]




（五）[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六）[image: ]
 形分化

[image: ]




（七）[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八）[image: ]
 形分化

[image: ]




（九）[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十）[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十一）[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十二）[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十三）[image: ]
 形分化

[image: ]




（十四）[image: ]
 形分化

[image: ]




通过以上分析，对两汉碑刻隶书的构字部件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汉隶构字部件符号化程度提高。

隶变过程就是汉字完全符号化的过程，隶书部件在改造篆体部件（或部件组合体）的过程中朝着平直方正的方向发展，符号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小篆的象形意味便随之脱落尽净。如[image: ]
 （象草形）、[image: ]
 （象竹形）、[image: ]
 （[image: ]
 头省形）、[image: ]
 （[image: ]
 之毛角）、[image: ]
 （蝎螯）等象形符号，都变成了隶书构件“[image: ]
 ”，什么象形意味也看不出来了。再如隶书构件“申”，金文作[image: ]
 ，象闪电的形状；小篆作[image: ]
 ，虽失古体原意，但尚有线索可循；隶变时按平直方正的规格将字写作“申”，一点闪电的影子也不见了。构件“乂”，小篆作[image: ]
 象剪树叶枝条的剪子形；“又”，小篆作[image: ]
 象右手形；“非”，小篆作[image: ]
 象飞鸟的双翅；“豆”，小篆作[image: ]
 象一种高脚盛物的器皿；“泉”，小篆作[image: ]
 象穴道流水形；“巳”，小篆作[image: ]
 象种子或胎儿；“牙”，小篆作[image: ]
 象牙齿交错形；“及”，小篆作[image: ]
 象以手追及人形；象口中出气形的[image: ]
 ，隶书作“日”；象房屋的“[image: ]
 ”形，隶变后均作“宀”等诸例，构件在隶变后都看不出像什么东西了，已变成与最初的造字意图相差甚远的符号或笔画的组合。

二是汉隶构字部件单元化程度提高。

所谓“部件单元化”，就是指在整个构字系统中，部件成为有固定形体、位置以及较强构字能力的独立单位。我们对隶书构字部件考察时发现，520个构字部件，隶合的有147例，约占总数28%；隶分的有42例，约占总数8%。由此可见，篆书中不同部件合并为一个隶书部件（隶合）的情况明显多于同一部件分化为不同隶书部件（隶分），即合大于分。这正是文字“尚同”规律在隶变中的主要表现。而“同”的目的和结果，便是产生数量有限、“单元化”程度较高的隶书部件，使得隶书的构字系统比篆书更为便捷、先进。这里的部件，无论是篆书部件，还是隶书部件，多数是做部首，而合大于分，正是隶书部首较之篆书大大减少的主要原因。总之，上述分析，正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简化和繁化始终是并存的，但简化是主要的，而部件单元化程度提高正是汉字简化的一种体现。

三是汉隶构字部件规范化程度提高。

与篆体部件（或部件组合体）相比，两汉碑刻隶书的构字部件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混同和分化的变革，既是“变革”，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逐步规范的过程。在规范的早期，由于隶书构件的写法和相对位置的不固定，往往出现一个篆体对应多个隶体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碑别字”很多。究其形成原因则在于隶变是产生于民间的一场“自发运动”，并不是先由官方拟定好计划，然后再推行的强化行为。这样一来，就很难想象，每一个构件的转化，都能规规矩矩地进行。“一方面，同一秦篆可以变为几个不同形体的隶字”
 
[14]

 ，如“龟”既可写成[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也可写成[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壹”既可写成[image: ]
 （杨震碑），也可写成[image: ]
 （白石神君碑）；“万”既可写成[image: ]
 （张迁碑），也可写成[image: ]
 （曹全碑），还可写成[image: ]
 （孙仲阳为父建石阙题记）。“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们还可以看到《史籀篇》，也可以看到六国文字，它们的写法与秦篆不同，一经隶定，也保存下来。”
 
[15]

 如“[image: ]
 ”可以根据秦篆隶定为[image: ]
 （曹全碑），也可以根据六国古文写成[image: ]
 （刘熊碑）；“[image: ]
 ”可以根据秦篆隶定为[image: ]
 （乙瑛碑）或[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也可根据六国古文“[image: ]
 ”隶定为[image: ]
 （张迁碑）。当然，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人们自然会对这些异形字做出取舍并加以规范，那些常用的较为简洁的写法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主形，而其他的就作为“碑别字”保留下来。

另外，从两汉碑刻隶书刻写的形态上也可以看出构字部件在逐步地统一和规范。西汉以及东汉早期，刻字尚处于篆隶嬗变阶段，又因石材粗糙或刻工不精湛等因素，使构件的刻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这一时期的构字部件，无论是形体上还是布局安排上都还不稳定。如[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image: ]
 （巴州杨量买山地记）、[image: ]
 （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image: ]
 （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等字，构件形态不稳定，刻写较为随意。至东汉中后期，碑刻构字部件的形体得到了统一和规范。如“亻”部，统一在字的左侧，由“丿”和“丨”组成，从形态上看，刻字中不外乎撇画上扬和下抑两种，“上扬”如[image: ]
 （曹全碑）、[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下抑”如[image: ]
 （尹宙碑）、[image: ]
 （景君碑）。再如“儿”部，早期写法的“丿”的长短以及“乚”的弯度不固定，如[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何君阁道铭）、[image: ]
 （青神大芸坳建初元年崖墓题记）、[image: ]
 （青神大芸坳元初五年崖墓题记）。中后期以后，“乚”的弯度基本上固定下来，是接近于90度或略大于90度的样式，如[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image: ]
 （赵宽碑）、[image: ]
 （曹全碑）、[image: ]
 （白石神君碑）。

再如[image: ]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image: ]
 （白石神君碑）、[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image: ]
 （赵宽碑）、[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曹全碑）、[image: ]
 （莱子侯刻石）、[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等。总之，从以上字例中可以明显看出隶书形态从随意草率到严肃工整的发展演变趋势，构字部件的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

四是汉隶构字部件的“服务”意识增强。

我们这里说的“服务”，指的是服务于字形的整体形态。在古文字阶段，各个部件之间的组合都是随意的，相对独立，各占一角，并不为整体性考虑。比如“育”字，金文作[image: ]
 ，从女，从倒子，象妇女生养孩子。“字”，金文作[image: ]
 ，从宀，从子，象屋中养子。“涉”，甲骨文作[image: ]
 ，中间是水，两边两只脚，象涉水之形。这些字的象形意味较强，都可以依形索义，正因为如此，构字的整体意识被忽视甚至尚未提及，也似乎在情理之中了。篆书阶段，字体得到调整，变得匀圆齐整，但还没有脱掉象形特征，篆书部件的写法与单体字的形体完全一样，所处位置相对固定，服务于整体的意识还很薄弱。而隶书阶段，构字部件会按整体字形的大小、宽窄、疏密等变化而立其形，即“因字立形”，这已成为隶书结体中一条重要的规律。隶变过程中，“当一个独体字作为某一字的组成部分时，它的笔画就必须和另外一个组成部分适应，必须具有整体的思想，把一个字的笔画匀匀整整地布置在一个方格子里”
 
[16]

 。因此，隶书书写时可能会变换部件的位置，或将一个部件割裂开，甚至改变部件的形体，以适应整体结构的平衡和笔画的匀整。如“璧”，小篆作[image: ]
 ，从玉，辟声，上下结构，构件“玉”处在下部；但在隶书中却写作[image: ]
 （白石神君碑），“玉”部由下部移至左下，与“[image: ]
 ”联合，占有左边二分之一的位置，这样一来就避免了笔画疏密不匀、结构上下失重的弊端，达到了匀称平稳的目的。又如“徒”，小篆作[image: ]
 ，从辵，土声，隶书写作[image: ]
 （杨著碑），这是把“辵”部割裂开的结果。隶书将“辵”分成“彳”和“止”两部分，“止”部又右移到“土”部下面，占有右边二分之一的位置，并与“土”联合，与“彳”部形成左右分立之势，使重心稳定，整体均衡。再如“然”，小篆作[image: ]
 ，从火，肰声；隶书写作[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将下端“火”部改为四点组合。从整体上看，“然”字左右开张，向横势发展，而横向排开的四点正好满足这一走势，使字形的外观和谐。总之，可以说隶书的构字部件受到方块字结构平衡的制约，服务于字形的整体思想得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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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书写角度考察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结构的形成原因

字体结构必须借助书写才能体现，而书写又必须在一定的工具和材料上实现，因此用什么笔、什么书写姿势以及写在什么样的质地和规格的材料上等诸多书写因素，都对字体的结构起到制约或推动其演化的作用。以前的文字学对于文字结构的研究，主要以传统“六书”为基础，集中在汉字构件拆分、构件功能分析以及构件组合方式的总结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逐渐走向本体化、科学化的道路。但是我们认为，作为文字的研究，只进行这种研究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研究仅仅是文字演变的静态描述，无法揭示演变的内在因素。只有从动态角度才能考察出字体结构形成的真正内因。书写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字体形成的最根本的条件，因为“它的墨迹提供给我们细腻的用笔方法和运动轨迹，让我们透过对这些轨迹的观察和分析，得到对字体形态的现象最生动、准确的生成原因的解读”
 
[1]

 。以前的文字学研究也注意到了汉字形体演变时结构和笔势的联系，比如黄侃先生在《论笔势变易》中说：“笔势不过一点一横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多，而其势不得不有所避就。或小变其笔势，又或求字体之茂美，则增加其笔画，亦有无可变易，而其势不得不同者。”
 
[2]

 这正揭示了笔画变化对字体结构的影响。再如王凤阳先生说道：“全部字体演进史，概括起来，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就是根据人书写时的生理习惯去改进各种点、线的历史，就是缩短写字时的字的线路、缩短写字时间的历史。”
 
[3]

 这里提到了书写生理与字形演变的关系，显然是注意到了书写因素的重要作用，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正相符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参考依据。

但是王凤阳先生仅分析了生理因素这一个方面。其实，影响字体结构的书写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书写载体、书写工具、书写章法等，这些都是字体变化的内因，是探讨结构形成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关注得很少，虽有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书写材料”的考察上，比如《先秦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概述》（李更旺，《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2期》）、《书写材料的历史变迁》（陈冠英，《兰州学刊》1993年第3期）、《汉晋时期文书书写材料的变化》（韩树峰，《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等；也有分析书写材料对字体结构影响的，如《书写材料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影响》（李恩江，《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1期）、《书写材料和工具与隶变的关系探讨》（杨加深，《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3期）等，但研究成果捉襟见肘；而关于“书写章法”的分析主要散见于各种书法教材中，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探讨章法行款与字形结构关系的文章。由此可见，系统地从书写角度分析字体结构变化的内在原因这一重要课题，目前的研究还很薄弱。本章志从书写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方式以及书写章法等诸多书写角度出发，结合两汉碑刻的文字材料，探讨隶书字体结构演变和形成的内在动因，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有关理论加以充实、系统，以作抛砖引玉之用，就教于大方之家。

第一节 书写载体对字体结构的影响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物质性符号，它的字体的演变以及结构的变化都是靠物质的载体来实现的。在中国纸张发明并通用之前，汉字主要的书写载体是竹木简牍，除此之外，还有刻石、铜器、印章、砖瓦、帛等。其中竹木简牍的影响较大，这是由于竹木生长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经过简单的加工整治之后便能书写，而且便于携带和保存，因此被广泛使用。“《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简。’甲骨文、金文中都有‘册’字，作编简形状，说明殷商时已用竹、木或其他质地的简册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
 
[4]

 这说明竹木简牍的广泛使用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但与此同时，“石头也是与人类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石头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服务着”
 
[5]

 。石头是人们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载体。因此，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契刻的传统与竹木简牍一样源远流长，早在原始图画中就有契刻的作品出现，如连云港将军崖岩画
 
[6]

 ，以石器敲凿磨制而成，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文字产生之后，契刻又同主要的书写工具——毛笔相结合，成为记录汉字的手段。

石刻铭文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现存的实物有《小臣係簋断耳铭文》和《妇好墓石磬刻文》两种。到春秋战国时期，石刻开始多起来，规模较大的当数《石鼓文》，此后还有《诅楚文》《守丘刻石》等。秦统一之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峄山、泰山、琅邪（玡）台、之（芝）罘、碣石、会稽等地刻石铭功。秦二世时又在每处刻石上加了一道诏书，说明这些石上的文字是始皇刻的”
 
[7]

 。可见在秦代，石刻文字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另外，古代典籍材料中一些文字信息也可证明石刻文字的渊源历史，如《墨子·兼爱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涿于盤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8]

 《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9]

 文中都将“金石”并称，可见在墨、荀时代，石刻文字已非罕见。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
 
[10]

 这些文献隐约地反映出，在远古时期金石是铭刻记事的主要材料。那么，汉代碑刻的书写载体选取石质材料，应该说是对传统的继承。

中国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其名称分类错综复杂，例如陆和九先生《中国金石学讲义》从内容出发，将碑刻分为碑碣、志铭、石画、刻经四大类。
 
[11]

 马衡先生《中国金石学概要》进一步细分为碣、摩崖、碑、造像、画像、石经、释道石经、医方、格言、书目、文书、墓志等。
 
[12]

 朱剑心《金石学》分为十类，即刻石、碑碣、墓志、塔铭、附图、经幢、造像、摩崖、买地蓟及杂类。
 
[13]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也分为十类：刻石（包括摩崖与碣）、碑、墓志、塔铭（附带舍利函等佛塔的附属刻石）、经幢、造像题记、画像石、经版、地券以及建筑物附属零散刻铭。
 
[14]

 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分为八类：碑碣、石阙、摩崖、墓志、画像题字、造像记、经幢（包括石柱）、器物附刻。
 
[15]

 以上分类互不相同，各有特点，但总体上看，前人往往是沿用古代的名称，进而以内容、形制及用途等作为分类标准的。从分类的结果看，各家类目都包括摩崖和碑碣（“碑碣”或分立或合称），可见碑碣和摩崖是碑刻中两种主要形式，对两汉时期的碑刻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分析两汉碑刻，主要是为揭示字体结构变化服务的，所以，碑刻的形制特点及其刻字特征是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基于这样的原则，通过认真的对比和分析之后，我们认为，对字体结构有区别意义的汉碑的书写载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独立的、没有形制要求的天然石块，我们称其为刻石；一类是经采集加工后，有严格形制规格的精良石材，我们称其为碑碣；一类是山崖石壁，依势而就，我们称其为摩崖。

一 刻石

刻石，本是刻有文字之石的总称。但从实物和文献材料证明，秦至新莽之间的石刻尚未具有固定形制，石质粗糙，刻字比较随意，而且多以“刻石”命名。为了与东汉以后形制和功用上都有明确要求的“碑碣”相区别，我们仍沿用前人的看法，凡在独立的、没有形制要求的天然石块上镌刻的，统称为“刻石”。两汉时期的刻石主要集中在西汉，还有部分见于东汉。

“刻石”之名始于秦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邹峄山立石，上泰山立石，刻所立石。……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芝罘，刻石（或刻二十八年所立之石）。……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刻石颂秦德。”
 
[16]

 其后，“刻石”一词常见于文献，尤其是西汉。汉元帝时，“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
 
[17]

 ，为的是开渠引泉，灌溉田亩，并立石为界以为约束。新莽地皇二年（21），“田况发民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
 
[18]

 。如果说“刻石”是在竖立的石块上颂功记事，那么“碑”也是立起的石块，它们的用途是一致的，只不过称“碑”乃东汉以后的事了。

刻石的形制不固定，所用石材或选自天然，或略以加工，很少去精心打磨，如战国《守丘刻石》是一块天然光滑的河光石，秦代《泰山刻石》因其自然，不加磨砻。西汉刻石制作也比较粗糙，都未经过精雕细磨，主要有《五凤二年刻石》（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麃孝禹刻石》（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连云港界域刻石》（始建国四年，12年）、《莱子侯刻石》（天凤三年，16年）、《禳盗刻石》（新莽，无纪年）等。也有如《广陵中殿石题字》（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鲁北陛石题字》（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霍去病墓石题字》（西汉武帝时，无纪年）、《杨量买山地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鲁孝王陵塞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永城梁孝王李后墓塞石》（西汉，无纪年）等以其形式功用来命名的。其中较为成熟的有《麃孝禹刻石》和《莱子侯刻石》，已初具碑刻雏形，但仍为古拙。

正是由于刻石石质粗糙，无固定的形状，所以刻写也不似东汉那么郑重，刻字大多单刀入石，依石块的形状自然排列，并不过多考虑章法，可谓无挂无碍，一任自然，以致各字形态不一，有大有小，有舒有抑，字体结构也随之而变化。如《霍去病墓石题字》，1957年在陕西霍去病墓前发现刻石三块，其中一块大石为竖长形，石面粗糙，刻有十个隶字，文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图4—1—1）如图所见，受石块幅面的限制，十字无法依次纵向排列，（亦有人疑“霍巨孟”三字为后来所加）我们暂且抛开“霍巨孟”三字不论，其余七字仍受石块影响，每个字的纵向笔势都受到抑制，如“原”字下端“小”部弱化为三点；“樂”字下的“木”部也被压缩，变成[image: ]
 ；“平”“牙”等字也因纵向抑制而变形，从而导致结构内部的空间比例失衡。事实上，这种有意纵向压缩的行为亦是考察隶书横向取势的有效线索之一。

再如《广陵中殿石题字》（图4—1—2），又名《甘泉山刻石》，此石乃建筑用石，为匠人计数之用，以免建造时错谬，刻字非常随意，故笔画多有缺漏，字形结构变异。如“八”字两笔，笔画短而间距大，极似石之泐痕，不仔细看，即以为无字；“殿”“第”字因笔画缺失，造成结构变异。这种因“随意性”而造成的结构变异是“碑别字”（异体字）产生的原因之一。

[image: ]


图4—1—1 《霍去病墓石题字》

[image: ]


图4—1—2 《广陵中殿石题字》

[image: ]


图4—1—3 《莱子侯刻石》

[image: ]


图4—1—4 《四神刻石》

再如《莱子侯刻石》（图4—1—3），石高44厘米，宽65厘米，石记莱子侯为子孙新建一块墓地，望子孙守祖业勿败坏，刻石以为戒。全石七行，每行五字，行间有界栏，碑文刻写在界栏之内，四周又以边线框之，可见此石已注重谋篇布局，开东汉碑刻章法之先河。但石面仍未精雕细磨，刻写为单刀入石，笔画径直，不作波挑，尚存刀刻痕迹，字形方整而趋扁，代表了笔画朴实、简捷、径直的俗体隶书的写法。

除了西汉，东汉也有一些刻石，只不过这一时期以书写规整的碑碣作品为主，刻石类的价值和光彩多被忽视。我们以《四神刻石》（图4—1—4）为例，该石刻于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此石为赭色沙质不规则的自然石片，石长52厘米，最宽处为46厘米，字径2厘米左右。共5行62字，存57字。”
 
[19]

 这是用文字代替四神画像的刻石作品，在汉代画像石中很少见，但能看出该石的主人应是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刻字所用也当是民间流行的书体。从刻字形态上看，用笔率直随意，少有波挑之势，字形大小不等，有些写法甚至隐藏了楷书的因素，如[image: ]
 字横画收尾处不作波挑，而是急收重按，与楷书（樊兴碑[image: ]
 ）横画写法相似；撇画的顺锋出笔也与楷书（成淑墓志[image: ]
 ）同。由此可见，在隶书达到成熟的阶段，依然存在着不作波挑的日常俗体隶书的写法，重要的是俗体隶书孕育着楷书的形成。可以说，俗体隶书的发展过程就是楷书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

总之，石质粗粝、无固定形制的刻石这类书写载体，往往是直接锥凿，所以刻字线条生硬，字体结构平直无韵，率意自然，但它却蕴含了隶书横向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孕育了结构方整，用笔径直而无波挑的刻石俗体隶书的成长。换句话说，俗体隶书的产生与成熟正是由于刻石作为载体的原因而导致。

二 碑碣

碑碣乃是在特制的石材上刻写的文字，这种石材有严格形制规格和制作程序，是刻石的发展和延续，主要集中在东汉中晚期。

碑，《说文》：“竖石也，从石卑声。”碣，《说文》：“特立之石。东海有碣石山。从石曷声。”笼统地讲，碑、碣都可以作为石刻的泛称，形制上，“方者为碑，圆者为碣”，都是有一定形制规格的石刻，碑碣虽有区别，但也彼此相混，碣也称碑。如东汉永兴二年（154）《孔德让碣》，金石著作大多称为《孔谦碑》《汉孔君墓碣》，世人又称《孔君碑》。我们这里“碑碣”并称，主要是与无形制要求的“刻石”以及泛指一切石刻的“碑刻”之名相区别。

碑碣是碑刻文献的大宗，是构成汉隶主体形态的主要承载物。但从碑的起源看，并没有刻颂记事的功能，可见上面并无文字，不过是普通石板而已。关于它的用途，毛远明先生总结出三种：其一，测量日影，为宫中之碑；其二，拴系牲口，为庙中之碑；其三，丧葬下棺，为坟墓之碑。
 
[20]

 这些都是有实在用途的，特制打造的碑石，与后来的碑刻有着渊源关系，因为如果在上面刻上文字，那就成了文献。碑碣的兴起是在东汉中晚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朱剑心在《金石学》中说：“（东汉）其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
 
[21]

 这说的都是东汉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的情形。

碑碣不仅要求外形规整，而且连底纹、图案、边框、界栏都有讲究。东汉立碑风气大兴，制作石碑的要求日益严格，外形基本固定，大抵以圭形碑、圆首碑和少数的方首碑为主，只是大小尺寸没有一定规格，可以随石取形，随形制作。碑碣的制作一般有严格的程序：首先是石材的采集和凿制，石料的好坏直接影响碑刻的书写效果，调查现有碑石，发现最多的是青石质，其次是红砂质，也有部分汉白玉石质，其中以青石质最佳。石料选好之后，要先根据需要打造成一定的形状，并且要细致打磨石面，使其光滑而平整，便于书写和流传，东汉名碑，诸如《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历经千年而不剥蚀的原因正在于此。其次便是书丹，书手用硃笔将碑文题写在碑石上，这道工序称“书丹”。古人刻石，多为歌功颂德，以流传千古之用，所以常请书法名家书丹，许多著名的碑碣，都是当时一流的书法家写就，这就无形之中将当时真实的书写艺术展示在铭刻之上。最后是镌刻，也是碑刻关键的一步。书丹之后，便由刻工镌刻成文，刻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书法艺术的效果。所以一般请工艺高超的刻工，尽可能完全忠实于书丹笔意。如东汉的《乙瑛碑》《西岳华山庙碑》《桐柏淮源庙碑》《史晨碑》《曹全碑》《元孙残碑》等，双刀斜下，字口光润，充分表现出书写的原貌。尤其《曹全碑》《元孙残碑》，笔画的起止、转折、提按，锋芒毕现，如睹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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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礼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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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曹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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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鲜于璜碑》

碑碣一般用于十分庄重、正规的场合，或歌颂神灵，或记述宗庙祭祀，或歌颂个人功德，或校正经文等，总之，碑碣主要起纪念和标志的作用，是一种以颂功德、纪政事为主的纪念性建筑。而这种刻写的目的、用途与字体的选择及其结构形式之间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如《礼器碑》（图4—1—5），东汉永寿二年（156）刻。该碑石质细润，石面平整光洁，刻工精湛，用笔变化多端，“以古质、瘦劲、凝润为基调，兼纳轻重、铺裹、方圆的妙变，在稳重蕴藉中隐寓超拔飞动的意致”
 
[22]

 ，线条粗细轻重分明，字体结构以横势为主，分布工整，然与平正中又极尽虚实、擒纵之变，乃为汉隶以质朴为本，交融华彩的极成功的典范之作。再如《曹全碑》（图4—1—6），东汉中平二年（185）刻，该碑体势左右开张，用笔平稳，方圆兼备而主圆笔，蚕头雁尾与波挑之势尤为突出，结字朴雅秀逸，圆中见方，活脱如墨迹在纸，足见刻工之精。如“城”“若”“牟”“面”“還”等字呈扁方，蚕头雁尾、左掠右挑，典型的隶书特征尽显无疑。再如《鲜于璜碑》（图4—1—7），东汉延熹八年（165）立，该碑用笔几乎一律取方势，结构因此而成方形。方传鑫先生评：“此碑且早于《衡方碑》三年，早于《张迁碑》开汉碑方笔之先河。……六朝楷书宗尚方折，其源多从此出。”
 
[23]

 虽然此说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所展示的《鲜于璜碑》的特性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字形空间构造方式的革新和发展，笔法的丰富与细腻，都与汉代所用的这种幅面宽裕、制作精良的碑碣载体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它们，隶书字内的点画、空间的构造以及形态的仰俯、向背、斜正、曲直等诸多典型特征都是无法实现的。这对字体的结构也至少会有以下影响。

第一，隶书强调的是横向开张的笔势运动，横方形的空间构造是其发展的方向，而幅面宽裕的碑石正是其快速发展的有利的载体。这是因为书写运动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随石面的大小来调整布局，每个点画形态都能舒展自如，开张跌宕，不会受到简牍帛书般狭长形制的限制，也不会出现刻意压扁字形的现象，所以碑刻隶书中字形以横方为主要趋势，间以正方形，纯粹的横向扁势极少见。从汉字发展史上看，横方形的空间构造加速了全部汉字的方块化进程。

第二，写在石碑上的文字往往有流传千古的目的，所以书写时一丝不苟，以示庄重，“而碑刻流传千古的书写目的又直接使实用性为主的简牍书法得到进一步整饬，从某种意义上说，隶书的成熟与定型也正是由于石碑作为载体的原因而导致”。
 
[24]

 隶书的成熟意味着左右开张、相对呼应的字体结构的定型，因此可以说，隶书是在碑碣载体的推动下完成了空间构造方式的革新。

三 摩崖

摩崖，就是在山崖石壁上刻写的文字。依靠天然石壁，就地取材，不必采石，不必加工制作，只要在石壁上磨出一块平面，便可直接镌刻，十分便利。

摩崖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岩画。先民们用利器在岩壁上刻画各种图案，但这些都不是文字，而只是图画。直到文字产生之后，人们才开始刻字以达意，便形成了摩崖。由此来看，摩崖应是各类刻石中最先出现的一种。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摩崖是《岣嵝铭》，其内容是颂扬夏禹的治水功绩，文字诡谲怪异。具体年代考证不详，但可确定为摩崖之作。另外还有几处古摩崖确实存在，但其文仍未破解，如仙字潭摩崖，在福建华安县太溪中游沙建乡苦田村仙字潭，峭壁上约10处摩崖石刻，时间约是商末，有50多个神秘符号；红岩摩崖，在贵州关岭县南断桥乡龙爪村郦甲山，上面有40多个怪异符号；仙居摩崖，在浙江省仙居县淡竹乡蝌蚪崖，是天姥山顶的一片陡壁，刻有一些蝌蚪形的符号；古源摩崖刻石，在江西省广昌县赤水镇古源村，崖壁上刻有一些古文字符号。
 
[25]

 这些古摩崖虽无法释读，但可传递出摩崖石刻制作简单、古已有之的信息。

汉代最早的摩崖当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的《群臣上酬刻石》，在河北广平县，清道光年间发现，字形呈方折的篆书。到东汉时期，东汉人热衷于刻石记功，扬名立身，所以产生了一批摩崖石刻，多为记颂一些重大工程，如：《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永平六年（63）刻；《青神大芸坳建初元年崖墓题记》，建初元年（76）刻；《石门颂》，建和二年（148）刻；《西狭颂》，建宁四年（171）刻；《郙阁颂》，建宁五年（172）刻；《杨淮表记》，熹平二年（173）刻，这些大多刻在最艰险的断崖绝壁上，书法奇纵豪迈，浑然一体，是汉代石刻中的瑰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三者合称“汉代三颂”。

由于摩崖天然取材的特性，书写面大，不受石面限制，可以任意挥洒，所以刻字一般较大，如《大吉山买地券摩崖刻石》，其字大可盈尺，是汉代石刻文字存世最大者。除此之外，还因天然崖壁常有裂缝、石筋，刻写时须避让，所以行款多不齐，线条也无法做到细腻而有锋芒，笔画的纵横长斜均依势而行，错落攲斜，尽显古劲简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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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

如《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图4—1—8），又称《大开通》，东汉永平六年（63）刻，汉中郡太守鄐君奉诏修治阁道，为纪念其功，乃于崖壁刻记此事。摩崖呈不规则的扁方形。此石刻字粗率古拙，结字外紧内松，用笔以圆笔为主，笔画中略含的篆意，应是刀刻痕迹所致。由于天然取材，依势而作，所以刻字较大，并随石面高低，起伏变化。有时为了刻写方便，也改变字形结构，如“亭”作[image: ]
 ，将“高”字头中“口”改为上下相连的结构。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说：“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而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此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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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石门颂》

再如《石门颂》（图4—1—9），东汉建和二年（148）刻于陕西褒城县褒斜谷的石门崖壁上，主要赞颂杨孟文重修栈道的功德。此石书写率意，用笔圆劲，结构安排上自然随意，不受一般隶书框架形式的束缚，如升[image: ]
 、命[image: ]
 ，尤其“命”字末笔，拖笔奇长，与石壁这一天然幅面相向辉映，浑然一体，表现出质朴、豪放的结字特征。清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27]

 ”康有为称《石门颂》为“隶中之草”。如灵[image: ]
 、定[image: ]
 、位[image: ]
 、泽[image: ]
 、以[image: ]
 等字，就体现出了用笔上的随意性与简捷性。总之，这种自由的书写方式导致了大量碑别字的产生，也为草书的形成提供了线索和依据。如“以”字，草书“[image: ]
 ”的右部与[image: ]
 同。

综上所述，摩崖刻石，因依山就势，崖面不如碑面平滑，所以刻字粗率，不求细致，笔画变化多端，结构大小不一；又因崖面阔大，书刻者可放胆挥洒，故结字豪放散朗，构成参差错落、疏旷博大的全局；加之摩崖地处边野，作者多是民间书者，所以隶书的俗体写法渗入较多，刻字结构平直而无波挑。

第二节 书写工具对字体结构的影响

将文字附于载体之上，必须使用一定的书写工具才能实现，而“书、刻的程序，工具与方法，对于书体书风的表现，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影响”。
 
[28]

 对于汉代碑刻来说，书写工具主要有两种：毛笔和刻刀。

一 毛笔

毛笔是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工具，因为“书之所施，或于金石，或于简札，或于缣素，或于笔纸。所施虽不同，而工具则一，即笔是也”。
 
[29]

 可以说，没有柔性的毛笔，就没有中国的书法。中国最早的毛笔字，大概出自商代。1932年秋，在安阳殷墟出土一片商代陶片，上有“祀”字，是用毛笔蘸了朱砂写成，线条粗细不匀，体现出毛笔的特性；1995年春，在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三块陶器残片和一件陶缸的表面，有8个字，字体工整，书写流畅，笔触清晰，显然是毛笔所书写。另外在出土的甲骨文上也有部分墨书或朱书的文字。

可是能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则是在战国时期。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中出土一支兔毫笔，“杆长18.5厘米，笔毫长2.5厘米”。“笔杆头剖为四片，夹毫于其中，以麻丝缠束，涂上漆，笔头可更换。笔锋尖锐圆健，弹性较强。”
 
[30]

 到汉代，毛笔发现得较多。“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168号西汉早期墓葬中，分别出土毛笔各一支。168号墓志中还出土了石砚、研石、墨、牍和削刀等书写用品。”
 
[31]

 汉代毛笔的笔毫多是秋冬时的兔毫，这时笔毫的弹性最好，挥写时使转自如，而且不易分叉，汉代的简牍墨书多用这类毛笔书写。东汉时，树碑立传现象蔚为大观，其刻字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要想在碑石上写出气脉贯通、一笔呵成的气势，就必须有合适的工具，因此对毛笔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笔必使笔锋增长或笔根增厚，如现陈列在甘肃博物馆的汉晋大笔和抓笔（甘肃武威出土），用羊毫制成的笔毫有长、短锋之别，其中长锋达9厘米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多蓄墨，一气呵成写出大字。以上种种实物证明，东汉时制笔工艺成熟，毛笔尖齐圆健的四种特性均已具备。

正是由于毛笔质量的提高以及笔毫的柔软特性，才使得毛笔对书写过程中的动作变化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哪怕一点点动作的不同和力量的细微变化，如运笔中的提按、使转、涩疾等动作，都会落下不同的迹象。所以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千姿百态的点画形态，乃直接来源于毛笔的挥洒。如隶书中的“波”大概是毛笔的性质所促而产生的，由于右手执笔，右行属顺势，线条易粗，收尾时如果提笔向外，便发展成波磔；“钩”的产生则是因为用笔迅速，在直行笔道的末端往往顺势冒尖，后来有意慢写并美化固定成“钩”；隶书之前尚无“点”，后来为了适应快速书写才出现点，而这些形态各异的“点”也正体现出毛笔的弹性以及书写者的审美追求。

从汉字发展史上看，到隶书阶段，汉字的结构才逐渐稳定，但在进入楷书之后汉字的形体才算最后定型。至于后来的草书和行书，只能看作汉字形体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并不影响主流字体（隶楷）的一统天下。另外，汉字结构、形体的定型，又反过来促使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充分利用汉字数量多、结构复杂以及毛笔富有创造力的特点，展示出风格各异的字体特征。陈彬和在《中国文字与书法》中提到书写工具与书法发展的关系，认为书法的长足发展以及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善，是由于纸、笔、墨等文房工具的发明，它们可使“书之巧拙易见”，“且能书之士为世人所尊重”，名利所在，故“众争趋之”
 
[32]

 。这正指出了书写工具在汉字形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汉字的外部形态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毛笔的功能特征。毛笔贯穿着汉字形体发展的始终，正是毛笔柔软的特点，才使隶书在平直方整的基本形式上，增添了圆转的弯笔或曲笔，如[image: ]
 、[image: ]
 、[image: ]
 等，使字形体态方中见圆、雅俗相偕。总之，隶书笔法的丰富与最终定型，主要是依赖毛笔的书写完成的。

二 刻刀

除了毛笔之外，汉碑还有一种重要的书写工具——刻刀。汉碑作为契刻书法最广泛的表现载体，主要是通过用刀镌刻的方式展示各种碑文的艺术，所以刻刀是汉代碑刻的又一重要书写工具。

我国的契刻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刻符，应是契刻书法的最早例证。如果说陶文刻符还称不上文字的话，那么最早的文字遗迹——甲骨文，仍然是通过契刻完成的。在当时没有纸张或纸张没有通用的情况下，契刻是表现文字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刀正是契刻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书写材料的变化，对刀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陶文中，使用的可能是用玉石或动物的牙齿制作的刀；甲骨文刻字可能使用青铜刀一类的工具，殷墟曾出土龙形青铜刀和鱼形碧玉刀（图4—2—1），便是明证；在岩石或其他坚硬石材上刻写文字则需要使用坚固的铁质刀具。

[image: ]


图4—2—1 龙形青铜刀和鱼形碧玉刀

我们认为东汉之所以出现碑刻高峰，除了社会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合适的刻石工具的产生。东汉炼钢技术发达，铁制刀凿工具得以改进，不仅出现了普通的凿石工具，而且还出现了能平整碑面的铲刀，以及能精雕细刻、表现书写风格的刻刀。这些刻石工具的普遍出现，使得把文字刻在石头上以求长久保留的念头成为可能，于是树碑立传的风气兴起，从而开创了中国碑石文化。

[image: ]


图4—2—2 刻刀

为了了解碑刻技术以及具体刻碑刀具的资料，我们特意查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矿冶工程卷、土木工程卷、地质学卷以及《石刻史话》《中国碑文化》这类碑石的专著，以期寻找有关刻碑的技术以及刻刀实物。然而很遗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并未找到相关技术介绍和刻刀实物图例。但庆幸的是，篆刻作为一门书法艺术广为流传。虽然篆刻与碑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篆刻也多在石质材料上刻写，所用技术与刀具应和碑刻制作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借用篆刻的技巧来理解碑刻之用刀。

如图4—2—2所示，刻刀的形状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用力时最下面的部分称为“刀口”（或刀刃）；刀口上面渐锐的斜面称为“刀锋”；刀锋以上称为“刀杆”。刀口有平口和斜口之分，平口多用于刻石，材质以铁制为多。使用刻刀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冲刀法或称长刀法，就是将刀刃的一角入石，刻刀不停顿地运行。冲刀法还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单刀法，即一个笔画划用一刀刻成，不加修饰，汉碑中摩崖石刻及部分民间刻石多用此法，如《莱子侯刻石》《延平元年刻石》。二是双刀法（或称复刀法），即一个笔画重复两刀或两刀以上，这样可以做到细腻精到，刀锋毕现，充分表现出笔画的各种艺术形态，此法被大部分碑碣石刻所使用。另外一种刀法是切刀法或称短刀法，就是“先将刀角入石，运刀时以刀刃沿线条按切，然后再接前一刀切下，就这样一起一伏地重复按切”
 
[33]

 。这样一条笔画就分多次按切完成，但仍保持完整之态，这多见于篇幅或字迹较小而又较正式的碑刻，如东汉和平元年（150）《左元异墓石》。

刀刻是中国书法艺术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常常与“笔”结合起来一同表现汉字的艺术形态。在古代，刀笔并称，执笔而写，操刀而刻，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体现。甲骨文是在动物龟甲上刻写，绝大多数是直接契刻，但也有例外，如乙6667朱书“贞乎”二字上有尚未完成的契刻细划，正是先写后刻的实例。金文主要是铸造或契刻在金属器具上的，也是先进行书写，再制作模具，最后铸造在青铜器上。到了汉代，《史记·张丞相列传》有“古用简犊，书有错，修以刀削之”的说法，郑玄将“削”释为“今之书刀”。刘熙《释名》也说：“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可见汉代刀的用途主要是刊削简牍上的误字，不过后来也用于契刻，两汉碑刻大部分也是先写后刻的。

除了先写后刻，汉代碑刻也有直接契刻的方式，前者“刻”是“写”的表现手段，后者“刀”完全代“笔”，起到刻字的作用，多见于摩崖刻石或民间小碑。如果“从整个书法艺术史来看，‘刻’与‘写’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字表现技巧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二者互相影响，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写’以其简捷方便最终取得支配的地位，‘刻’则逐渐落入了对‘写’的模拟，或者说完全为了保存‘写’的原貌而存在”
 
[34]

 。尽管如此，经过刻刀的介入、营构，隶书的点画形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关于这点，徐无闻先生做过精辟的论述，现转引如下：

“殷末的《宰留簋》、《[image: ]
 其卣》，周初的《利簋》，康王时的《孟鼎》等。这些字的写法，已显得多样化。起和收笔有露锋，也有藏锋，有圆笔，有方笔；向右或向左下行的笔画，往往在行笔中逐渐重按而成肥笔；短画多作雨头尖的米形点，加在直画中间则作正圆点。这种多样的笔法，已是一种自觉的美化。……这种笔法之所以形成，固然是毛笔的作用，同时也有刀刻的作用。在泥范上刻字时，为了加粗和修饰点画，不得不复刀，因为复刀，也就出现了方笔和肥笔，这样就改变了前代那种起止露锋、中间粗的梭子形笔画，悟出了藏锋。我们的古人很聪明，把刀刻和笔写的两种工具所显露的效果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丰富。”
 
[35]



这段话虽然是就金文而言，但足以说明刻刀在隶变中的作用，即刻刀的应用使隶书产生了方笔，从而加速了隶书平直方折结构的进程，同时也影响了字体风格的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因为刻刀尖锐的特性，所以在起刀、转折时不像毛笔书写那样婉转圆润，表现的是一种方折劲挺，这在直接契刻的刻字中尤其明显，如东汉初的《三老讳字忌日记》（图4—2—3），石质坚好，打磨得也较平，可是由于用刀刻写，加之当时刀法简单，其字朴拙，多为方整之形，点画间尚存刀凿之痕，“清后期金石家魏锡曾在《绩语堂碑录》中有其对《三老讳字忌日记》刻法观察的描述，云：‘〈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圻裂如松皮。’”
 
[36]

 再如《乐山麻浩尹武孙崖墓题记》（图4—2—4）、《乐山萧坝十五年二月崖墓题记》（图4—2—5），不管单刀刻，还是双刀刻，起笔都较尖锐，刻字的点画多平直，无起伏波挑变化，呈现出细而直、方而折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说隶书点画中大量出现的方笔，与刻刀的使用有直接的关系。此外部分简便粗率的隶书点画形态，也多是由刀刻造成的，这是因为刻写不易，笔道就尽量趋简，也正是这一点，让它们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常常起一种带头或示范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字体结构的变化，从而加速了隶书的成熟与定型。

[image: ]


图4—2—3《三老讳字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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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乐山麻浩尹武孙崖墓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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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乐山萧壩十五年二月崖墓题记》

总之，毛笔、刻刀等书写工具以及上节所述不同形制的书写载体，它们在隶变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虽然不能决定或改变汉字形体、结构演变的总规律和总趋势，但在实施演变过程中，却给汉字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施加了种种直接的具体的影响。所以研究字体演变，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既然书写材料和工具不能完全决定字形的最终形态，那么，决定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书写本身——用笔。可以说，在书写载体与工具一定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用笔就有什么样的点画形态。那这种用笔又是怎样促使隶书字体结构定型的呢？具体情况如何？下面我们将继续探讨。

第三节 书写用笔对字体结构的影响

所谓用笔，就是书写各种点画时的运行动作。它是导致点画变化，进而改变字形的真正内因，可以说用笔的一个简单动作，或拖曳，或提笔，或顿笔下按，或转换角度，或讹变改造，等等，都会改变一个字的形态和结构。对“用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缀法》第二十一中也说：“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可见，点画的多姿多态以及一切时代的审美理念都要通过书写用笔来实现，所以在字体演变的研究中，对书写用笔的考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黄侃先生很早就注意到“笔势”变化与结构变化的关系，他说：“在中国文字中，于笔势变易，不可忽略。其变易之例有二：一，字形变易，二，笔势变易。……笔势不过一点一横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而其势不得不有所避就。或小变其笔势，又或求字体之貌美，则增加其笔画。”
 
[37]

 又说：“文字日增，书法日进，于是繁难者变为简易，错综者归于整齐。《说文》列篆与古异趣之处，以及从某省者，盖取乎简而易书，复取乎貌美与壮观耳。”
 
[38]

 这实际也是在说书写用笔的变化给字形结构造成的影响。在书写中，或变其势，以求异；或省其笔，以求简；或增其笔，以求美，这些用笔上的变化，引起了字形的变易，进而改变了字体的结构。黄侃先生所论至确，但他只提到了笔势变易对字体形态所造成的结果，并没有分析发生这种变易的具体原因及实现途径，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考察书写自身（诸如书写生理、书写意识、书写习惯等）所造成的具体用笔现象。由于研究时间和能力有限，这里我们只讨论书写意识和书写生理两种因素引起的用笔变化。

一 书写用笔对字体结构的影响——书写意识引起

书写活动是在书写人的意识支配下进行的。“一种事物，随着对它关注的持续和深入，认识必然会趋于细微，观察、思考的积累，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丰富的文献，并形成众多的理论或前理论。它们必然会渗透到作者的意识中，并影响到书写，因此创作自觉意识的提高是不可避免的。”
 
[39]

 对汉字的创作更是如此。汉字是从描摹事物形象的书写中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当汉字走向符号化、定型化的过程中，字形与字义所反映的事物的形象逐渐脱离关系（当象物性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以美化为目的的创作意识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起来，人们有意识地追求平衡、对称这些传统的审美要素，并将它们作用到字形的创作上，达到对美的朴素认识。在这种书写意识的作用下，必然会导致用笔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字体结构。通过对两汉碑刻隶书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尤其是到了东汉晚期，汉代的作者们对线的运动及其空间构造内在规律的运用，已明显达到了自觉的程度”
 
[40]

 ，正是这种自觉的书写意识，促使了隶书形体的成熟与定型。如果进一步追究字体结构的形成过程，则有根据审美需要特意添加或减省而形成，也有通过强化和保留无意间的书写动作而形成。现逐一分析如下。

1.保留无意书写用笔对字体结构的影响

一般来说，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隶书，各个阶段的字体形态应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我们在考察汉碑文字——这一成熟隶书的演变轨迹时，发现有些笔画过渡得不明显，有些突兀，甚至无中生有。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各个阶段字形的书写用笔上去分析，从而找出变化的根源所在。

我们以“白”字为例。“白”字在甲骨文、金文、秦简、西汉简帛、东汉碑刻中的形态分别作：[image: ]
 （粹79）、[image: ]
 （大鼎）、[image: ]
 （日甲57背）、[image: ]
 （孙膑109）、[image: ]
 （白石神君碑）。可见“白”字在甲骨文、金文、秦简中的造型基本一致，但在西汉简书中上方突然多出了一短竖，而东汉隶书正是沿承了这一构形才最终隶定了“白”字的构造。那么这一短竖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就是源自书写工具和书写用笔的起始动作，即顿笔。甲骨文、金文“白”字的构形简单，郭沫若先生解释像拇指的形状，“拇为将指在手足俱首位，故白引申为伯仲之伯，又引申为王伯之伯，其用白色字者，乃假借也”
 
[41]

 。睡简继承了这一构形，基本写法为第一笔从中间起笔，向两边分别写对称的两个弧形笔画，并在下端相接，“但由于用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毛笔一接触简牍，柔软的毫毛因受下按之力，形成顿笔，从而在笔画起始处自然产生一个点”
 
[42]

 ，作[image: ]
 。每次书写，这个点都会出现，于是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保留，经过后来的强化、夸张，便作为一种笔画固定下来。西汉简书中这个短画就已出现，但不稳定，或有或无，如“白”字中有，而“伯”字中无，如[image: ]
 （老子乙前3下），[image: ]
 （孙膑109），[image: ]
 （孙子150），[image: ]
 （老子甲后270），[image: ]
 （春秋事语36），[image: ]
 （纵横家书154）。到了汉碑中，这一短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规整，并逐步向左移动，最终形成近似于楷书的撇画，至今不移。如[image: ]
 （公乘田鲂画像石墓题记）、[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image: ]
 （史晨碑）、[image: ]
 （景君碑）。另外“白”字下端，原是封闭的圆弧形，由于快速书写以及刻刀的介入而变成方折结构，从而完成整个字的隶变过程。类似情况的还有表宫室外形的“宀”以及“广”的上部点画，都是由于起笔时无意的顿笔动作得到有意识的强化和保留之后，逐渐产生的。如：甲骨文[image: ]
 （京津2152），金文[image: ]
 （林氏壶），西汉初期银雀山汉墓竹简[image: ]
 （孙子131），汉碑[image: ]
 （衡方碑）、[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秦简[image: ]
 （睡虎地秦简13·57），西汉初马王堆帛书[image: ]
 （老子甲69），汉碑[image: ]
 （熹平石经）。

又如“仓”，甲骨文作[image: ]
 （前7314）、[image: ]
 （通别2·8·8），金文作[image: ]
 （叔仓父盘），睡简作[image: ]
 （秦168），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乙前5上），东汉碑刻作[image: ]
 （熹平残碑）。

甲骨文“仓”从[image: ]
 （合）从[image: ]
 ，《说文》解释：“榖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从例字中看，甲骨文、金文的构形一致。但睡简字形从“日”的左边长笔斜出，使整个字的结构改变。这一斜出的笔画在出现之初形态极不稳定，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如[image: ]
 ，由此可以判定，这一斜笔应是使用毛笔书写时笔触不经意的拖曳所致。正是这一拖曳动作导致字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得合的口形变小，局促于户形下部。但从艺术审美角度看，一个字有了斜出的笔画，就有了灵动之美，自然比横竖的组合美观。因此，这斜出的一笔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了有意识的强化，最终隶定为[image: ]
 。

再如，汉碑隶书中“波挑”，是由于快速提笔造成的。人们在放弃了篆书的笔法之后，为了追求快速，收笔时往往迅速提笔，这样在横画或捺画的末尾就很容易出现向右上挑起的尾巴，如睡简：[image: ]
 （秦56）、[image: ]
 （秦64）、[image: ]
 （法20）、[image: ]
 （秦171）、[image: ]
 （效3），这个尾巴每次书写都会出现，渐渐地就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保留，于是用较慢的速度书写，并且不断地强化、夸张。由此，“波挑”之势便形成和固定下来，并出现各式各样的形态。如东汉碑刻：[image: ]
 （曹全碑）、[image: ]
 （张迁碑）、[image: ]
 （池阳令张君残碑）、[image: ]
 （杨震碑）、[image: ]
 （史晨碑），这一书写用笔时无意发生的提笔动作，其意义却非同小可，它所产生的挑势是确立新书体的关键，同时也显示出汉碑是丰富点画形态、完成隶书真正成熟的最终载体。

由上各例可知，一些笔画的产生及字体结构的定型，完全来自书写因素，这些在书写中原是不经意间的自然笔触，经过有意识的改造之后，成为稳定的合法的笔画，从而改变了字体的结构。

2.有意的书写用笔对字体结构的影响

除了上述通过强化无意间的书写动作而改变字体结构之外，大部分结构是根据审美需要有意识地改造（或添加或减省）而形成的。孙鹤在《秦简牍书研究》中也说：“用这种方法对字形进行改造而获得的不同，是汉字形体演变中的一种可观现象……它不对文字的表音表意功能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凭借它来增添字的神采，或起平衡、协调作用，使得整个字更具美感。”
 
[43]

 这足见自觉的审美意识在书写用笔以及字体结构的形成中的重要影响。比如：

“保”，甲骨文作[image: ]
 （后下14·8）、[image: ]
 （乙7782），金文作[image: ]
 （保卣）、[image: ]
 （陈侯因[image: ]
 錞），小篆作[image: ]
 ，东汉碑刻作[image: ]
 （阳嘉残碑）、[image: ]
 （池阳令张君残碑）。

甲骨文“保”字像抱（或背）孩子形，从人从子，“人”字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金文在“子”的右下方多出一笔斜画，后来在左下方又添一笔，以求结构对称。东汉碑刻隶书继承了对称结构，分别写作撇、捺，隶定为[image: ]
 ，与“木”混同。从审美角度看，本来金文[image: ]
 形，添的一笔就是饰笔，没有构字意义，但这新的一笔造成了结构的不平衡，属于矫枉过正，于是再添一笔，以保证结构的对称，使整个字呈现中正平稳之态。我们在东汉早期的《祀三公山碑》中还能看到金文的遗迹，如[image: ]
 ，还有《阳嘉残碑》中的[image: ]
 ，下端两笔已笔画化，只是上端还保留着古文字构形，至晚期《池阳令张君残碑》（无纪年）、《衡方碑》（168）隶变完成。

“何”，甲骨文作[image: ]
 （后下22·3）、[image: ]
 （京2208），金文作[image: ]
 （何尊）、[image: ]
 （何簋），小篆作[image: ]
 ，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春秋事语10），东汉碑刻[image: ]
 （何君阁道铭）、[image: ]
 （熹平残碑）。

甲骨文“何”像人负戈之形，为负荷之“荷”的初文，象形。金文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甲骨文的简化，一种是在简化基础上添加一“口”形，以求字形均匀平衡。小篆继承了后者构形特征，从人可声，象形义消失。西汉帛书改造了小篆形体，形成隶书构形。东汉碑刻进一步加工，最终隶定为[image: ]
 。

“来”，甲骨文作[image: ]
 （甲2123）、[image: ]
 （粹1066），金文作[image: ]
 （舀鼎），睡简作[image: ]
 （12·46），东汉碑刻作[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碑）。

甲骨文“来”象麦子形，有两种写法，一种上部不带横，一种上部带横。金文及睡简都继承了带横之构形，因为这一字形比例对称，满足审美需求。汉碑中又多添一横，作[image: ]
 ，这样书写起来就更容易掌握平衡，且符合美化及简化标准。

“贝”，甲骨文作[image: ]
 （前5·10·2），金文作[image: ]
 （天君鼎）、[image: ]
 （从鼎）、[image: ]
 （剌鼎），汉印徵作[image: ]
 ，东汉碑刻作[image: ]
 （孔庙碑）。

甲骨文“贝”象海贝形。金文贝壳里面多了两笔装饰线条，下端对开的部分已封口，而且在封口处又余羡出两短竖，使字形美观且重心稳定。睡简中没有“贝”字，但从“贝”的字中可见继承了金文的构形特征，并由于用笔迅速，将上端折笔拉平，如[image: ]
 （睡简23·2）中的“贝”。东汉碑刻进一步改造成平直方折的构形，实现了审美稳定的效果，如[image: ]
 （曹全碑）中的“贝”。

“单”，甲骨文作[image: ]
 （乙3787）、[image: ]
 （粹73），睡简作[image: ]
 （6·50），东汉碑刻作[image: ]
 （衡方碑）、[image: ]
 （曹全碑）。

甲骨文“单”象狩猎之具，[image: ]
 为捕兽之杆，[image: ]
 为枝干两端系的两个石块，下端再缚以绳索，使之牢固，便成[image: ]
 ，此形有头重脚轻之嫌，下部仅有一竖，显得难以支撑。睡简在枝干的下面加一横画，增加了下部比重。东汉碑刻继承了这一构形特征，并经过有意识的强化，将这一横拉长拉直，成为一字之主笔，充分体现了隶书横向取势的特征。

“曹”，甲骨文作[image: ]
 （前2·5·5），金文作[image: ]
 （赵曹鼎），睡简作[image: ]
 （8·13），东汉碑刻作[image: ]
 （曹全碑）、[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image: ]
 （武都太守残碑阴）。

甲骨文“曹”指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即两曹，从[image: ]
 从口，整个字重心偏上，下部单薄，难以支撑。金文在口中羡加一点，睡简沿承了金文这一构形，将点拉长成一横，使字形朝横向发展，改变了头重脚轻的视觉感受。东汉碑刻进一步方折化，写作“曰”。另外上部的“二东”，在汉碑中也有诸多不同的写法，主要有上列四种形体，这足见人们在书写中是有意识地找寻既美观又简洁的写法，最终优胜劣汰，选出最佳字形，获得社会的认同，成为正体。

“角”，甲骨文作[image: ]
 （乙3386）、[image: ]
 （菁2），金文作[image: ]
 （鄂侯鼎）、[image: ]
 （伯角父盉），睡简作[image: ]
 （秦18），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乙前151下），[image: ]
 （春秋事语46），东汉碑刻作[image: ]
 （曹全碑）。

甲骨文“角”象兽角形，有两种写法，一种带斑纹，一种不带。金文从字形美观出发，继承了带斑纹的构形，并在角顶端处余羡出一小斜画，或左或右。睡简文字将这一斜画的位置固定在左边。西汉帛书字形趋向扁方，以满足隶书审美需要。东汉碑刻中隶书特征得以强化，刻意突出和加长了起笔的斜画，体现了动态美的追求。

“再”，甲骨文作[image: ]
 （佚994）、[image: ]
 （前7·1·3），睡简作[image: ]
 （封65），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子190），东汉碑刻作[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

甲骨文“再”象简化的鱼形，字形上部显得突兀，不美观。睡简就在上面加一横笔，并用一竖笔连接鱼鳞形，实现了视觉稳定平衡的效果。“[image: ]
 ”字下部两分的斜笔，由于用笔加速，逐渐变成平画，如西汉简[image: ]
 。东汉碑刻进一步加工成平直方折形，最终隶定为[image: ]
 。

“辟”，甲骨文作[image: ]
 （乙6768）、[image: ]
 （甲1046），金文作[image: ]
 （盂鼎）、[image: ]
 （墙盤），睡简作[image: ]
 （20·186），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子52），东汉碑刻作[image: ]
 （曹全碑）。

甲骨文“辟”从卩从辛，或又从口。金文与甲骨文同构。睡简中，由于书写的原因，“卩”字所从的人形意味减弱，“辛”部上端多加了一些横笔或小点。西汉简中上部的人形变成接近“尸”的特征。东汉碑刻中“尸”的撇画加长且向左掠出，达到重心平稳、结构匀称美观的视觉效果。

“氏”，甲骨文作[image: ]
 （粹755）、[image: ]
 （后下21·6），金文作[image: ]
 （令鼎）、[image: ]
 （录卣），睡简作[image: ]
 （5·25），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后184），东汉碑刻作[image: ]
 （曹全碑）。

甲骨文“氏”象物体欲倾倒而将其支撑住的形象，有两种写法，一种下挂一物体，更为形象；一种不带物体。金文沿承了不带物体这一简单的构形特征，但在竖线上作一黑点代表物体。睡简中为了追求字形的平衡，将墨点写成一横画，并延长了上部线条的长度，形成了隶书的基本结构。西汉简书在快速书写的影响下，使字形更为简洁。东汉碑刻进一步改造，使之平直方折，最终隶定为[image: ]
 。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得知，书写意识贯穿汉字发展的整个过程。在汉字初期，一字多构、繁简并存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根据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有意识地选择那些笔画简洁且结构协调的字形，并将其传承下来。在字形的基本结构形成之后，便进入以欣赏为目的的精雕细刻的阶段。两汉碑刻文字尤其是东汉中晚期，有效地体现了这一自觉意识支配下的创作活动，隶书字体被有意识地规范，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即外形上一般都呈规整的扁方形，如[image: ]
 （曹全碑）、[image: ]
 （史晨碑）、[image: ]
 （景君碑）；向右下方的斜笔或较长的横画有“一波三折”之势，如[image: ]
 （曹全碑）、[image: ]
 （赵菿残碑）、[image: ]
 （曹全碑）；向左下的斜笔左向掠出，与右波相对，形成左挑右波、左伸右展的典型字体结构，如[image: ]
 （景君碑）、[image: ]
 （曹全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

除此之外，碑刻隶书在审美力量的趋动下，有意识地追求字形外观的美化、笔画形态的丰富以及内部结构的均衡，有时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增减笔画或改变结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大量的“碑别字”。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碑别字”的产生还受到对同一书体的忠实程度、趋简的心理作用以及书刻者的文化水平和书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因审美的书写意识而形成则是最主要的，也是产量最多的一种，可以说大部分的“碑别字”是书写意识影响下的碑刻隶书的特殊产物。

退一步讲，不管何种因素引发产生的“碑别字”，都是通过书写用笔的变化来体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笔画的各种变异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减笔画。笔画省减者如：思：[image: ]
 （肥致碑）；属：[image: ]
 （赵仪碑），善：[image: ]
 （张迁碑）；醳：[image: ]
 （石门颂）；讫：[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宁：[image: ]
 （肥致碑）；名：[image: ]
 （杨著碑）；究：[image: ]
 （正直残碑）；桷：[image: ]
 （史晨碑）；辽：[image: ]
 （史晨碑）；穆：[image: ]
 （建宁三年残碑）等。笔画增加的如：仕：[image: ]
 （鲁峻碑）；求：[image: ]
 （杨统碑）；名：[image: ]
 （曹全碑）；况：[image: ]
 （景君碑）；毁：[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试：[image: ]
 （赵仪碑）；粟：[image: ]
 （曹全碑）；外：[image: ]
 （西狭颂）；副：[image: ]
 （曹全碑），等等。

（2）笔画变形。如“工”，《曹全碑》作[image: ]
 ，竖画变形为斜撇和弯弧的组合。再如“起”，《曹全碑》作[image: ]
 ，“走”部末笔的长捺变成短横。

（3）笔画错位或越位。如“分”，《石门颂》作[image: ]
 ，右边捺笔下移；而《朝侯小子残碑》则作[image: ]
 ，这是将“刀”置于“八”中，“刀”部撇画延长越位所致。“轨”，《尹宙碑》作[image: ]
 ，“九”部撇画向左下移位，与“几”混同。“含”，《朝侯小子残碑》作[image: ]
 ，“[image: ]
 （今）”部错位变形。“就”，《曹全碑》作[image: ]
 ，“尤”部的点错位。另外还有“穹”：[image: ]
 （杨著碑）：“定”，[image: ]
 （礼器碑）；“风”：[image: ]
 （熹平残碑）；“妇”：[image: ]
 （景君碑）；“耿”：[image: ]
 （史晨碑），等等。

（4）笔画连与断。如“稟”，《景君碑》作[image: ]
 ，将“禾”部的一撇断裂成两点。“度”，汉碑中多作[image: ]
 ，但《朝侯小子残碑》作[image: ]
 ，显然是经过笔画连断的重组造成的，这个别字中间的一横如果左移与左下行的撇画相接，便可形成楷书的基本构形，在早期的楷书中也常见这样的构形，如[image: ]
 （温彦博碑）、[image: ]
 （泉男生墓志）等，因此可以说这个异写结构是由隶到楷的过渡形态。“放”，《子游残碑》作[image: ]
 ，“方”部第一笔点和第三笔弯掠连为一笔，容易造成与“犭”形的混同。另外还有：“韩”：[image: ]
 （礼器碑）；“顿”：[image: ]
 （史晨碑）；“敢”：[image: ]
 （史晨碑）；“各”：[image: ]
 （曹全碑）；“更”：[image: ]
 （石门颂）；“良”：[image: ]
 （张迁碑）等等。

（5）笔画置向变异。如“讳”，《张迁碑》作[image: ]
 ，“韦”部下端笔画顺时针旋转90度，成为向下开口的构件；“继”，《石门颂》作[image: ]
 ，中间横画方向发生改变，变成竖画。再如“像”：[image: ]
 （白石神君碑）；“虐”：[image: ]
 （鲁峻碑）等。

（6）笔画的借用。如“化”，《肥致碑》作[image: ]
 ，“匕”部弯弧的弯头被撇借用。“贱”，《张迁碑》作[image: ]
 ，上下放置的两个“戈”产生借笔现象，上“戈”的末笔与下“戈”的起笔共用。“静”，[image: ]
 （老子甲42）、[image: ]
 （孙子116），受简帛书的影响，东汉《衡方碑》作[image: ]
 ，《石门颂》作[image: ]
 ，但《石门颂》的“静”发生借笔现象，“日”末笔与“彐”起笔共用一横。“荣”，《石门颂》作[image: ]
 ，上部两个“火”中间的笔画共用。“冰”，《西狭颂》作[image: ]
 ，“冫”和“水”左侧两点共用。

以上单从笔画变异角度分析别字产生的不同情况，足以说明书写用笔的变化是改变字体结构的先决条件。

二 书写用笔对字体结构的影响——书写生理引起

在书写过程中，除了书写意识引起的用笔变化之外，书写生理亦是导致用笔变化的重要因素。字体演变的动力是提高书写速度，使字在单位时间内写得更快、更多，实践证明，只有在符合书写生理习惯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字是通过“手”来写的，所以“手”的生理构造及其运动习惯，对字形的影响非同小可。

从人类懂得生产劳动开始，左右手就有了分工。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确立了右手的主角地位。因此，右手执笔成为书写的主流方式，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文字的方方面面。“无论从文字的演变到书体的衍更；从笔法的确立到风格的追求；从章法的构成到意境的表达，无不显示右执笔的操纵和导控。”
 
[44]

 关于右执笔习惯的线条运动方向，我们可以做一试验，比如在纸上确定一个中心点，然后以这个点出发，以右执笔的方式向四周做匀等的直线，那么可以确定的方向明确、足以相互区别的直线共有八条，如图4—3—1所示，实验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做上行的、左上行的、左行的直线时很吃力，而其他五个方向的直线做起来很自然，可谓得心应手。这就揭示出了习惯的五个线条运动方向，即从左向右、从上至下、从左下到右上、从左上至右下，从右上至左下。关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可以从右手的生理机制上找到依据。平其凡先生的《右执笔的书写原理与笔势》一文正是从右手生理机制出发，总结出作用于书写的“右手臂各部位协调一致的最佳运动状态”的运动方向，主要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以及顺逆时针弧曲线（包括左上至右下、右上至左下）。
 
[45]

 与我们的结论正相吻合，这足见生理习惯在线条取舍方面的影响。符合生理习惯的线条方向对字形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每个字都打上了它们的烙印。

[image: ]


图4—3—1 右执笔习惯的线条运动方向

篆书的线条的运动方向包括了这八条直线，而隶书只选用了符合书写生理习惯的五条。事实上，这五种线条方向就是构成隶书的基本笔画的基础。由此可见，所谓的隶变过程，其实就是用右手运动生理所习惯的线条去改造与之相悖线条的过程。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就字的形体说，根据生理条件去改进、改造字的组成和面貌是一个最主要的、经常发挥作用的因素，它的作用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字形发展的始终”
 
[46]

 。隶变中产生的点画的曲直、长短以及连断、变形等，无疑是书写生理对线条选择与改造的最好体现，同时也是改变字形结构的直接途径。与生理习惯相关的用笔变化（笔画改造过程）主要有两种原则：趋直性和排逆性。

1.趋直性与字体结构

“趋直性”是书写生理习惯的具体体现，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几何学上最基本的常识，也是书写中最本能的选择。关于“趋直性”，王凤阳先生在《汉字学》中也有过专门论述，他说：“[image: ]
 之类的弧线，书写时运动线路长，线条要求匀称，所以写起来缓慢。把曲线变为直线，不但缩短运笔的线路，而且合于书写的求简单、求迅速的要求，所以，在书写对线的选择中，在保持字形区别的条件下，篆书的弧线或折线往往拉直。”
 
[47]

 此说至确。“趋直性”在隶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使字形摆脱了客观物象的钳制，走向符合化的进程，同时也奠定了横平竖直的方块性汉字的基础。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趋直性”与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碑隶笔画的演变特点”的部分内容相重复，那里所举的例字可为本节所用。除此之外，我们再举几例。

“诗”，[image: ]
 （小篆），[image: ]
 （老子甲后179），[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诗”字的“言”部在书写习惯趋直性的影响下变曲为直，如[image: ]
 ，但整个字形的改造还不彻底，“寺”部还保留着弯曲的线条状态。至东汉碑刻已完全平直化，并出现波挑之势，标志着隶变完成。其中“言”字形态的定型经历了一些过渡形态，如[image: ]
 （睡简24·26）、[image: ]
 （老子甲71）、[image: ]
 （纵横家书9）、[image: ]
 （孙子130），可见，言字在变曲为直以后，还保留着一条短竖线，但是这条短竖线的位置很不稳定，正是由于不稳定，才成为被规范的对象，所以在汉字自身所具有的规范力的作用下，这条短竖最终被省略。虽然汉碑刻字中仍然有这一短竖的遗存，如[image: ]
 （尹宙碑）、[image: ]
 （鲁峻碑），但毕竟是偶然现象。据我们统计，276个“言”部字中仅有6个字存有短竖，仅占总数的2%。因此改曲为直、省略短竖的“[image: ]
 ”是隶变的最终形态，而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书写的趋直性原则起到了关键作用。

“箸”，[image: ]
 （峄山碑），[image: ]
 （老子甲334），[image: ]
 （尹宙碑），西汉帛书中的竹字头将篆书的曲线变成了折线（或准直线），至东汉《尹宙碑》，不但完全平直，而且接近于楷书笔画。“竹”头字下面的部分也由弯曲变平直。另外，竹字头的演变，还因由曲变直而与草字头相混淆，两汉碑隶刻字中“竹”部字有87个，除了两个单字“竹”及《尹宙碑》的“箸”字，其他字的“竹”头均与“草”头无别。

“尤”，[image: ]
 （小篆），[image: ]
 （五十二病方目录），[image: ]
 （老子甲107），[image: ]
 （春秋事语93），[image: ]
 （衡方碑）。“尤”在西汉帛书中趋直的倾向，但尚保留着屈曲的小篆形态，至东汉刻字则彻底将第一笔弧线拉直，末端向上提笔出锋，呈一钩状，后来这一钩演变成一点。其他笔画也变平直，且起止明确，字形由原来的纵长变成扁方。

其他还有“尹”“艸”“手”“水”等。

在我们所收录的2277个不重复单字中，横画的参构比例约95%，竖画的参构比例约86%，这些数据足以证明笔画的彻底平直已成为汉代碑刻隶书的普遍特征。从隶书自身发展来看，在“趋直性原则”的促使下，成熟隶书平直的普遍和彻底化是有别于早期隶书的重要标志之一。

2.排逆性与字体结构

“排逆性”也是书写生理习惯的表现手法之一。前面我们论述过符合生理习惯的线条运动方向主要有五种，即从左向右、从上至下、从左下到右上、从左上至右下、从右上至左下，这些适应生理习惯线条的谓之“顺”，反之就会被排斥。隶变就是用这五种线条去改造与之相逆的线条的过程。这种从顺排逆的趋势，我们称之为“排逆性”。排逆性对字体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变逆向的线条为顺向的笔画。在这一过程中，笔画的方向必然会发生改变，从而带动整个字形的方向或结构发生变化。如：

“右”，小篆作[image: ]
 ，金文作[image: ]
 （毛公鼎），睡简作[image: ]
 （日甲14背），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91），定县竹简作[image: ]
 （26），东汉碑刻作[image: ]
 （三老讳字忌日刻石）、[image: ]
 （曹全碑）。小篆“右”字起笔有左向的逆笔，隶变时将这逆笔改造成左下行的顺笔，表手臂的曲线也在趋直性的影响下拉直，所不同的是，这一笔不仅仅被拉直，而且还改变了笔画的方向，即由向下行的纵笔逐步变为向右行的横笔。整个字的结构也因此而变化，“口”由左下移到右下，字形由纵势变成横势。

“利”，甲骨文作[image: ]
 （粹673），小篆作[image: ]
 ，其中“禾”是从下起笔，“刀”是左行起笔，均违背了书写的生理习惯，为逆笔，所以成为隶变的对象。西汉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32），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子39），西汉碑刻作[image: ]
 （禳盗刻石），东汉碑刻作[image: ]
 （石门颂）、[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从这些例字中我们可以看到，“[image: ]
 ”形虽然整体上还保留着古文字的结构，“刂”仍处在“禾”的右上，外观仍有纵向的视觉效果，但关键在于它的线条经过了从顺排逆的改造，所有的逆笔都变成了顺笔，是隶变初期的特征。随后，“禾”部改顺的起笔与纵向竖画逐步分离，经过后期的加工改造，最终定型为隶书的短撇画。与此同时，“刂”部在趋直原则的影响下逐渐拉直，并向下移动，形成与“禾”分立，略呈横势的左右结构。

“女”，小篆作[image: ]
 ，金文作[image: ]
 （师卣簋），睡简作[image: ]
 （法80），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212），东汉碑刻作[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金文和小篆“女”字前两笔都是左向行笔的弧线，是逆笔。隶变时改为左下行的顺笔，于是整个字向左倾斜了45度，如[image: ]
 。这个变化不满足隶书横平竖直、重心平衡的结体要求，于是在隶变后期的改造中，将斜置的直线条调整为水平方向，变为横画，达到了结构稳定的效果。同样情况的还有：

“母”，[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12·50）、[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曹全碑）

“毋”，[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日乙44）、[image: ]
 （莱子侯刻石）、[image: ]
 （熹平残碑）

另一方面，变一条逆向线条为两个或多个顺向笔画。线条连断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字形结构的变化。如：

“丘”，甲骨文作[image: ]
 （粹1200），金文作[image: ]
 （子禾子斧），睡简作[image: ]
 （封47），西汉碑刻作[image: ]
 （禳盗刻石），[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甲骨文、金文的“丘”都是从下起笔的，不符合书写的生理习惯。隶变时将两个逆笔分别断开，从睡简和西汉碑刻中能看到改造的痕迹，但它们还保留着古文字的形态，属于隶变初期。后来经过进一步加工，最终改造为“[image: ]
 ”和“[image: ]
 ”的组合，作[image: ]
 。“丘”字不再有逆笔。

“斧”，小篆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封57），银雀山汉墓竹简作[image: ]
 （孙膑19），东汉碑刻作[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小篆“斧”的“父”部和“斤”部均有左向行的逆笔。隶变时按顺笔将“父”中左向行的逆笔改为左下行的笔画，“斤”部两个左行的逆笔均被断开变成顺笔，最终隶定为[image: ]
 。

“占”，甲骨文作[image: ]
 （前4·25·1），小篆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5·23）、[image: ]
 （29·32），东汉碑刻作[image: ]
 （赵宽碑）。甲骨文和小篆“占”字的“[image: ]
 ”形为一顺一逆的线条，逆笔不符合书写习惯，隶变时是需要改变的。我们在睡简中可以看到有意改造的痕迹，但改造得不彻底，尚留古文字的构形。《赵宽碑》中的“占”，将[image: ]
 断为三笔，笔顺得以确定，整体结构由纵向变成横向，至此隶变完成。

“弓”，甲骨文[image: ]
 （前5·7·2），小篆作[image: ]
 ，五十二病方[image: ]
 （380），东汉碑刻作[image: ]
 （熹平残碑）。甲骨文的“弓”像弓形，表示弓身的[image: ]
 形，为左向行笔的曲线，是逆笔。小篆“[image: ]
 ”虽然方向改变，但仍有左行的逆向线条。隶变时将这个连续弯曲的线条断为三笔，隶定为[image: ]
 。

“今”，小篆作[image: ]
 ，马王堆帛书作[image: ]
 （老子甲69）、[image: ]
 （纵横家书5），东汉碑刻作[image: ]
 （赵宽碑）。小篆“今”的上端[image: ]
 ，按画画的原则应是从下面开始写起，下端“[image: ]
 ”，则是从右起笔，这两笔都违背了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书写习惯，所以在隶变中它们均被断开，变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笔画，最终隶定为[image: ]
 。

当然趋直性和排逆性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同时作用于字形的改造。如：

[image: ]




最重要的还在于，隶变发生的诸多现象，包括笔画的出现、构件的转化、结构的变化与定型，大都可以在书写生理支配下的趋直和排逆两种原则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利用书写生理的趋直性和反逆性原则改造篆书线条可以得到构件混同的结果。

例如：

篆书中构件[image: ]
 （像草形）、[image: ]
 （像竹形）、[image: ]
 [[image: ]
 （羊）省]、[image: ]
 （蝎螯）等，都合为一个隶书构件[image: ]
 。

[image: ]
 （表太阳）、[image: ]
 （“自”省）、[image: ]
 （从口含一）等混同为隶书构件“日”。

[image: ]
 （割草形）、[image: ]
 （表相交）等混同为隶书构件“乂”。

[image: ]
 （像草春时生形）、[image: ]
 （从廾，[image: ]
 声）、[image: ]
 （舂省）、[image: ]
 （从廾，从屮）、[image: ]
 （从廾，大声）等混同为隶书构件“[image: ]
 ”。

书写生理的趋直性和排逆性，可以使同一图形根据在字中位置的不同而沿不同路线演变，这就造成了构件的分化。

篆书构件[image: ]
 形，根据需要分化为不同的隶书构件：又（又、支）、[image: ]
 （有、右）、[image: ]
 （尹、隶）、[image: ]
 （寸、寺）、[image: ]
 （承、丞）等。

[image: ]
 形，分化为[image: ]
 （爰）、[image: ]
 （印）、[image: ]
 （仰）。

书写生理的趋直性和排逆性，还可以使不同方向的同一字形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字形结构。

[image: ]
 ，[image: ]
 ，“从”和“比”都是两人相从之形，但因方向不同，隶变时曲直顺逆也会不同，所以变为完全不同的结构。

[image: ]
 ，[image: ]
 ，“永”和“派”都表河流分叉形，也因方向不同，最终形成不同的结构。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隶书字形的变化就是在书写意识的作用下，用合于书写生理条件的线去改造或淘汰不合于审美标准或逆书写生理条件的线的过程。总而言之，由书写意识和书写生理引起的用笔变化，对隶书字形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是研究字体演变不容忽视的重要书写因素。

第四节行款章法对字体结构的影响

汉字在演变过程中不仅受到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影响，而且还接受着人的主观意识和生理习惯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必然要借助外物的制约和规范才能顺利进行，而书写时所讲究的行款章法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所谓行款就是文字的排列形式，它包括字序和行序，即文字的书写顺序和行与行之间的排列形式。章法则是布局谋篇的法则，包括“对每个字结体和用笔的设计，对字群的调度，对行款的处理，对印章的施用等”
 
[48]

 。行款章法在汉字演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一方面规范着字形的结构，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字形的变化，给字形的演变提供起点和依据。

行款是在特定书写条件的制约下产生的。汉字在古文字阶段形成了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排列形式，从此决定了古人书写和阅读的习惯。关于这一行款的成因，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比如唐兰先生认为从上到下的字序是符合了汉字的书写习惯，而把从右到左的行序归结为习惯的关系，觉得这样才便利。
 
[49]

 王凤阳先生则另辟蹊径，从书写生理和书写的物质条件两方面，得出结论：“汉字字序的自上而下，是书写材料、书写习惯和汉字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行序左行是简书时代先写后编的产物，编简书写时为书写的方便也因袭了这种行序。”
 
[50]

 李恩江先生也认为是简策排放和顺次编排的顺序决定了下行左书的行款格式。
 
[51]

 李敬平先生则从契刻的刀法和执刀方式上考察，认为“甲骨文契刻‘用刀乃右手’、‘自右向左或由上而下执刀直冲’、‘将甲骨旋转，以便取势’等刀法特点，是形成古代汉字下行左行行款的更为久远、也更为直接的成因”
 
[52]

 。这些研究的方法角度虽然莫衷一是，但行款是为了书写便利而形成的却是学者们的共同认知。在此，我们接受这一结论并吸收这些既定的成果，不再进行行款成因的考察，而把重点放在行款格式对汉字字形的影响上。

关于行款对汉字字形的影响，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做过精详的论述，他认为在古代大段大段地使用文字时，“自由式”的图画文字会受到约束，比如卜辞彝铭里，为了能分出行来，字的宽度自然要统一，原来太宽阔的字或被“竖”起来或受到压缩省减，并举例说明：“原来正写的字，像‘虎’、‘兕’、‘象’、‘马’、‘豕’、‘犬’等字，因为太横阔了，就被竖了起来，头在上，尾在下，变成侧写的了……‘韦’字本象在一座围墙外，四面都有足迹，这些足迹代表很多的人在包围或是保卫这个都邑。在这种行款里觉得不相称了，所以把两旁的房子或足形都省去了，只留着上下，成为现在的样子。”
 
[53]

 另外还在甲骨文整齐的干支表上看到了中国文字方块化的倾向，认为是“这种方块字的倾向，使许多太繁重的文字，尤其太长的字，不得不减省或废弃，如[image: ]
 字，就不得不改成‘觱’字了，因而更奠定了中国文字形式上的特质”
 
[54]

 。

唐兰先生的这段分析非常精彩，他指出了行款对古文字形的影响，总结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汉字的立化，一是汉字的方化，而这些正是汉字形体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在唐先生开辟的道路上继续探索，考察汉代碑刻的行款章法对隶书字形的影响。两汉碑刻是隶书迅速成熟并走向艺术化书法化道路的实现载体，其行款格式与传统古文字一致，保持着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的习惯。当然，在一定的规律法则下，作为符号化程度较高的隶书形体，不会像图画性的古文字那样有明显的结构变化，但不同的行款格式、章法布局亦可表现出不同的字体面貌及结构特点，它们在整个汉字字体演变史上，尤其是对楷书及行、草书的演变起到推动和启迪的作用。

两汉碑刻隶书因其幅面与形制的优越性，集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个字为一个完整的篇章，大多是歌功颂德展示于大众的，给行款章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纵观两汉碑刻隶书，其行款章法主要有两种格式，即有行无列（或虽有行也不明显）和行列有序。这些章法格式会对隶书的字形产生哪些影响？下面我们试探讨如下。

一 有行无列（或虽有行也不明显）的章法与隶书字形

这类章法形式常见于一些摩崖题记、黄肠石、画像石等。主要有两种格式：一种格式是纵横均无界栏，虽然竖行依稀可辨但横却不成列。这类隶字因为没有行列界格的限制，所以可以随意书写，字形的大小、斜正、长短、狭阔均可因势而定。由于是顺行由上而下刻写，上字与下字之间必然要相互避让，如《济宁任城王墓黄肠石》（图4—4—1）中的[image: ]
 字为了避让，“白”部上的短竖改写为短横；[image: ]
 字为了避让，“寸”部上端不出头；同样是“尉”字在另一块刻石中却写成[image: ]
 ，左右结构上下错落，这也是避让前字所致。这类刻石自由书写，一般不事先谋篇布局，所以常常出现字越写越小、字距越来越紧、字形越来越横扁的现象（图4—4—2），也会出现因留白少而压缩或省减字形的情况，如《熹平元年墓石》（图4—4—3）中的[image: ]
 （发），因写不下而省略右上部的三撇。另一种格式是有纵向的界栏，一行之中书写自如，但不用考虑横向是否相对。正是由于保持着行距，整体上仍能清晰，可以说是齐整与随意的结合，因此常适用于实用性较强且不太正式的碑刻，如民间的墓志、画像石以及其他刻石题记等。如《文叔阳食堂画像石题记》（图4—4—4）。由于它们受到左右界栏的限制，有些字形略呈纵势，其形态与简书近似。

[image: ]


图4—4—1 《济宁任城王墓黄肠石》

[image: ]


图4—4—2《济宁任城王墓黄肠石》

[image: ]


图4—4—3 《熹平元年墓石》

[image: ]


图4—4—4 《文叔阳食堂画像石题记》

总之，这类章法格式强调的是全篇的整体性，它们挥洒自如、一泻而下的特点，使得字内空间或纵或敛，字形大小、斜正、狭阔也略无一定，整个布局显得参差错落，那些典型的“左挑右波”的隶书特征基本没有体现。然而这些散乱的、随意的、径直的字形特征却是诱发行、草书形成以及大量“碑别字”产生的最有力的影响因子，同时也为楷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

二 行列有序的章法与隶书字形

这种章法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字字相对、布若列兵、法度严谨。在书写时需要瞻前顾后、左右呼应，所以字多工整，常适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

观察汉代一些正规的碑碣作品会发现，字距和行距的安排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隶字形态，如《曹全碑》《孔庙碑》《史晨碑》《西岳华山庙碑》《孔彪碑》等，呈现出飘逸跌宕的横扁式字形特征，这是由于它们的字行距拉得很开，而且相比之下，字距要大于行距，这样一来就为起伏舒畅的笔势与横扁分背的字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再如《衡方碑》《郙阁颂》《池阳令张君残碑》《校官碑》等，字距与行距均紧凑，构成满格满幅的章法格式，呈现出厚重缜密的形态特征，字形也因此趋方。

它们也常常因为行气贯通或审美的需要而改变字形的结构。如“秪”，《孔庙碑》中为了照顾上下字的呼应及行气的贯通，把下方一点改作一横，作[image: ]
 。再如《桐柏淮源庙碑》字距和行距都很稀疏，便于字形横向的开拓，所以每个刻字一波三折、蚕头雁尾、左挑右波的形态极为明显，有时还会为了刻意追求横势，争取字间协调而改变或省略某些结构，如“惠”作[image: ]
 ，省略了构件“厶”。

无论如何，这类纵横有序的章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甚至可以说决定了隶书“一波三折”“左右分背”典型字形特征的形成及成熟，同时也为后来楷书的出现及其形态的丰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字体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

关于汉字字形演变的规律，前人做过不少研究，如梁东汉先生归纳出“表音和简化”两种规律，认为它们是“方块汉字新陈代谢的全部历史”
 
[55]

 。裘锡圭先生指出，汉字经历了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无论在形体上或结构上，都“主要发生了由繁到简的变化”，简化才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总趋势，“繁化的现象虽然也存在，但是其影响与简化不能相提并论”
 
[56]

 。高明先生则认为，“简化和规范化是文字发展的必然归趋”，并分别探讨了这两种规律在汉字形体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57]

 林沄先生通过对古文字资料的分析，也总结出“简化”“分化”“规范化”三种字形演变的主要规律。
 
[58]

 学者们都是纵观整个汉字发展史，从宏观的角度总结出字形演变的总规律。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材料主要以两汉碑刻的隶书为主，旨在考察“隶书”的演变规律。隶书作为汉字演进史上的重要一环，它的演变规律必然会受制于并反作用到汉字演变的总规律上。因此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为整个汉字演变史的研究增羽添翼。

经过我们对诸多书写因素的分析，发现隶变并不是毫无目的和方向地变化，它在遵循汉字自身变化规律的大前提下，又受到特定条件或因素的制约，表现出自己的变化规律。这些规律体现在字体结构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简化

简化的趋势，贯穿着汉字形体演变的整个过程，可以说从汉字产生以来就存在着。“结构的简化和字体的演变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一种字体代替了另一种字体的过程也就是易写的代替了难写的，结构简单的代替了结构复杂的过程。”
 
[59]

 对隶书来说，乃是“篆之捷也”，就是篆书的快写和省写。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简化，一是书写方式的便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汉字作为语言交际的工具，主要是通过“书写”来表现的（后来的印刷品除外）。这种以致用为目的的书写，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使书写更加便捷，于是便有了顺“手”者昌、逆“手”者亡的以生理习惯来取舍线条方向的原则，即将篆书的八种线条方向改造为符合生理习惯的五种方向，并由此衍生出横、竖、撇、点、捺五种基本笔画。这一改造过程也是简化的过程，具体表现就是字的书写顺序更加明确，内部构造方式更加简洁，与古文字相比，实现了从“画”字到“写”字的转变。

如“回”字，古文作[image: ]
 ，像渊水回旋之形，隶变时根据生理习惯对字形加以改造，如睡简作[image: ]
 （18·149），西汉简帛书作[image: ]
 （春秋事语83）、[image: ]
 （孙膑284），碑刻隶书作[image: ]
 （甘陵相尚博残碑）。“回”字的结构及书写笔顺至东汉刻字完全确定下来。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有很多学者都认为隶书产生平直方折的结构是为了书写的便捷，但事实却非完全如此。就“回”字的写法来看，用毛笔书写时，圆转的[image: ]
 形似乎比方折的[image: ]
 写起来更快、更便捷。那为什么最终[image: ]
 形取得主流地位沿用至今呢？这一方面取决于方块性汉字横平竖直发展的自身取向，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契刻这一特殊表现文字的手段的推动。用刀凿一类的工具在石质材料上刻写，平直方折自然要比曲线圆转容易快捷得多。如果说由圆变方、由曲为直是为了书写快速的话，那么只有在契刻材料中，此说才能成立。

再如：“术”，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作[image: ]
 （景君碑），[image: ]
 字的[image: ]
 ，既复杂又不好写，隶变把它们变成“术”和“[image: ]
 ”，字形简洁并且易写多了；“禾”，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image: ]
 （熹平残碑）；“有”，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作[image: ]
 （尹宙碑）；“昔”，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作[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毛”，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作[image: ]
 （孔彪碑）。这些都是因为使用隶书“笔画”而造成字形的简化。

有时是通过省变来实现简化的。如：小篆的“丮”，隶变时省作“凡”，造成字形简化；“夙”，小篆作[image: ]
 ，夕是夜间，丮（ｊí）表示以手持物。天不亮就起来做事情，表示早，隶书简化为[image: ]
 （北海相景君碑）；“恐”，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为[image: ]
 （乙瑛碑）；“孰”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作[image: ]
 （赵宽碑）；“执”，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作[image: ]
 （石门颂）；“属”，小篆作[image: ]
 ，从尾蜀声，隶变时[image: ]
 省作[image: ]
 ，字形简化为[image: ]
 （曹全碑）；小篆“囟”，隶变时省为“田”，造成字形简化，如思、细、虑等字。

有时是通过省减篆书的某些部件来实现简化的。如：“卫”，[image: ]
 ——[image: ]
 （肥致碑）；“屈”，[image: ]
 （石门颂）；“夏”，[image: ]
 （赵宽碑）；“虐”，[image: ]
 （石门颂）。还有时是省减篆书中某些重复的部件，如：“雷”，[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集”，[image: ]
 （曹全碑）；“曹”，[image: ]
 （史晨碑）；“霍”，[image: ]
 （赵宽碑）。还有是通过改造形旁造成一批汉字的简化，如：形旁“辵”简化为“[image: ]
 ”；“水”旁简化为“氵”；“心”旁简化为“忄”；“邑”旁、“阜”旁简化为“阝”等。

有时是通过讹变来实现简化的。篆书中从月、从肉、从丹、从舟之字，隶变时皆讹作“月”，如：[image: ]
 （从月）——[image: ]
 （熹平残碑）；[image: ]
 （从肉）——[image: ]
 （张迁碑）；[image: ]
 （从丹）——[image: ]
 （杨震碑）；[image: ]
 （从舟）——[image: ]
 （熹平石经易残石）。通过讹变极容易造成构件的混同，由此减少了汉字的类别，可以说是简化的一种形式。我们在谈两汉碑刻隶书构字部件的转化方式时，曾提到构件的同化，且作了具体分类，其中很多例子都能说明通过讹变方式实现混同，进而达到简化的目的，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有时是通过粘连来实现简化的。如“史”，小篆作[image: ]
 ，睡简作[image: ]
 （24·19），竖笔和表手形的弧线发生了粘连，后来逐步连成一笔，作[image: ]
 （纵横家书175）、[image: ]
 （西陲简53·3）。碑刻隶书进一步用平直方整的笔画进行改造，写成[image: ]
 （尹宙碑），结构更为简洁美观。再如“更”，小篆作[image: ]
 ，从攴丙声，[image: ]
 （睡简日甲114）、[image: ]
 （老子乙前14上）、[image: ]
 （石门颂）、[image: ]
 （张迁碑），经过了一步步的粘连最终实现了结构的简化。再如：“良”，小篆作[image: ]
 ，[image: ]
 （老子甲14）、[image: ]
 （尹宙碑）；“及”，小篆作[image: ]
 ，[image: ]
 （睡简24·18）、[image: ]
 （老子甲16）、[image: ]
 （曹全碑）等都是先经历了笔画的粘连，最终实现简化的。

有时是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来实现简化的。比如：“鹿”，[image: ]
 （小篆）、[image: ]
 （纵横家书161）、[image: ]
 （礼器碑）；“晋”，[image: ]
 （小篆）、[image: ]
 （孙膑56）、[image: ]
 （孙子129）、[image: ]
 （赵宽碑），这两个字形的变化都是既有变曲为直、化圆为方，又有分离裂断、粘连省减等。

二 符号化

裘锡圭先生在讨论汉字性质时，提到了“字符”，即“把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认为“字符”可分为意符、音符和记号三大类（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字符使用情况，具体讲就是：“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
 
[60]

 我们这里所说的“符号化”就是对抽象化了的义符、音符和记号等汉字字符的总称。当人们书写时，不再考虑将文字符号描绘成“像”什么，而是把它作为具有区别意义的符号写出来，这样就促使了完全抽象的符号化文字的诞生。

如“前”，《说文》中有两个字：一是“止”部的“歬”，“[image: ]
 ，不行而进谓之歬。从止在舟上”。二是“刀”部的“剪”，“[image: ]
 ，齐断也，从刀，歬声”。从字义上看，“前”与[image: ]
 同，但字形上却与[image: ]
 同，这是由于表前进义的[image: ]
 被废止不用了，所以借用[image: ]
 来表本义，后又另造“剪”来表齐断义。隶变时，“前”的构件“舟”和“止”，在书写生理的趋直性和反逆性的作用下逐渐写成“月”和“[image: ]
 ”。示例如下。

[image: ]
 （小篆）→[image: ]
 （睡简54·43）→[image: ]
 （老子甲后208）→[image: ]
 （曹全碑）

从隶变后的结构上看，构件“月”和“[image: ]
 ”已失去构字理据，都变成了无意义的符号，可见汉字“象形性”的特征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只要符合书写习惯，而且能被人们认可，便能获得长久生命力，最终取得合法地位。

又如“申”，金文作[image: ]
 ，像闪电的形状，小篆作[image: ]
 ，虽失古体原意，但尚有线索可循。隶变时按平直方正的规格将字写作“申”，一点闪电的影子也不见了，完全变成一种符号。

再如“并”，甲骨文作[image: ]
 ，像两人并立的样子，小篆作[image: ]
 ，尚存象形意味。隶变后写作[image: ]
 ，甚或构件粘合写作[image: ]
 ，人形看不出来了，变成了一种符号。

还如“皿”，小篆作[image: ]
 ，像器皿的形状，隶变后作[image: ]
 ；“非”，小篆作[image: ]
 ，像飞鸟的双翅，隶变后作[image: ]
 ；“冉”，小篆作[image: ]
 ，像毛柔弱下垂的样子，隶变后作[image: ]
 ；“及”，小篆作[image: ]
 ，像以手追及人形，隶变后作[image: ]
 ；“年”，小篆作[image: ]
 ，从禾千声，尚存“人在负禾”的形状，隶变后作[image: ]
 等诸字，隶变后结构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看不出像什么东西了，完全变成一种符号。

总之，在约定俗成这一原则的制约下，以及书写意识、书写生理等书写因素的推动下，汉字结构进行着自然而然的、不易被人察觉的符号化进程。

三 规范化

规范化就是淘汰异体而使每个字都趋向于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是汉字发展的最终目标。任何一种字体都要经历从发生、发展，到成熟，最终规范的过程，隶书也不例外。从两汉碑刻的隶书材料来看，一个字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的写法，也就是说“碑别字”很多。其原因不难理解。

第一，隶变是产生于民间的一场“自发运动”，并不是先由官方拟定好计划，然后再推行的强化行为，这样字形的演变就不可能规规矩矩地进行，自然要出现不同的异体。

（1）由于转化时所依据的书体不同而造成的异体。比如“昔”，甲骨文作[image: ]
 （乙1968），“从日从[image: ]
 ，叶玉森谓[image: ]
 乃象洪水，即古[image: ]
 字，从日。古人殆不忘洪水之灾，故制昔字。取谊于洪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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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篆作[image: ]
 ，籀文作[image: ]
 。由于所依据的书体不同，隶变时出现了两种写法，如[image: ]
 （池阳令张君残碑）、[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中的“昔”部。又如“明”，小篆作[image: ]
 ，据此可隶变为[image: ]
 （乙瑛碑）或[image: ]
 （西岳华山庙碑）。古文作“[image: ]
 ”，由此又可隶定为[image: ]
 （张迁碑）。再如“风”，既可根据秦篆[image: ]
 隶定为[image: ]
 （曹全碑），也可根据六国古文写成[image: ]
 （刘熊碑）。

（2）隶变时对同一书体的忠实程度不同而造成的异体。如“丧”，小篆作[image: ]
 ，从哭从亡，会意。隶变时根据不同的理解和习惯，产生不同的写法，如有与基本忠实于小篆的[image: ]
 （朝侯小子残碑），也有中部拉直的[image: ]
 （建宁三年残碑），还有省减字形的[image: ]
 （曹全碑）。又如“散”，小篆作[image: ]
 ，杂肉也，从肉，[image: ]
 声。隶变时构件“攵”“殳”发生混同，所以既有部分保留小篆构形的[image: ]
 （赵宽碑），又有发生粘合的[image: ]
 （石门颂）。再如“禽”，小篆作[image: ]
 ，隶变后既有忠于小篆形体的[image: ]
 （桐柏淮源庙碑），也有简化字形的[image: ]
 （张迁碑）。

第二，由于大多数碑刻是展示于公众，被人观赏的，因此创作时自然会融入书法艺术的成分。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为了张扬个性、趋奇求异而有意识地增减笔画、改变构件、重组结构，从而产生大量的碑别字。

（1）增减笔画。（例详见第四节）

[image: ]




[image: ]


图4—5—1 《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

第三，虽然汉代刻碑风气大兴，上自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机会树碑立传，但是由于普通百姓的重视程度不高，加之书写水平有限，所以刻字比较随意简约，有时也会为了求快速、图省力而改变字形，产生异体。观之两汉碑别字，尤以民间的墓志、造像记以及其他刻石题记等为甚。如图4—5—1所示，《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书刻自然随意，异写现象很多，如[image: ]
 （雷）、[image: ]
 （从）、[image: ]
 （车）、[image: ]
 （悝）、[image: ]
 （冤）、[image: ]
 （卫）、[image: ]
 （多）、[image: ]
 （随）、[image: ]
 （谢）、[image: ]
 （便）、[image: ]
 （执）、[image: ]
 （骑）、[image: ]
 （在）、[image: ]
 （财）、[image: ]
 （污），等等，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就出现了这么多的异体现象，所以我们说两汉碑别字以此类刻石为甚，一点儿也不为过。

以上我们分析了两汉碑刻中异体字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到，碑别字的产生是人们使用汉字时自觉或不自觉行为的表现。简化趋势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当简得影响人们正常识读的时候，必定会施以规范，依据汉字符号简化和优化的规律确定下“正体”，以保证正常社会交际，而其他写法就作为异体字保留下来。“每一种‘正体’在相当长时期内稳定不变，保证文字在全社会的流通性，但并不阻止新的‘或体’的产生，当某一种新的‘或体’取得对旧有‘正体’的优势时，也可能代之而成为新的‘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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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汉字形体的演变、内部结构的变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异体字规范中发展和定型的。

四 美化

汉字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为了充分发挥致用的作用，会越写越简单，并适时加以规范，以便识别。除此之外，人们还会在字形上求美观，以满足审美心理需求。经过隶变后的汉字，字形与字义所反映的事物的形象逐渐脱离关系，这就意味着图画象形性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抽象化的符号性文字。这样一来，就更激发了人们对汉字美的追求。如果说实现书写便捷是隶变发生的最初目的，那么追求字形美化则是隶变完成的终级目标，而两汉碑刻隶书正是完成这一终极目标的集大成者。

[image: ]


图4—5—2 《张文思为父造石阙题记》

汉代的碑刻，比如石经、功德碑、记功碑、祠墓碑刻等，大多宣昭于公众，或供人摹写，或供人观看，以期传播久远。既然这些隶书作品具有“社会公开性”，那么书家在书丹时就必须遵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要求的规范，用严谨、端庄而且尽可能美观的字体写碑。这样做，才能表示严肃正规，体现郑重威严。当然这种有意识的美化是随着隶书的发展而慢慢得以凸显和强化的。

西汉碑刻隶书处于隶变的初期，这一时期的隶书着重于改造篆书体势，结构上追求方整，用笔径直不作波挑，如《霍去病墓石题字》《禳盗刻石》《麃孝禹刻石》《莱子侯刻石》等。东汉初期的隶书刻字注意波挑和分势的表现，如《张文思为父造石阙题记》（图4—5—2）中几乎每个字都用单线勾勒波尾，这种刻意的强调正表明了人们审美的追求。到东汉中晚期，“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则作为平衡、匀称之美的标志成了成熟隶书的典型特征，如《曹全碑》《礼器碑》等。

碑刻隶书中还常见为了字形美观而改变组织结构的例子（这是碑别字产生的原因之一，“规范化”一节中曾做过讨论，现再举几例加以说明），如“氏”，《冀州从事冯君碑》作[image: ]
 ，《尹宙碑》作[image: ]
 ，“氏”字右肩处均多一点，起装饰之效；“土”，《冀州从事冯君碑》作[image: ]
 ，《白石神君碑》作[image: ]
 ，《曹全碑》[image: ]
 字中的“土”部，均余羡出一点；“在”，《鲜于璜碑》作[image: ]
 ，为求对称之美，再加一点；再如：“材”，《史晨碑》作[image: ]
 、“财”，《杨淮表记》作[image: ]
 ，“才”部末笔的旁边加一点，这些羡点无法从篆书及简帛文字中找到遗传线索，那么除了美化（打破“[image: ]
 ”字横竖笔画的平板，或于左右结构呼应）的理由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再如“在”，《曹全碑》作[image: ]
 ，《张迁碑》作[image: ]
 ，左端加一点或短竖，起到调和、平衡字形的作用，这一结构被后来的楷书所接受，且沿用至今；“美”，《曹全碑》作[image: ]
 、《西狭颂》作[image: ]
 ，美字“大”部的长横写作两点；“麦”，《西狭颂》作[image: ]
 ，末笔上多加一点；“亚”，《尹宙碑》作[image: ]
 ，字形中部加一短横，以达填实美化字形之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简帛文字及早期的刻石隶书中，几乎见不到这样的结构处理，这便说明当追求便捷不再是书写的第一目的时，对美的追求就会凸显出来。

当然美化也不单单是繁化结构，有时也会省减笔画，如“熹”，《熹平残碑》作[image: ]
 ，长横之上的两点省作一点，与上部结构相呼应，一贯而下，不但结构简洁，而且造型也美观。“盈”，《池阳令张君残碑》作[image: ]
 ，“乃”字里的“夂”被省略，字形匀称而不拥挤。总之，美化原则作用于隶书的后期创作，在东汉碑刻中处处可见。但当美的形式被强调到一定程度，就会落入程式化的樊篱，于是需要一种更简捷、更美观的字体来代替，这样就不难解释楷书取代隶书成为正统字体这一事实了。

综上所述，隶书的字形结构是朝着简化、规范化、美化的方向发展的。其中简化是汉字结构发展的总方向，“是由几乎全体书写者共同自觉和不自觉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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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化是简化的一个结果，反过来又促进简化的进程；规范化是汉字结构发展的目的，它一面肯定简化的成果，一面又制止简化引起的混乱；美化是汉字结构所追求的现实目标，有时与简化并驾齐驱，有时却背道而驰；规范化又监视着美化，使它不得跑题太远。总之，这些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字体结构变化的主要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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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两汉碑刻隶书中主要的书体类型及其关系

字体和书体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具体说是字体包含了书体。所谓字体，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所固有的形体；所谓书体，就是某一字体，通过书写者写出来的具有一定风格特征的字体。字体与书体互相依存、影响，由于书体的发展变化较快，所以它对字体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众多的碑刻墨迹中，均是出自不同的书法名家，亦有不少是出自民间的书家之手，他们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书体，“为当时字体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书体的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

 。

汉代普遍实用的文字字体是隶书，其书法作品大量发现于两汉碑碣、刻石等遗存上。从两汉碑刻文字材料来看，它们虽然都是隶书的框架结构，但在具体用笔及其笔画形态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说书体类型纷繁复杂，要想全面、准确地予以归纳总结，不仅需要搜罗汇集文献资料，掌握相关书体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对大量零散的一手材料进行综合比对和分析，总之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能力，只能让我们在所考察的160种汉代碑刻中，选取最有代表性、人们最熟悉的类型，予以探讨。主要有标准隶书和俗体隶书两大类。

第一节 汉代碑刻中的标准隶书

所谓的标准隶书，就是指以扁方字形为主，用笔极其规范，具备“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及左右分背等典型特征的隶书字体。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后），碑刻隶书笔画的创新与改造，主要表现在用起伏的波挑来代替平直无韵的笔画，因此具备鲜明的波挑笔画是隶书成熟的标志，也是标准隶书的主要特征。标准隶书集中出现在东汉中晚期的一些较为庄重正规的刻石上，如各种碑碣、石经等。这些刻石文字，有的是歌功颂德，有的是记述要事，有的是校正经文等，都是比较庄严的场合。总之，标准字体的形成与选择与这种用途有着直接的关系。

根据其书写风格的不同，标准隶书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图5—1—1至图5—1—3）。

一 方圆结合，用笔工整者

此类刻石隶书以横势为主，结字工整，布白均匀，完整地体现出了成熟隶书的用笔及其字形构造中一系列书写审美因素的对立统一：藏与露、轻与重、粗与细、方与圆交互使用，是成熟隶书的典型代表。代表作品主要有：《礼器碑》、《史晨碑》（图5—1—1）、《西岳华山庙碑》（图5—1—2）、《袁博碑》、《赵宽碑》（图5—1—3）等。

[image: ]


图5—1—1 《史晨碑》

[image: ]


图5—1—2 《西岳华山庙碑》

[image: ]


图5—1—3 《赵宽碑》

二 起伏波挑尤为突出者

这类隶书具有上类（方圆结合、用笔工整）的总体特点，但起伏波挑的意韵尤为突出。它们“飞动舒畅的笔姿和显然的横扁背分的字势，与简书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移植关系”
 
[2]

 。但从两汉碑刻隶书书法的全局看，它们不是主流字体，可是在东汉晚期书体风格的变革中，却突出代表了书写者对秀逸华美的新的审美追求。代表作品主要有：《孔庙碑》（图5—1—4）、《朝侯小子残碑》（图5—1—5）、《桐柏淮源庙碑》、《曹全碑》（图5—1—6）、《刘熊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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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孔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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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朝侯小子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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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曹全碑》

三 笔画率捷，形态极其放纵夸张者

这类隶书多见于某些题记、石阙面上铭文或碑侧、碑阴等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横向笔画肆意舒展，任情挥洒，“表现出鲜活自然近于简书的新意趣，而作者纯熟的标准隶书技巧自在其中”
 
[3]

 。代表作品主要有：《沈府君阙铭文》（图5—1—7）、《冯焕神道阙铭》（图5—1—8）、《朱秉题记》（图5—1—9）、《仓颉庙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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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沈府君阙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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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冯焕神道阙铭》

[image: ]


图5—1—9 《朱秉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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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0 《鲜于璜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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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1 《张迁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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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2 《衡方碑》

四 以方折为主，用笔粗厚者

这类隶书无论从用笔还是结构上，都以方折粗厚的特征见长，体现出对方劲美的追求。它们在字体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突出表现：其一，书刻结合、方折化的外在表现，充分体现出方笔的创造，证明了汉代碑刻对重要笔法产生的特殊贡献；其二，雄厚粗重的笔画弱化了左挑右波、左右分背的态势，这在一定意义上暗示出楷变的信息。代表作品主要有：《鲜于璜碑》（图5—1—10）、《张迁碑》（图5—1—11）、《衡方碑》（图5—1—12）、《肥致碑》等。

第二节 汉代碑刻中的俗体隶书

从字体形态上看，隶书应该经历了无波挑—有波挑意识—波挑成熟等几个发展过程，并最终分化出许多艺术派系。王靖宪先生说：“隶书笔划的趋向工整、波势的产生，点划的俯仰，以及带装饰性的挑法，都是这种加工、发展的结果。”
 
[4]

 郭绍虞先生（《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第11期、第12期）对隶书从“草体”到“正体”的发展趋势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5]

 我们认为，两位先生的观点大致反映了文字发展的基本方向。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条发展线并非像这样单纯划一。实际上，无波挑的隶书不仅存在于隶书的初期或发展期，就是在成熟期也“同样存在着与波挑分明的典型隶书大相径庭的无波挑隶书”
 
[6]

 。比如：

西汉时期的《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麃孝禹碑》等石刻文字，常以当时实用的书体刻写：其字为隶书，用凿子单刀刻成，平直无波挑，是俗体隶书的初始状态。

东汉中早期，俗体隶书继续发展，随着笔势的变革出现更多的书写风格，如《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63）、《大吉山买地券摩崖刻石》（76）、《司马长元石门题记》（79）、《张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98）等刻石，隶字形态各异，但用笔率直、方圆兼备是其共同的特点。再如《买仲武妻马姜墓记》（106），书风简率，笔画不拘界栏，并已出现尖撇，如女[image: ]
 、成[image: ]
 ；钩笔，于[image: ]
 、门[image: ]
 、刻[image: ]
 ；末端重按的横笔，一[image: ]
 、生[image: ]
 ，这些俗体隶书的特征隐含着楷书的萌芽。

东汉晚期，俗体隶书以其书写便利（用笔简洁、结构自然）的优势，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对新字体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举例说明。

《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151）。1973年出土，石刻两块，共计15行328字。用笔多露锋，撇画多顺势出锋，横画末处有回锋、出锋、顿笔之别。发掘报告上说：“这两个题记的书体，正是处在隶书转向楷书的阶段，但基本上仍保留隶书的特点……这种隶书笔划比较灵活。”
 
[7]



《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154）。1934年出土，正文10行，每行字数不等，在31字到46字之间，共计400余字。该刻字用笔细瘦，收笔处不作回锋，多顺势直行，且出现类似楷书的构笔，如[image: ]
 等。“辶”部的写法近似于行草笔法，如[image: ]
 等。结构上有的字呈纵势，有的呈横势；有的方正，有的侧斜。

《许安国墓祠题记》（157），1980年出土，左边题记一行28个字，右边题记10行，每行40字至53字不等。该题记书风与《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相似，字体虽然不大，但用笔率意天真，其字里行间不仅透露出行书的笔意，如[image: ]
 等，而且还呈现出由隶到楷的过渡面貌，如[image: ]
 [image: ]
 等。

《许阿瞿画像石题记》（170），1973年出土，题记共6行，136个字。此题记书体方正，没有明显的波势挑法，与楷书相近，高文先生也认为：“是研究隶楷递变之重要资料，并透露出在八分书达到高峰时，民间石刻已逐渐使用当时流行在民间向楷书过渡之书体。”
 
[8]



除此之外还有《武梁祠画像题记》《光和六年题记》《张君题记》《密县残石》《四神刻石》《大汶口画像题字》《杨元昭题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资料单单在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就有300余种。

总之，大量的材料与分析结果都能证明，无波挑隶书始终都大量存在着，并且在后期是与波挑明显的标准隶书并存发展的。这类隶书以实用为目的，从形态上看，它们的笔画较细、用笔平直、结构自然朴实，一般多见于民间刻石，并常以通俗的写法与书风，被书法学命名为“通俗隶书”。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上将这种书写较为简便的俗体，命名为“新隶体”
 
[9]

 。由于学科间的相通性，我们尊重既有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和“新隶体”有所不同
 
[10]

 ，同时为了和书法学相区别，我们将这类隶书称为“俗体隶书”。

第三节 汉碑隶书的书体类型的关系

一 标准隶书与俗体隶书的关系

俗体隶书和标准隶书都是由秦篆发展而来的，大量的碑刻文字材料证明，俗体隶书先于标准隶书而出现。在西汉以及东汉的早期，如《王陵塞石》《莱子侯刻石》《麃孝禹碑》《三老讳字忌日刻石》等，用笔虽然已有波折的趋势，但无波折的笔画仍占主要地位。至东汉中期，隶书得到进一步发展，自觉的审美意识有意地作用于字形创作上，因此在这一时期，隶书的笔画和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子游残碑》《贤良方正残碑》《张文思为父造石阙题记》等，已非常接近于东汉晚期碑刻上的八分隶书，可是还带有偶然因素，尚未形成规模。而东汉晚期以后，隶书发展的重心侧重于笔画的创新与改造，于是波磔起伏的笔画作为一种特征固定下来。至此，标准隶书完成了与俗体隶书的分化，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衍生出众多艺术派系，展示出隶书的最高艺术顶峰。与此同时，通俗隶书则一直保持着无波挑作风。在东汉中晚期以后，受标准隶书影响，俗体隶书虽有较大改观，诸如“不仅用笔趋于沉着、周到，还出现了较成熟的提按顿挫笔法，笔意的表现流露出向笔画两端转移的趋势”
 
[11]

 。但不管怎样，它们自然流畅的书风始终存现，直至汉末被新字体所替代。

由此而见，一开始标准隶书与俗体隶书是发展关系，也就是由无波挑的俗体隶书发展为有波挑的标准隶书；然后，两者分化，各走一路，又形成并行的关系。

在两者并行发展的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书写风格：俗体隶书用笔率意平直，没有明显的起伏之势；笔态上细瘦简洁，少见粗细变化；笔意上呈约易的俗体；结字多取纵势，布白、疏密均随意。而标准隶书则是有明显的波势挑法，用笔规范精细，起伏变化幅度大；笔态上多姿多态，轻重、粗细、方圆的结合时处可见；笔意丰富，呈现出装饰性较强的图画式特征；结字多取横势，重心平稳，布白匀称；行气上法度严格，注重字间的呼应关系。

在隶书自身发展的系统中，俗体隶书与标准隶书何以分道扬镳，并行发展？其实根源就在于汉字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对立统一。

我们前面也说过，书写意识始终作用于汉字的创作，“从一开始创造出字的时候，书写者就总要把它写得整齐一些，好看一些，这是自发的一种爱美的心理的体现，也是形成书法艺术美的根由”
 
[12]

 。当然此时还称不上是自觉的艺术创作。但随着汉字的发展与大量的使用，对美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尤其在社会时尚的倡导与审美意识的作用下，有意识地美化汉字，促使了书法艺术的长足发展，以欣赏为目的的艺术性汉字——标准隶书便应运而生。此后，书写者们围绕着用笔、结字与章法的艺术性，展开了对隶书字体美的创作，经过不断的取舍、提炼，到东汉晚期（桓灵时期）进入空前的艺术高峰，并从中分化出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从碑刻材料来看，如《张迁碑》《鲜于璜碑》的方折粗厚；如《曹全碑》《孔庙碑》的分背飘逸；如《礼器碑》《景君碑》的端雅工整；如《冯焕神道阙铭》《沈府君阙铭文》的率捷夸张，等等。然而，这些法度严谨、用笔规范的被充分艺术化了的隶书，却越来越不适应于日常的书写，因此，它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为艺术性的文字而存在。而那些“易写”“快写”“便利”的俗体隶书才是真正满足和适应日常书写要求的。所以，标准隶书虽然很美观，但它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通俗隶书。“相反，通俗隶书却始终保持着简捷、朴实、易写、易识的优势，以实用性为主的文字形式，大量存在于广大社会的民众之中。”
 
[13]

 这种实用和艺术双重文字的共存，应该是符合文字发展的大方向的。

当然，不同类型的隶书的发展并不是并驾齐驱的，就标准隶书与俗体隶书相比，虽然俗体隶书先出现，但从演变和成熟的速度来看，标准隶书要远远快于俗体隶书。这除了书法自身发展的影响之外，还与当时社会时尚的追求以及大批文人之士有意识的倡导密切相关。“他们把这种隶书作为艺术，潜心研究各个‘部件’的取舍，使得有些笔画特点被隐蔽起来，另有些笔画特点则突出出来，以适应笔画与笔画之间更加趋于严谨周到，美观合理”
 
[14]

 ，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标准隶书的成熟。而俗体隶书则不同，由于它们是以实用、能识为目的，无须刻意地追求美观，也就是说字体形态不必那么多彩多姿，用笔也不用那么严谨规范。换句话说，俗体隶书的发展，主要是在实用性规律的推动下进行的。

二 俗体隶书与楷书的关系

字体演变的动力就是为了快速书写，诚如隶书正是凭借着用笔快捷、风格大众化的特征最终取代篆书，取得正体地位。

随着规范的八分隶书的成熟，隶书的笔画形态越来越丰富，字体结构也越来越规整，然而这些被充分艺术化、规范化了的隶书，最终落入了程式化的僵化：繁复的用笔、化一的结构、严谨的法则，这些都不利于快速书写，丧失了“简捷”的原动力，这是其一；其二，复杂的写法不符合“趋简”的心理，因此不会得到人民大众的喜欢，失去了“大众化”的群众路线。可见，东汉晚期的标准隶书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僵化。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述字体的演变其实和文学的发展类似，经历了吸收民间营养—逐渐雅化—最终僵化—再吸收民间营养—再雅化—再僵化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呈现出螺旋形的发展”
 
[15]

 。并且还指出中国书法的发展也是如此。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论推算，东汉（桓灵时期）被高度“雅”化了的标准隶书，必然会走向它的末路。事实也确实如此，从汉末到魏晋，仅仅百余年的时间，隶书便迅速被新的字体——楷书所接替。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同样从隶书到楷书更不是突发的，中间肯定会有过渡的状态。关于楷书的形成，历来莫衷一是。20世纪以来，随着地下文物资料的出土，曾引起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基本上达成这样的共识：楷书是草隶变来的。那么何谓“草隶”？并没有明确说明。如果是狭义上，即行草或章草，那是不准确的，需要商榷；如果是广义上，即标准隶书除外的所有隶书，又太过笼统了。我们认为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实用性较强的俗体隶书才是楷书滋生的母体。黎泉先生在《简牍书法》中曾说：“简牍书体中有些字因急于速成，或者出于书写者的兴趣，波折不甚明显，棱角突出，这种书体比隶书易写，又比章草规整，看来，这就是早期的楷书。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魏碑，由此发展而来。”
 
[16]

 黎先生所说的“这种书体”就是俗体隶书。

就汉代碑刻材料来看，东汉晚期大量存在的俗体隶书，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反映出由隶到楷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在俗体隶书的内部，慢慢地孕育滋长着新字体——楷书的因素。例如：

横画的写法：俗体隶书横画的收笔处急收重按，如[image: ]
 （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image: ]
 （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与标准隶书出锋呈雁尾的写法大相径庭，如[image: ]
 （曹全碑），但却与楷书写法比较接近，如楷书[image: ]
 （樊兴碑）、[image: ]
 （冯宿碑）末端的横笔。

撇画的写法：俗体隶书的撇画收笔时不似标准隶书的回锋收笔，[image: ]
 （尹宙碑），而是顺笔出锋，如[image: ]
 （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这在楷书中常见，如[image: ]
 （玄秘塔碑）、[image: ]
 （成淑墓志）等。

捺画的写法：俗体隶书的捺笔顺势出锋，捺脚较长，如[image: ]
 （许安国墓祠题记）、[image: ]
 （刘君残碑），与楷书捺画写法相近，如[image: ]
 （成淑墓志）、[image: ]
 （南华真经）。

点画的写法：点画的写法最为丰富，变体也最多，为了操作便利，我们只考察最有代表性的横上的点。考察中我们发现，标准隶书的点往往是垂直或略微呈侧势，如[image: ]
 （赵宽碑）、[image: ]
 （赵宽碑）、[image: ]
 （尹宙碑），而俗体隶书的点基本上呈侧势，如[image: ]
 （司马长元石门题记），[image: ]
 [image: ]
 （许安国墓祠题记）。而后者（俗体隶书）的写法与楷书点的写法相近，如[image: ]
 （韩仁师墓志）、[image: ]
 （孔子庙堂碑）。

钩画的写法：标准隶书无钩画，常以弯曲的波画代之；俗体隶书虽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钩笔，但有时由于书写的快速，省略弯曲的波势或波势不明显，稍一提笔便可形成钩画，如[image: ]
 （徐州铜山永平四年画像石题记），[image: ]
 （许安国墓祠题记）。

由此可见，正如篆隶两体一样，隶楷两体的关系也很密切。楷书的一些基本笔画，在俗体隶书中已依稀可辨，可以说它们是楷书的前奏，是楷书滋生的母体。当然，在楷书的形成过程中，标准隶书也并非毫无作用，它丰富的笔画形态为楷书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依据。如果单靠俗体隶书的演进，而没有标准隶书的影响，楷书的笔画形态和体势恐怕不会那样多姿多态。

总之，两汉碑刻隶书是复杂的，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书体类型，但各个类型都有各自明晰的发展规律和序列，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标准隶书之外的俗体隶书是汉代隶书的主要类型之一，它不仅发展培育出标准的八分隶书，而且还孕育衍生着楷书的成长。可以说，俗体隶书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楷书从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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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重要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激烈的角逐，最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去了解汉字的发展史，而做好这项工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动态的角度描写出每个汉字的演变流程，揭示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面貌。可见，进行有关汉字字体演变的研究是必需，也是有意义的。

一 研究说明

近年来，随着汉字学的发展，字体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的出版，标志着汉字字体学的正式建立。此后，王宁先生对“字体”做出解释，他认为字体是“不同时代、不同用途、不同书写工具、不同书写方法、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汉字书写的大类别和总风格”，并提出汉字字体学的研究任务，即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可见，客观细致地描述各个时期字体的演变，科学分析演变的原因与规律，进而揭示整个汉字字体演变的原因与规律，已是目前字体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

我们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选定两汉碑刻隶书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然后同其他历史层面的字体风格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字体演变的规律，确定字体风格对汉字构形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建立科学的字体学和书法学提供断代的依据。

就汉碑文字的研究情况来看，以往多是集中在书法学的探索及汉字结构的分析上，而对汉字的另一本体——字体的研究，即着眼于文字学角度的字形特征的描述、字体风格的分析及其对汉字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穷尽性的考察、系统性的分析，几乎是个空白。

我们对两汉碑刻隶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虽然就分析隶书的演变过程而言，汉碑的价值要逊于秦汉简牍，但是将碑刻材料与简牍材料结合起来，则能更全面、更完善地反映隶书演变的全过程。因此，我们结合甲骨文、金文、小篆、秦简等文字材料，对碑隶的520个基础构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详细描述了它们的演变路径，基本弄清楚了这些演变的原因以及演变发生的大致时间，从而了解了以这些构件为部首的一批汉字的演变过程，为汉字的应用实践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有力的支撑。

分析和描述碑隶的演变路径并不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而从动态的书写角度考察造成字体结构变化的原因并揭示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研究的创新所在。

在研究中我们感觉到，书写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包括书写载体、书写工具、书写用笔及书写章法等，是字体结构变化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通它们能够让我们探知字体形态和字形结构的形成原因。例幅面宽裕、制作精良的碑刻载体，为隶书字内的点画、空间的构造以及形态的仰俯、向背、斜正、曲直等诸多典型特征的显现创造了条件，促使了隶书的成熟和定型；毛笔的柔软性，使得隶书在平直方整的基本形式上，增添了圆转的弯笔或曲笔，像[image: ]
 等，使字形体态方中见圆、雅俗相偕；刻刀的尖锐性，使隶书产生了方笔，从而加速了隶书平直方折结构的进程，同时也影响了字体风格的变化；书写过程中一个简单动作，或拖曳，或提笔，或顿笔下按，或转换角度，或讹变改造，等等，都可以改变一个字的形态和结构。总之，经过我们对诸多书写因素的分析，发现隶变并不是毫无目的和方向的变化，它在遵循汉字自身变化规律的大前提下，又受到特定条件或因素的制约，表现出自己的变化规律。就两汉碑刻隶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简化、符号化、规范化和美化等几个方面。另外，由于汉代碑刻隶书书写风格各异的特殊性，我们在最后一章尝试性地作了有关书体类型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各书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字体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书体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对作品直观感受能力不高，再加之时间的紧迫，我们的研究未能全面展开，只是对最有代表性、人们最熟悉的类型——标准隶书和俗体隶书予以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两汉碑刻隶书是复杂的，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彼此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第二，俗体隶书和标准隶书一开始是发展关系，也就是由无波挑的俗体隶书发展为有波挑的标准隶书，然后，两者分化，各走一路，又形成并行的关系；第三，俗体隶书不仅发展培育出标准的八分隶书，而且还孕育衍生着楷书的成长。可以说，俗体隶书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楷书从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

总之，通过从字体学角度对汉代碑刻隶书字体演变过程的系统考察，基本上整理出隶书从开始到成熟的总体演变面貌。这在文字学理论的完善、汉字简化优化的认识、书法理论的提升以及古文字的考释和书体风格的理性解释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 研究不足

由于我们的研究是针对汉字动态书写的微观考察，属于尝试性的研究。虽然在论文写作时积累了浓厚的兴趣，对字形直观的感觉也越来越敏感，但毕竟欠缺书法理论的基础，也没有书法临摹的实际经验，所以写作过程中始终忐忑不安。一方面督促自己恶补理论知识，以免夸夸其谈；另一方面又努力要求自己尽量贴近材料，深入思考，多方考察，客观分析，做出与书法描述所不同的理性解释。

尽管如此，文章中描述和分析时仍不免带有主观性的感知因素，对很多问题，如“行款章法对字体结构的影响”和“书体类型的分析”等，说明得不够透彻，分析得不够深入，亦有主观不当之处，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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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静远：《汉隶的演化过程及风格特点》，《艺圃》1997年第3、4期。

9.楚保玲、赵振乾：《汉碑概说》，《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10.陶圣苏：《汉石刻艺术风格》，《徽州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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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平其凡：《右执笔的书写原理与笔势》，《新美术》2000年第4期。

13.韩树峰：《汉晋时期文书书写材料的变化》，《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

14.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5.张志和：《汉代的石刻隶书》（上、下），《中国文物报》2001年第6、8期。

16.张士东：《弧势笔画是如何变成平横的》，《青少年书法》2002年第22期。

17.杨加深：《书写材料和工具与隶变的关系探讨》，《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3期。

18.王立军：《谈碑刻文献的语言文字学价值》，《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

19.李敬平：《古代汉字行款成因探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20.赵志峰、秦永龙：《由隶到楷的字体演变浅探》，《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

21.李运富：《论汉字结构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2.张秋霞：《试析西汉刻石文字对简牍的接受》，《书法赏评》2010年第3期。

23.邱振中：《书法家形象的确立及其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24.郑振峰、李冬鸽：《书写载体与古汉语复音词》，《语文研究》2010年第11期。

25.陈爱民：《从契刻到书写：甲骨文书法的技巧转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年第1期。

26.刘凤山：《隶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27.吴文文：《汉碑文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

28.丛彩云：《两汉碑刻中的篆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07年。

29.张站立：《两汉石刻隶书形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

30.段雪莲：《北朝石刻隶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三 碑拓汇集


1.《山东秦汉碑刻》，齐鲁书社1984年版。

2.启功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篇》，1987年版。

3.《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册战国、秦汉，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葛慕森等选编：《汉代碑刻隶书选粹》（普及本之一、三），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5.刘正成主编，王铺分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荣宝斋，1992年版。

6.《汉碑三种》，天津历史博物馆藏，1992年。

7.济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孔孟之乡石刻碑文选》，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

8.刘正成主编，何应辉分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一、二），荣宝斋1993年版。

9.《中国美术史·秦汉篆刻》，齐鲁出版社2000年版。

10.《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四 工具书


1.《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2.《中国隶书大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版。

3.《中国书法词典》，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4.《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5.李格非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6.《隶书异体字字典》，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7.《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


附录一 所用两汉隶书碑刻目录表


说明：


1.所征引的“碑名”“年代”，主要参考徐玉立《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2.序号前“﹡”，表示征引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一册·战国 秦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出土与所在地点”除了参考《汉碑全集》之外，还参考了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的“两汉石刻文字目录”。

4.“附注”主要是对所用碑刻的字体特征或别称的说明。

5.碑刻以时间先后排列，年代无从考证者，则置于相应朝代之后，以在《汉碑全集》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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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两汉碑刻隶书基础构件及其演变路径表


说明：


1.基础构件的“主形”按笔画多少排列；笔画相同者以起笔笔形“一、丨、丿、丶、乛”为序。

2.变体与其后的“例字”是依次对应的关系。

3.“形源”主要指的是小篆字体，但不排除个别的甲骨文、金文字体。

4.基础构件无法判定笔顺及笔画数时，则按其楷书笔形处理。

5.“演变路径”主要分析构件主形的演变情况，非成字构件以及无传承关系的成字构件则选择代表例字来分析。形体的来源主要出自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6.“备注”标注构意发生隐匿性变化的构件的构形理据以及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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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蓝本是我的博士论文。我以论文为依托，以《两汉碑刻隶书字体演变研究》为题于2013年申报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立项（项目编号：HB13YY003），并得到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历经两年，今终付梓。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重要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激烈的角逐，最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去了解汉字的发展史，而做好这项工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动态地角度描写出每个汉字的演变流程，揭示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面貌。我的博士论文对这些问题形成了初步整理，而这本书是在其基础上的一些完善和总结。再回首论文的写作过程，其艰辛历历在目，其间历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废弃过多少份写作草稿，我都无法准确地计算。尽管如此，论文仍有不足之处，某些问题尚欠充分深入，虽然不甚满意，却只好匆匆收写，为此深感内疚，只好寄希望于将来的努力，以求今后有所进步和提高。

今天能够顺利完成此文，首先感谢课题组成员：王彦民、刘晓明、魏晓艳、张占平、何志峰，他们对本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王彦民、刘晓明两位老师处理了文中所需大量的碑刻字体图片，并对其进行了字样分析；魏晓艳博士则从专业的角度对本书的观点做了润色；张占平与何志峰两位老师在前期材料的采集、扫描与录入以及后期校对等工作上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郑振峰先生，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向先生请教，先生总能为我指点迷津，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论文已定，借此一角，谨以表达我对先生深深的谢意。

感谢我的工作单位邢台学院，谢谢学校政策的支持，使我在经济上没有了后顾之忧。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父母谆谆善诱地教导，爱人嘘寒问暖地呵护，朋友真诚实意地鼓励，都成为我漫长写作中的精神支柱。

学也无涯，知也无边，漫漫求索路上这里是起点，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老师、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

何林英

201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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